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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黄淬伯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海宁王静安先

生高第弟子，以音韵著称，其所论述，褎然为举首。先生撰《慧琳一切经

音义反切考》，久为学界所瞩目，日、法等国汉学家亦羡称之，可以知其

影响所届矣。余读《慧琳反切考》，定声类为六十七，惊叹其分析之精

到，方法之缜密，善读者当有会心，不俟余喋喋也。４０年代，余与淬伯

先生相识于巴县之南温泉，讨论音韵，研覈诂训，虽师授不同，而未尝相

忤也。５０年代，日月重光，淬伯先生主讲于南京大学，余亦施教于南京

师范学院，两校相距咫尺，得时时请益，有新义则相告，十数年间，得切

磋之益焉。时余撰《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

文，先生为举汉魏语音，获益匪浅。先生则力撰《〈切韵〉音系的本质特

征》、《〈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等文，树批判之帜，力排众议，
争辩，辞严理壮，可以折服余子矣。６０年代初，蒋君礼鸿撰成《敦煌变

文字义通释》，先生为余举《广韵》中数事，余因撰《敦煌变文词语研究》，

先生力赞之，并谓颜师古《汉书注》与《匡谬正俗》可汇为一家言，以事冗

未及为之。时先生立意改写《慧琳反切考》，以新观点为指针，匡正旧

作，于是昕夕从事，日有定限，迨至易箦前，其新著《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一书始杀青可读，而先生已归道山矣。呜呼！其强力坚韧，必期于成，

又何可企及耶？今年开春，江苏古籍出版社将刊印先生遗书，以垂方

来。鲍明炜教授通读全书，细心辨察，撰有《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

考〉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文，词赡理达，示人津逮，将弁诸卷首，以

谂多士，如是则余可以无述也。末附论文五篇，皆解放后所作，精心结



撰，辞旨锋利，足以埤益先生之书；又１９４２年所撰《诗传笺商兑》一篇，

有益训诂，亦以殿焉。回忆卅载之交谊，时萦耳目，而赏奇析疑，邈不可

期，今序先生书，诚不胜凄伤怛恻之痛焉！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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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鲍明炜

　　黄淬伯先生早在２０年代末著《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下称《慧琳

反切考》）一书，除考明慧琳反切的音韵系统外，并兼及《切韵》音系，定《切

韵》四十七声类，是当时音韵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从那以后，黄先

生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许多重要论断，逐渐有了新的看法。解放以后，在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和启示下，黄先生在汉语音韵学领域中一

系列新的观点最后确立起来。他在南京大学讲授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课

时，即以他的新观点新体系贯穿教材，并且接连发表了《〈切韵〉“内部证

据”论的影响》（１９５９）、《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１９６２）、《〈切韵〉音

系的本质特征》（１９６４）等重要论文，来阐明他的观点。接着开始改写他的旧

著《慧琳反切考》。这时黄先生已年逾古稀，健康情况不大好，课余之暇，断

断续续坚持写作，数易其稿，直到１９７０年４月才最后完成，这就是《唐代关

中方言音系》（下称《关中音系》）。书成后不到半年，黄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从《慧琳反切考》到《关中音系》，其间有很大的不同，又有密切的联系，

两书必须结合起来读，才能看清楚其间的来龙去脉。但是《慧琳反切考》出

版已五十多年，流传不广，现在已不易得。本文打算把两书间的主要联系

介绍出来，以便于阅读《关中音系》，述而不作，不表示任何主观意见。

黄先生对慧琳反切系统改变看法，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慧琳反切考》。

他说：

《切韵》声类实有四十七类之多，取此四十七类，与经音义（按即

慧琳反切）所据韵书之声类相较，则于古今音变，可昭告我人以两大



端：一曰四等字之孳生寖多，一曰唇音之轻重携二。

按经音义切音声类，其每类有分三系者，有分两系者，若据其系

与以一系为类者合计之，凡六十有七，视《切韵》增多之数，大都为四

等字之声类也。而《切韵》声类，唯一喻类，等韵家指为四等外，更别

无四等之声类。屹然离异有若是者，端系精系诸纽，在《切韵》为一

类，至经音义所据韵则一四等画然分矣。十二齐一先三萧十五青二

十五添诸韵字（仄韵赅此）与佳、皆、灰、咍所谓一二等诸韵部，其反切

上字实同类也，而经音义所据韵，则尽改其切为四等音矣。更就表
（按指慧琳反切与《切韵》声类比较表）中第一组古苦二类所列字言

之，《切韵》吉读居质切，吉居类也。诘读去吉切，倾读去营切，诘倾与

去亦类也。至经音义所据韵，吉字切无征，惟紧字切用吉为上字（紧

字《切韵》居忍切），诘字改作轻逸切，倾字改作缺营切，凡《切韵》之三

等字之变为四等者，胥视乎此。此《切韵》一二等与三等字之孳衍为

四等，乃隋唐间音变之一端也。（卷二３２页）

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系统有六十七声类，比《切韵》增多之数，大都是

四等字之声类。端系精系诸纽在《切韵》为一类，即一四等字反切上字为

一类，至慧琳反切四等之反切上字分离出来，自成一类，如齐先萧青添诸

四等韵之反切上字。在《切韵》时代，这些所谓纯四等字，由于反切上字与

一等字无别，黄先生认为也是一等。另有些三等字，如《切韵》质韵诘去吉

切、清韵倾去营切，反切上字“去”为三等字，与被切字相应。可是到慧琳

反切就被改为诘轻逸切、倾缺营切，反切上字“轻、缺”韵图均列四等，说明
“诘、倾”等三等字也变成四等。这样，在慧琳反切系统中四等字就大为增

加，反切上字分为一二等、三等、四等三系，为隋唐间音变之一端。

四等字之反切上字自成一类，《慧琳反切考》已作了系统的处理，与一

二等三等并列，今抄录出来，与《切韵》比较，以明《关中音系》声母系统的

来历，列“慧琳音与《切韵》声类比较表”如下：

　慧琳音　　　　　　　《切韵》　　　　　　　字母

类　系　等 类　等

古　古　一二 古　一二四 见

　　居　三 居　三

　　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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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苦　一二 苦　一二四 溪

　　羌　三 丘　三

　　缺　四

渠　渠 渠 群

吾　吾　一二 吾　一二四 疑

　　鱼　三 鱼　三

　　霓　四

呼　呼　一二 呼　一二四 晓

　　虚　三（含四等） 许　三

胡　胡　一二 胡　一二四 匣

　　携　四

乌　乌　一二 乌　一二四 影

　　於　三 於　三

　　伊　四

韦　韦　三 于（云）三 （匣三）

　　以　四 余（以）四 喻

都　都　一 多　一四 端

　　丁　四

他　他　一 他　一四 透

　　体　四

徒　徒　一 徒　一四 定

　　甸　四

奴　奴　一二 奴　一四 泥

　　女　三 尼　二三 娘

　　宁　四

鲁　鲁　一二 鲁　一二四 来

　　力　三 力　三

　　了　四

祖　祖　一 将　一四 精

　　子　四

仓　仓　一 仓　一四 清

　　七　四

藏　藏　一 才　一四 从

　　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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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桑　一 苏　一四 心

　　先　四

循 徐　四 邪

补　补　一二 边　一二四 帮

　　彼　三 方　三

　　必　四

普　普　一二 滂　一二四 滂

　　披　三 敷　三

　　匹　四

蒲　蒲　一二 蒲　一二四 並

　　皮　三 房　三

　　毗　四

莫　莫　一二 莫　一二四 明

　　眉　三 武　三

　　弥　四

其他声类，知组并入端组，庄组并入精组，章组船（床三）禅合并，非组

非敷合并，表中未列出。我们知道，《切韵》音系一二四等反切上字是通用

的，只有三等自成一系。上表说明，慧琳反切四等上字也自成一系。这种

现象怎样解释呢？黄先生依据反切上下字洪细侈弇的关系，认为声类变

了，韵类必同时变，因为反切上下字是相适应的，不会单方面变。在这个

基础上，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必相同。在慧琳反

切系统中韵母分两大类：一类第一元音是［ｉ］，一类第一元音是［非ｉ］；是
［ｉ］的一类，又分强音［ｉ］和弱音［犐］两类，共三类。与反切下字相适应，反

切上字也分三系，即Ａ、Ｂ、Ｃ三系，这三系上字的第一元音分别是［非ｉ］、

［犐］、［ｉ］。黄先生说：“反切上字系类的区分，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

音。”又说：“声母是辅音音位，声类是反映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声母

的职能在于区别字义，声类的作用在于描写。”黄先生运用“三系”说，声类

和声母分开，一个声母因与下字结合的关系不同，可以分出几个声类，反

过来说，几个声类虽结合的关系不同，但实际上是一个声母。这样，慧琳

反切的六十七声类，被定为《关中音系》的三十七个声母。

《关中音系》的韵母系统来自《慧琳反切考》，但因处理方法不同，略有

改变。黄先生取《慧琳反切考》的韵类，看它和哪一系类的反切上字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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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参考域外译音和其他材料，定其韵值。例如《关中音系》歌部分开口合

口两类，都与上字Ａ系结合，知这两个韵母都无韵头，据日译汉音，主要

元音拟为［］，两个韵母是［］［ｕ］。麻部也分开口合口两类，与上字结

合，Ｂ系多，Ｃ系少，知韵头是［犐］，少数是［ｉ］，参考日译汉音，拟韵值为
［犐］［犐ｕ］。这样，歌麻实同韵，只是韵头不同，包含四个韵母，在音节表

中共列一表。在《慧琳反切考》中“柯、嘉”（即歌麻）两韵开口因等的不同

各分二类，在《关中音系》合为一类，黄先生不承认当时有等的分别，认为

分等是后来的事。又如基部（即羁部），按反切下字分开合两类，多数与上

字Ｂ系结合，韵值定为［犐ｉ］［犐ｕｉ］，但上字中也有Ｃ系，在音节表中又有［ｉ］

［ｉｕｉ］，这就有了四个韵母。类此情形，还有乾、兼、侵、麻等韵部。除以上

情况外，两书韵类就没什么不同了。

为表明《关中音系》韵母系统的来历，平赅上去入，列比较表如下：
《关中音系》 《慧琳反切考》 《切韵》 说明

（１）歌　ｕ
麻　犐犐ｕ

柯

嘉

歌戈

麻

（２）咍　ｉｕｉ
皆　犐ｉ犐ｕｉ

荄瓌

皆

咍灰泰

佳皆夬

（３）豪　ｕ
肴　犐ｕ

（４）骁　ｉｏｕ犐ｏｕ

膏

膠

骁

豪

肴

萧宵

骁韵 Ｃ 系多，Ｂ 系少，原拟为
ｉｕ，与ｕ犐ｕ相配为一部，因下
字与肴有明显区别，改为ｉｏｕ。

（５）侯　ｕ犐ｕ 樛 侯尤幽 侯ｕ尤幽犐ｕ
（６）模　ｏ犐ｏ 觚椐 模鱼 模ｏ鱼犐ｏ
（７）虞　犐ｕ 拘 虞

（８）齐　ｉｅｉｉｕｅｉ 稽 齐祭废

（９）基　犐ｉ犐ｕｉｉｉｕｉ 羁 支脂之

微

羁韵包括微韵，见 《慧琳反切
考》。基韵未指明，举例亦不见
微韵字。

（１０）唐　ｕ
阳　犐犐ｕ

纲

韁

唐

阳

（１１）更　犐犐ｕ 羹 庚耕

（１２）京　犐犐ｕ 羹 庚 京韵是羹韵之一类，即《切韵》
庚三等字。

（１３）江　犐ｏ 扛 江

（１４）洪　ｕ犐ｕ
犐ｕ

弓 东冬

锺

·７·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１５）登　ｕ
犐犐ｕ

赿矜 登

蒸

（１６）罄　ｉｅｉｕｅ
犐ｅ犐ｕｅ

罄 青

清

（１７）寒　ｎｕｎ
间　犐ｎ犐ｕｎ

干

葌

寒桓

删山

（１８）乾　犐ｅｎ犐ｕｅｎ
（１９）肩　ｉｅｎｉｕｅｎ

鞬

肩

元仙

先仙

仙之三等在乾，四等在肩。按两
韵只韵头不同，似应定为一韵，
列一表中。

（２０）痕魂ｎｕｎ
殷文犐ｎ犐ｕｎ

跟昆

筋军

痕魂

殷文臻

真

　
真部分和臻并于殷。

（２１）真　犐ｎ犐ｕｎ 湮钧 真谆

（２２）堪　ｍ
缄　犐ｍ

堪

缄

覃谈

咸衔凡

（２３）兼　ｉｅｍ犐ｅｍ 缣 盐添严

（２４）侵　犐ｍｉｍ 襟 侵

　　黄先生这本新著，虽然经过多年考虑，但是改弦更张，并不是很容易

的事。尝试之作，容有可议之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书成后，未及反复斟

酌修订，先生就遽尔谢世了。在校读过程中，碰到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无

从商量，只好保持原文，例如骁韵原拟为［ｉｕ］，后改为［ｉｏｕ］，前后不一

致，今改归一致。但骁部反切下字只有尧系一类［ｉｏｕ］，韵母表中也只有

一个韵母，可是音节表中却有［犐ｏｕ］［ｉｏｕ］两个韵母。又如所谓重韵，一般

指同摄同等的韵，黄先生把同摄不同等的韵也叫重韵，如仙先、宵萧等，因

为黄先生认为分等是后来的事。类似情况都未加改动。黄先生晚年健康

情况已很可虑，特别在“文革”期间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仍插空坚持修

订补充书稿，这种坚忍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黄先生是书法

家，这本书的手稿都是他亲自工笔抄写的，弥足珍贵，将在南京大学图书

馆作为善本书珍藏。

黄先生去世已十多年，追念先生在世时，多承教诲，受益良多。这次

有机会校读遗著，有所查证，并写这篇短文，总算为先生做了一件事，谨以

此纪念敬爱的师长。文中有些问题不免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希读者明察，

好在有原书在，可以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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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重要性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大致可分为八大系：１．北方话、２．江浙话、３．湖

南话、４．江西话、５．客家话、６．闽北话、７．闽南话、８．广东话。这八大系方

言，各有它不同的特点，各有它的历史进程。它的分布地域，各因不同的

历史条件，有的日益扩展，有的日趋缩小。现代北方话的地域最大，使用

这系方言的人口，几占汉民族全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方言的产生，是部落分裂造成语言分化的结

果①。汉语分化为方言，这一事实，当然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

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

质。”②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历程，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

体。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分支，要了解汉语发展的全貌，就应当从个别方言

史的研究开始。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我国研究汉语语音史者，所用的方法，概言

之，可分以下两种：

一为着重整体忽略部分。例如近代研究先秦古韵者，主要依据《诗

经》用韵，从中揭示那时汉语的韵母系统。人尽皆知，《诗经》是古代不同

时地的诗歌总集。全部诗歌的语言，乃是古汉语的整体。因此所得的韵

母系统，显然不是个别的方言，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韵母系统。

①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８７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又如研究先秦古声母者，利用同义异文和同音借字观察其相互关系，

从而归纳成类。得出的声母，也不是个别方言，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

声母。

诚然，区别上古方言的时与地，资料本身，无此条件。但是只知整体，

不知部分，研究的结果，给人们有见林不见树之感。

一为由部分到整体。近三四十年来，研究古方言音系的作品渐渐多

起来了。他们所据的资料，一为韵语，即从某一作家所在的地域以衡量用

韵系统的方言性。一为各家反切，从反切上下字的系统中，探求其声母、

韵母和声调，同样从反切作者的地域以衡量所揭音系的方言性。也有利

用古译音推求某一时地的方言音系的。着重部分研究所得的成果，假若

方法正确，反映真实的话，那末，积累的成果愈多，对于汉语发展史愈是有

助于既见其树，又见其林的全面认识，有助于对现代方言音系形成的过程

和规律性的理解。

二、唐代方言性的韵书

唐代以前的韵书，如吕静《韵集》、夏侯詠《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

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在韵部分合方面，表明了方言韵母系统各自

的特点。可是，这类具有方言性的至为珍贵的韵书，历时不久，即告失传。

于今只能看到各家所定的韵部而已。

唐代具有方言性的韵书，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以下四种：１．张戬《考声

切韵》、２．天宝《韵英》、３．元廷坚《韵英》、４．武玄之《韵铨》①。但是这四种

韵书的性质，于今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１）两种《韵英》的性质
《玉海》（四十五）引韦述《集贤记注》：“天宝末，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

分，陆法言《切韵》又未能厘革，乃改撰《韵英》，仍旧为五卷。旧韵四百三

十九，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九十，分析至细。”这段记录，《韵英》一书好像

是根据唐代语言所写的韵书。所称之数字，好像就是当时语音的韵部数

·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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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汉语韵母数，在具体方言中，都以闻声辨义为限。陆法言《切

韵》在唐代已有人讥评其分部之多，不符合实际。因此，《记注》所称之数

字，看作韵部，倒不如看作字数，比较合理。何以言之？天宝是唐玄宗的

年号，这位皇帝留心今古字音，他根据今音，改《尚书·洪范》“无偏无颇”

之颇为陂。这个故事和《记注》“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一语，正是同一

问题。在那种影响下，很可能按照陆法言《切韵》，把古同韵今异部的字，

按部区别，这或者就是《韵英》的体例。因此，《记注》的数字，显然指字数

而不是韵部。

天宝《韵英》既是这样的体例，那末《南部新书》所称天宝末有陈王友、

元廷坚撰的《韵英》，又应看作何种式样的韵书呢？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景审序：“近有元廷坚《韵英》及张戬《考声切

韵》，今之所音，取则于此。”又慧琳注指明廷坚反切以秦方言为基础，由是

元廷坚《韵英》是方言性的韵书了。但从慧琳全部反切看，指明《韵英》反

切者，不过千百分之一。在引用《韵英》反切时，又必与《切韵》反切对举，

并分说这是秦音，那是吴音。因《韵英》反切在慧琳反切中出现之少，可以

推想廷坚《韵英》不是一部系统性的方言韵书。因注例必秦吴音对举，可

以推想廷坚《韵英》的特点，在于方言读音和《切韵》反切异同的对照。据

是，廷坚《韵英》和天宝《韵英》体例相同。

（２）《考声切韵》和《韵铨》的性质

景审序虽有元廷坚《韵英》和张戬《考声切韵》为慧琳所据之说，但是

慧琳注语引用《考声切韵》的字义则常见，从不提出它的注音，这一现象与

景审序并不相应。同时各种韵书各有它的现实基础，各有它的方言特质，

注音者不可能同用几种反切注音。因此，对于《考声切韵》是怎样的韵书，

在书缺有间的情况下，可以存而不论。

《韵铨》是不是描写唐代方言的韵书？从《悉昙藏》（卷二）中所存的平

声五十韵部来看，我认为仍然是陆法言《切韵》的系统。“视唐诸家韵少戈

脂谆殷痕桓删衔凡九韵，而自侵部别出岑部”，这一论据，并不坚确。因为

今日所见的唐代《切韵》残卷，各书的部目，在形式上虽有多少之别，但按

其内在的系统与陆韵一致。至于悉昙用十六韵头摄尽《韵铨》五十韵部，

乃是《切韵》韵部和梵语韵母的对应问题，不能作为“《韵铨》大合并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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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证明。

根据以上分析，所称唐代具有方言性的四种韵书，除《考声切韵》无可

论证之外，其他三种，可以这样说，把《韵铨》看作唐代方言性韵书，乃是误

解，两种《韵英》有部分的方言反切，但不是成系统的方音描写。

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资料

唐代僧人慧琳（７３６—８２０）《一切经音义》的反切是具有描写性的古方

言音系的具体资料。

慧琳事迹，从有限的记录中，仅知其为疏勒人。“印度声明之妙，支那

音韵之精”两语，表明慧琳既通梵文，又精汉语。他住在长安西明寺，广泛

注释大藏，积二十多年的功力，写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

这一稿本，唐五代时，最初传至契丹。明天顺时，再传至高丽海印寺，

并开版印行。当清代乾隆二年，即日本元文二年，在日本白莲寺再版。清

末，白莲寺本又传至中国，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

观察慧琳注音，一个字同一音读，可以标出多种不同的反切，试看

下例：

机　几衣　纪希　居衣　既祈

归　愧逵　鬼为　鬼危

如果说：慧琳反切出于元廷坚《韵英》或张戬《考声切韵》，怎么会出现多样

的反切呢？不言而喻，必有一种活方言作为基础，凭借“支那音韵之精”的

技巧，才有可能自由自在运用不同的反切上下字，表明一个字的音韵构

造。由于慧琳居住长安有二十多年之久，在注语中，又时时指责《切韵》反

切为吴音，而有取于元廷坚依据秦音所作的反切。由此可见，当时关中方

言是慧琳反切的语音基础。要了解千余年前关中方言音系，这种反切无

疑是最直接的记音。

四、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

汉语里一个音节相当于一个汉字。一个音节具有声母、韵母、声调三

要素，因此，一个汉字的反切，同样具有这三要素。一个音节结构的形式，

·４·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一般为，声母＋
声调
韵母

。因此，一个反切，一般说，上一字代表声母，下一字

代表韵母和声调。

上字和下字的职能是这样，但构造反切，使用上下字，在分析慧琳反

切时，发现以下几个规则：

（１）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即韵头）要求一致。例如：

　　　　　开口　　　　　　　　　　　合口

干　冈安　ｋ—ｎ 冠　古欢　ｋｕ—ｘｕｎ
机　几衣　ｋ犐ｅ—犐ｅ 归　愧逵　ｋ犐ｕｅ—ɡ犐ｕｅ
肩　吉烟　ｋｉｔ—ｉｅｎ 涓　决玄　ｋｉｕｅｔ—ｉｕｅｎ
这六个例字的声母同是一个［ｋ］，所用的反切上字，都不相同。并在

慧琳反切上字中，各自成系。易言之，韵母的第一元音是［非ｉ］，使用的上

字成为一系。韵母的第一元音是［犐］，使用的上字又成一系。韵母的第一

元音是［ｉ］，使用的上字，也不和他系混淆，自成一系。显然，不论开合口

音，上字的使用，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假若我们用ｘ代表任何声

母，用Ａ、Ｂ、Ｃ代表上字的系别，可以构成以下三个公式：

　　声母　　韵母第一元音　　　反切上字

１．　ｘ 非ｉ Ａ系

２．　ｘ 　犐 Ｂ系

３．　ｘ 　ｉ Ｃ系

这三个公式使用的结果，就形成慧琳反切上下字韵母第一元音要求一致

的规则。

（２）反切上字除定声、定清浊之外，又有声调的选择。

例：

平　筋　居殷　谨欣４　谨殷　谨银　居银

上　谨　斤隐

去　靳　谨近　斤近　居近

入　吃　谨乙　斤仡　居乞　斤乞　斤乙

这四个例字反切上字的使用，表明一种显著的倾向，即平声字的反切

上字多数用仄声（即上去入之声），仄声字的反切上字多数用平声。

反切上字的职能，一般认为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上字定清浊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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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上去入。可是慧琳反切上字，定声、定清浊之外，又须斟酌声调。唐

封演《封氏闻见记》：“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取证慧琳反切，纽

的概念得到新的理解，同时封演之说，也表明了这一规则在定切时的重要

作用。

（３）反切下字的声母和上字声母的发音部位有要求一致的倾向。

例如：

羁　几疑　几宜　京奇

龟　愧逵　鬼为　轨危　愧韦

反切下字声母的发音部位要求与上字一致，在唇音字方面，更为

显著。

分析慧琳反切，（１）、（２）两个规则的运用最为广泛。用两个汉字组合

起来，描写汉语音节结构的反切，它本身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即上字定声

的同时，还包含韵母，这是羡余之物。下字定韵、定调的同时，还包含声

母，这也是羡余之物。这种羡余之物，在拼音的进程中，常起干扰作用。

试比较：

干　古寒　ｋｕ—ｎ　　冈安　ｋ—ｎ
前一反切出于《切韵》，在拼音时，很有可能把“干”拼成［ｋｕｎ］。后一反

切，出自慧琳，由于上下字韵母第一元音的一致，就排除了羡余之物的干

扰，可以信口拼成［ｋｎ］。关于反切上字声调的选择，也是有利于更正确

地反映音节的构造。总的表明，慧琳构造反切，审音细致，定切有法，胜于
《切韵》①。

五、怎样从慧琳反切中引出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音系是音位系统的简称。汉语里区别词义的音位，表现在声母、韵

母、声调三个方面。慧琳反切以唐代关中方言为基础，要如实地从这中间

引出唐代关中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其一，首先要获得反切上下字的

系类；其二，如何正确认识所得的系类。

慧琳反切，数以万计，而又分散，工序开始，必须使分散的变为集中。

·６·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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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集中了，看到同一声母或韵母和声调的反切上下字极不一致的现象，由

是我们根据这样的观点，即任何一个反切，都是汉语音节结构的反映。因

此，同一声母不同的反切上字可以联系成类。同样，同一韵母和声调不同

的反切下字可以联系成类。近代音韵学家陈澧分析《切韵》反切，提出“系

联法”①，这无疑有一定的科学性。我们采用他成功的经验，又改正他的

错误，分析慧琳反切，获得了反切上下字的系类。

用“系联法”获得慧琳反切上下字的系类，下字所代表的韵母和声调

是十分明确的，即一系下字，代表一个韵母和一个声调。可是一系上字不

一定就代表一个声母。

我们在分析慧琳反切构造之后，清楚地看到反切上字系类的区分，完

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换言之，同一声母，因结合的韵母第一元音的

不同，便形成不同系别的上字。这种系别，不仅表明声母，同时也表明声

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

国内外有些汉语音韵研究者，只知反切上字代表声母，而不知道上字

区分系类的根据，由是把反切上字系类看作声类，等同声母。

其实，声母是辅音音位，声类是反映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声母的

职能在于区别字义，声类的作用在于描写。我们本着这样的观点，把慧琳

反切上字的系类，看作引出唐代关中方言声母的素材。

六、唐代关中方音拟构的原则

建设汉语语音发展史，拟构古音，用音符替代汉字标音，是一个重要

课题。

我国古韵学家段玉裁分析《诗经》用韵，发现上古汉语支、脂、之分为

三部，却以无从知道这三部韵母的区别，发出“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浩叹。

欧洲语言学家同样感到，汉字标音“掩盖了方言的深刻差异，掩盖了

一代又一代语音的变化，所以要断定这个语言过去的发音情况，乃是异常

艰难的工作”。

但是，到了现代，有许多中外译音可以利用，有科学的语音理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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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有丰富的汉语语音资料可资探索，由是古汉语语音的重现，就有可

能。当然，所谓重现，不能把它看作音档，而是合乎规律的拟构。

本世纪初期，欧洲汉学家高本汉学说传入中国。在拟构古汉语语音

方面，特别引起中国音韵学界的兴趣，甚至无批判地接受。其实古汉语语

音的拟构，也同样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现在，谈谈我们拟构唐代关

中方音的原则：

（１）首先需要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音系

有了确定的音系，才有可能作出合乎语言实际的语音拟构。上文在

批判反切上字的观点中，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旧稿《慧琳一切经音义反

切考·声类考》用“三十六字母”的尺度，衡量慧琳反切上字的系类，把舌

头音各声母Ｂ系上字和舌尖音Ｂ系上字都看作独立的辅音音位即声母。

据是拟音，在唐代关中方言中，就产生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知、澈、澄一类

声母。北方话舌尖后音的形成，当在南宋以后①。用陈澧的观点，庄、楚、

床、疏四个声母唐代即已存在。根据虚构的音系，怎么会拟出合乎汉语实

际的语音呢？道理很明显，要拟构古代语音，一定要依靠一个确定的

音系。

（２）以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为主，适当参考日译汉音

唐代长安是当时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前后

不下十三次之多。每次都有留学生、学问僧随来②。因此，当时的日译汉

音，对于慧琳反切的音韵构造，有直接见证作用。但是译音自身，各以本

民族的语音为基础，因此利用译音，有一定的限度。高本汉在这一问题上

说得对。他说：“对音的材料固然很重要，不过最好是本国的材料得了结

果，然后再拿对音当一试金石来对一对。”③这话，可为拟构唐代关中方言

音系的借鉴。

（３）拟构的语音还要放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检验

拟构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仅有慧琳反切可据，有日译汉音可证，还不

够，还要放在历史进程中，观察它的来龙去脉，是否符合语音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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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声　　母

一、前　言

本章内容，主要根据慧琳反切上下字结合的形式，引出唐代关中方言

的声母。

前已言之，和韵母第一元音相应的反切上字分为Ａ、Ｂ、Ｃ三系。有的

声母结合的韵母相当广泛，使用的上字三系俱全。有的声母结合的韵母

有一定的制约，使用的上字只有一系，或是Ｃ系，或是Ｂ系。每系又因韵

母有［ｕ］和［非ｕ］的区别，再分小系。这些都是上字反映声母和韵母结合

的形式，由是每一声母使用的上字，必须选择例字，表明其条理。

反切上字反映的声母，我们利用中古译音或参考现代方音，依据拟音

的原则，都赋予一定的音值。

二、声　母

（１）喉音

１．零声母

慧琳反切表明零声母的上字，只有Ｃ系。这一系内又分两系。

Ｃ系　　夷已引羊……

喻与容育……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喻母。



２．声母［］

［］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欧爱安厄……

乌枉猥瓮……

Ｂ系　　衣央夭抑……

迂苑委郁……

Ｃ系　　幽烟要伊……

娟抉萦……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影母。江苏海门“压”［］，还保留它的历史

遗影。

（２）舌根音

３．声母［ｋ］

［ｋ］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该高干阁……

古戈瓜刮……

Ｂ系　　几姜鸠矫……

居君鬼厥……

Ｃ系　　击坚骁结……

圭坰涓决……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见母。中古译音证明见母为辅音［ｋ］。

４．声母［ｋ］

［ｋ］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考坎开口……

苦魁坤空……

Ｂ系　　丘崎羌泣……

芎区匡亏……

Ｃ系　　启牵谦诘……

奎跬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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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溪母。中古安南译音反映溪母为吐气音。

５．声母［ɡ］

［ɡ］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Ｂ系。这系之内，又分两系。

Ｂ系　　其求虔竭……

巨邛狂拳……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群母。中古日译吴音反映群母为［ɡ］。

６．声母［］

［］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偶昂艾傲……

瓦五玩屼……

Ｂ系　　仪仰银岌……

鱼原危玉……

Ｃ系　　霓尧研啮……

依照上字分布的系统，Ｃ系应有第二类上字，但在慧琳反切中没有

发现。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疑母。中古安南译音表明疑母为［］。

７．声母［ｘ］

［ｘ］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Ａ系　　吼诃海郝……

呼灰昏忽……

Ｂ系　　喜欣休迄……

挥况虗凶……

Ｃ系　　馨血……

隳儇……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晓母。中古高丽和安南译音表明晓母为［ｘ］。

８．声母［］

［］声母的反切上字分为Ａ、Ｂ、Ｃ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１１·第二章　声　　母



Ａ系　　豪何痕咸……

胡回皇洪……

Ｂ系　　尤右

于为运荣永……

Ｃ系　　系奚嫌侠……

畦惠玄穴……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匣母。匣和晓，清浊对立，虽无译音引证，可拟匣

为［］。

昔年著者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时，依傍陈澧《切韵考》所定的

声类系统，把慧琳音匣母Ｂ系反切上字，看作“喻三”。这样处理，不仅破

坏了慧琳音原有的系统，而且人为的提早“喻三”的发生。诸如此类，因方

法不当而造成的错误，现在都应改正。

（３）舌头音

９．声母［ｔ］

［ｔ］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斗堆胆得……

都端……

Ｂ系　　知陟珍哲……

猪中竹茁……

Ｃ系　　鸟刁帝玷……

和“都”、“猪”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端母。中古译音表明端母为［ｔ］。

１０．声母［ｔ］

［ｔ］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透胎贪托……

退兔湍

Ｂ系　　丑耻敕彻……

椿宠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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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系　　体听挑剔……

和“退”、“椿”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透母。中古高丽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透为

吐气音［ｔ］。

１１．声母［ｄ］

［ｄ］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桃大屯特……

徒同段夺……

Ｂ系　　澄长持择……

传伫重逐……

Ｃ系　　甸条庭狄……

和“徒”、“传”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定母。中古日译吴音和现代吴语都可表明定母

为［ｄ］。

１２．声母［ｎ］

［ｎ］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乃闹能诺……

奴猱暖讷……

Ｂ系　　黏宁匿聂……

女

Ｃ系　　俀尿泥溺……

和“奴”、“女”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泥母。中古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泥母为
［ｎ］。

舌头音四个声母的Ｂ系上字相当于等韵家所称的知、澈、澄、娘四

母。旧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依傍等韵，硬把Ｂ系独立，认为唐代

吴中方言有此四母。其实慧琳反切自身表明Ｂ系和Ａ系、Ｃ系同是舌头

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再从舌头音各声母反切上字分布的全局看，也不

该把Ｂ系独立，破坏上字分布的平行性。现在应当还它本来面目，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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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错误。

１３．声母［犾］

［犾］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

Ａ系　　老楼勒郎……

鲁弄笼?……

Ｂ系　　良里流列……

六吕伦累……

Ｃ系　　了伶练聊……

和“鲁”、“六”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来母。中古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来母为

［犾］。

（４）舌面音

１４．声母［ｔ］

［ｔ］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Ｂ系。系内又分两系。

Ｂ系　　止轸章折……

煮专种拙……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照母。中古译音以“止”字为例，高丽译作［ｔｉ］，

日译作［ｉ］，安南译作［ｔｉ］，都反映舌面性，应拟照为［ｔ］。

１５．声母［ｔ］

［ｔ］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Ｂ系。系内又分两系。

Ｂ系　　昌车尺……

充穿吹冲……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穿母。中古高丽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穿母

为吐气音［ｔ］。

１６．声母［ｄ］

［ｄ］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Ｂ系。系内又分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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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系　　乘食时石……

船禅垂殊……

传统三十六母中的床禅两母，在慧琳描写的方言里，合而为一。依照
［ｔ］、［ｔ］声母的清浊对应，这系上字所反映的声母，应拟为［ｄ］。

１７．声母［］

［］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Ｂ系。系内又分两系。

Ｂ系　　式矢申收……

舒输……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审母。中古日译以“身”字为例，汉音吴音都作
［ｉｎ］，拟审母为［］。

１８．声母［］

［］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Ｂ系。系内又分两系。

Ｂ系　　尔仁然弱……

戎耎乳辱……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日母。安南译“儒”字作［ｕ］，拟日母为［］。

（５）舌尖音

１９．声母［ｔｓ］

［ｔｓ］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Ａ系　　灾臧奏作……

左总撮缵……

Ｂ系　　庄爪邹侧……

俎阻……

Ｃ系　　子井尖节……

觜遵足……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精母。参考中古译音和现代方言，拟精母为
［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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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声母［ｔｓ］

［ｔｓ］声母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又包括两系。

Ａ系　　猜仓蹉簇……

粗村窜悤……

Ｂ系　　差炒厕测……

楚初龊……

Ｃ系　　千清妻砌……

蛆筌促……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清母。依前例，拟清母为［ｔｓ］。

２１．声母［ｄｚ］

［ｄｚ］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又包括两系。

Ａ系　　昨残财贼……

殂从……

Ｂ系　　乍柴床巢……

锄崇……

Ｃ系　　慈樵晴疾……

聚……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从母。从母为精母之浊，因拟为［ｄｚ］。

２２．声母［ｓ］

［ｓ］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又包括两系。

Ａ系　　桑珊叟索……

苏孙散算……

Ｂ系　　沙山师色……

疏数栓朔……

Ｃ系　　先西辛屑……

嵩荀须宿……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心母。中古译音多数反映为［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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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声母［ｚ］
［ｚ］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Ｃ系。系内又分两系。

Ｃ系　　祥似四夕……

旬随松旋……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邪母。中古日译吴音“匠”作［ｚｏ：］，拟邪母为
［ｚ］。

昔年旧作依傍陈澧《切韵考》，把慧琳音舌尖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Ｂ
系看作庄、初、床、疏四声母，不但破坏了慧琳反切上字分布的平行系统，

而且使唐代关中方音凭空产生庄、初、床、疏四个声母。现在应当依照慧
琳音自身的系统，显示它原有的声母如上。

（６）双唇音

２４．声母［ｐ］
［ｐ］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包括两系。

Ａ系　　保霸谤百……

补波贝博……

Ｂ系　　兵表碧……

碑陂鄙……

Ｃ系　　必编宾卑……

和“补”、“碑”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帮母。依中古译音拟作［ｐ］。

２５．声母［ｐ］
［ｐ］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Ａ系　　滂烹拍怕……

普坏喷朴……

Ｂ系　　披帔

Ｃ系　　篇批缥匹

Ｂ系Ｃ系和“普”平行的上字均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滂母。依译音拟为［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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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声母［ｂ］

［ｂ］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Ａ系　　朋旁败白……

蒲蓬匐仆……

Ｂ系　　凭被……

皮备……

Ｃ系　　毗便牝苾……

和“蒲”、“皮”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並母。“棒”日译吴音作［ｂｏ：］，拟並母为［ｂ］。

２７．声母［ｍ］

［ｍ］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Ａ、Ｂ、Ｃ三系。每系各包括两系。

Ａ系　　毛忙马墨……

门模妹末……

Ｂ系　　眉珉密……

媚旻敏……

Ｃ系　　弥冥绵灭……

和“门”、“媚”系平行的上字，未见。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明母。据译音和现代方音拟明母为［ｍ］。

（７）唇齿音

２８．声母［ｆ］

［ｆ］声母只与［犐ｕ］音结合，反切上字为：

Ｂ系　　夫非敷峰……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非母。中古安南译音“非”作［ｆｉ］，因拟非母为
［ｆ］。传统三十六母中非敷两母，在慧琳所描写的关中方音中合而为一。

从发音的实际言，唇齿音［ｆ］没有区别吐气不吐气的可能。

２９．声母［ｖ］

［ｖ］声母只与Ｂ系［犐ｕ］音组结合，反切上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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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系　　扶肥奉房……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奉母。非母为清音，奉母为浊音，应拟为［ｖ］。

３０．声母［］

［］声母只与Ｂ系［犐ｕ］结合，反切上字为：

Ｂ系　　武微文芒……

这一声母，传统称为微母。“尾”中古日译吴音作［ｍｉ］，安南译作
［ｖｉ］。按微母在慧琳音声母体系中，既不能设想为［ｖ］，也不能设想为
［ｍ］，因拟为［］。

（８）唐代关中方言声母总表

零声母 喉 舌根 舌头 舌面 舌尖 双唇 唇齿

  ｋ ｔ ｔ ｔｓ ｐ ｆ

ｋ ｔ ｔ ｔｓ ｐ
ɡ ｄ ｄ ｄｚ ｂ ｖ

 ｎ  ｍ 
ｘ  ｓ

 ｚ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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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韵　　母

一、前　言

本章内容，主要阐明慧琳反切下字，显示当时关中方言的韵母系统。

当时关中方言的韵母系统，在平声调内反切下字表现得最为完整。

因此，设置的韵部，即以此为根据。

韵部的设置，完全依据韵母和韵母的内部联系。例如［ｕ］［ｉｕ］两个

韵母，［ｕ］是联系的纽带，就可合为一个韵部。当然，也有一个韵母成为

一个韵部的。

《切韵》韵部有传统性，因此，当时关中方言的韵部和《切韵》同者，即

沿用《切韵》韵目。其有异者，另立新名。

每一韵目代表的韵母，仍然本着拟音的原则，利用译音或现代方言拟

构音值，汉字韵目只起对照作用。

韵部的编次，依据韵母的韵尾形式，区分为两大类：一为开韵尾，即所

谓“阴声韵”；一为闭韵尾，即所谓“阳声韵”。在这两类中的韵母，又依据

主要元音，酌定先后。

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之一，即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要求一

致。因此下字的使用，常常和上字所分的系别，紧密相应，亦即上字为Ａ
系，下字亦同属Ａ系，上字为Ｂ系或Ｃ系，下字亦同属Ｂ系或Ｃ系。这样

的关系，在每一韵部中，都要如实反映。但标志的韵目，只标出主要的

韵母。

韵母的第一元音，Ａ系为［非ｉ］，口验而知。值得注意的，却在Ｂ系和

Ｃ系的区别。

试先把慧琳反切和唐代汉藏译音对比：



表一

例　　字 碑 肥 肌 其 银

藏　　译 ｐｉ ｂｉ ｋｉ ɡｉ ɡ
－ｉｎ

慧琳反切 彼皮 扶微 几宜 渠宜 牛斤

表二

例　字 颠 田 边 眠 鸡 经

藏　译 ｔｙａｎ ｄｙａｎ ｐｙａｎ ｍｙａｎ ｋｙｅ ｋｙｉ

慧琳反切 丁坚 甸怜 必绵 蔑边 经奚 鸡郢

　　表一例字慧琳反切的上字都属Ｂ系，表二例字的反切上字都属Ｃ
系。藏译汉音突出地表明了Ｂ系、Ｃ系的区别，在于韵母第一元音。前者
为［ｉ］，后者为［ｙ］。要论证［ｉ］、［ｙ］的语音特征，我们再从古今音对应中
考察。

表三

例字 鸠 骄 柽 朝 邹 庄 搜 霜

唐·关中 九忧 居妖 敕贞 张遥 侧鸠 侧霜 色邹 所庄

今·西安 ｔｉｕ ｔｉａｕ  ａｕ ｔｓｏｕ ｐｆ ｓｏｕ ｆ

今·北京 ｔｉｕ ｔｉａｕ ｔ ｔａｕ ｔｓｏｕ ｔｕａ ｓｏｕ ｕ

表四

例字 樛 骁 ? 貂 遒 将 羞 相

唐·关中 经由 皎尧 体经 鸟聊 即由 精相 秀由 息羊

今·西安 ｔｉｕ ｔｉａｕ ｔｉ ｔｉａｕ ｔｉｕ ｔｉ ｉｕ ｉ

今·北京 ｔｉｕ ｔｉａｕ ｔｉ ｔｉａｕ ｔｉｕ ｔｉａ ｉｕ ｉａ

　　表三例字的反切上字都属Ｂ系。在同是北方话的古今音对应中，舌
根音、舌头音、舌尖音各声母，几乎全部变化。

表四例字的反切上字都属Ｃ系。在同是北方话的古今音对应中，舌
根音声母变了，舌尖音声母变了，惟舌头音声母不变。

在这对比中，Ｂ系声母和Ｃ系声母，显示了后者的稳定性大于前者，

是不是由于结合的第一元音发音时舌部筋肉有松紧的区别？陆法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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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序》：“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等韵家也有轻重之说。据是，藏译Ｂ
系标志的第一元音［ｉ］，我们看作弱音，用［犐］表示。藏译Ｃ系标志的第一

元音［ｙ］，我们看作强音，用［ｉ］表示。

二、韵　母

（１）开韵尾韵母

１［］［ｕ］歌部

歌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歌系　　歌何俄……

　　戈系　　戈和螺……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Ａ系结合。据日译汉音拟歌系韵母为［］，

戈系为［ｕ］。

２［犐］［犐ｕ］麻部

麻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加系　　加牙沙遮……

　　花系　　花瓜……

《切韵》麻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

音中，都由Ａ系转化为Ｂ系。

和这两系下字结合的上字，Ｂ系占多数，Ｃ系占少数。参证日译汉

音，拟加系为［犐］，花系为［犐ｕ］。

３［犐ｉ］［犐ｕｉ］皆部

皆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皆系　　皆崖街……

　　乖系　　乖怀……

《切韵》佳、皆两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

的方音中，一致由Ａ系转变为Ｂ系。参证日译汉音，拟皆系韵母为［犐ｉ］，

乖系为［犐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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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部崖、涯、?、呙等反切下字和麻部字混用，说明这两部的韵母是近

似的。

４［ｉ］［ｕｉ］咍部
咍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哀系　　哀孩猜哉……

　　灰系　　灰怀雷杯……

这两系下字一致和上字Ａ系结合。据日译汉音拟哀系为［ｉ］，灰系
为［ｕｉ］。

５［ｕ］豪部

豪部反切下字只有一系：

　　高系　　高刀劳毛……

这系下字一致和上字 Ａ系结合。据日译汉音［ｏ：］拟高系韵母为
［ｕ］。

６［犐ｕ］肴部

肴部反切下字只有一系：

　　交系　　交爻包茅……

《切韵》肴部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Ａ系转变为Ｂ系。据日译汉音［ｏ：］拟交系韵母为［犐ｕ］。

７［ｉｏｕ］骁部
骁部反切下字只有一系：

　　尧系　　尧姚消标……
《切韵》萧、宵两部反切上字的系统本不相同，可是慧琳描写的关中方

言：（１）萧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一致由Ａ系转变为Ｃ系；（２）萧部反切下
字和宵部同用，合成一个韵部；（３）合成的韵部之内，上下字结合，Ｃ系占

多数，Ｂ系占少数。

日译汉音骁部韵母作［ｉｏ：］，因此拟骁部韵母为［ｉｏｕ］。

·３２·第三章　韵　　母



８［ｕ］［犐ｕ］侯部

侯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侯系　　侯钩楼头……

　　尤系　　尤周求彪……

侯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Ａ系结合，尤系下字多数与上字Ｂ系结合，少
数为Ｃ系。

侯系译音，汉音作［ｏ：］，吴音作［ｕ］，安南音作［ｕ］，拟为［ｕ］。

尤系译音，汉音作［ｉｕ：］，安南音作［ｕ］，拟为［犐ｕ］。

９［ｏ］［犐ｏ］模部

模部下字分为两系：

　　吾系　　吾姑都模……

　　鱼系　　鱼诸疏余……

吾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Ａ系结合。鱼系下字多数与上字Ｂ系结合，少

数为Ｃ系。

吾系日译汉音作［ｏ］，鱼系作［ｉｏ］，拟吾系为［ｏ］，鱼系为［犐ｏ］。

１０［犐ｕ］虞部
虞部下字只有一系：

　　于系　　于愚俱朱……

和这系下字结合的上字，多数为Ｂ系，少数为Ｃ系。汉音作［ｕ］，因

拟于系为［犐ｕ］。

慧琳注中所引的元廷坚《韵英》反切，被认为是“秦音”的，和《切韵》比

较，在唇音方面，表明两种音变：

唇齿音　　　　　　《韵英》　　　《切韵》

浮　ｖ犐ｕ＜ｂ犐ｕ 坿无反 缚谋反

罘　ｖ犐ｕ＜ｂ犐ｕ 坿无反 缚谋反

涪　ｖ犐ｕ＜ｂ犐ｕ 音浮 缚谋反

枹　ｆ犐ｕ＜ｂ犐ｕ 芳无反 缚谋反

覆　ｆ犐ｕ＜ｐ犐ｕ 敷务反 敷救反

阜　ｖ犐ｕ＜ｂ犐ｕ 扶武反 房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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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唇音 《韵英》 《切韵》

矛　ｍｏ＜ｍｕ 暮蒲反 莫浮反

拇　ｍｏ＜ｍｕ 莫补反 莫厚反

母　ｍｏ＜ｍｕ 模补反 莫厚反

茂　ｍｏ＜ｍｕ 莫布反 莫候反

音暮

１１［ｉｅｉ］［ｉｕｅｉ］齐部
齐部下字分为两系：

　　兮系　　兮鸡泥米……

　　圭系　　圭畦……
《切韵》齐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中，一致由Ａ

系变为Ｃ系。据日译汉音［ｅｉ］拟兮系为［ｉｅｉ］，圭系为［ｉｕｅｉ］。

１２［犐ｉ］［犐ｕｉ］基部
基部下字分为两系：

　　宜系　　宜衣支之脂……

　　为系　　为危垂悲……

这两系下字和Ｂ系上字结合的占多数，Ｃ系占少数。宜系中古译音
普遍作［ｉ］，为系高丽译音作［ｕｉ］，依据慧琳反切上下字结合的规则，应拟
宜系为［犐ｉ］，为系为［犐ｕｉ］。

（２）闭韵尾韵母


１［］［ｕ］唐部

唐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冈系　　冈航唐郎……

　　光系　　光皇黄……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Ａ系结合。参考译音拟冈系为［］，光系为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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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犐］［犐ｕ］阳部

阳部下字分为两系：

　　羊系　　羊良章霜……

　　王系　　王匡……

和这两系下字结合的上字，多数为Ｂ系，少数为Ｃ系。参考高丽译

音［］［ｕ］，应拟羊系为［犐］，王系为［犐ｕ］。

３［犐］［犐ｕ］更部

更部下字分为两系：

　　庚系　　庚耕行生……

　　横系　　横宏萌……

《切韵》庚、耕两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

的关中方音中，都由Ａ系转变为Ｂ系。

更部韵母的主要元音，在译音中，颇为纷歧，不易选定。按《切韵》庚

部的形成，一部分为上古阳部的转化，一部分为上古耕部的延续。这种由

阳转庚的语音遗影，在现代吴语中，仍然存在。例如行船之行，说作
［］，纵横之横，说作［ｕ］。古音由阳转庚，即是主要元音［］转为
［］。

主要元音确定之后，依照慧琳反切的规则，拟庚系为［犐］，横系为
［犐ｕ］。

４［犐］［犢］京部

京部下字分为两系：

　　英系　　英京迎卿……

　　兄系　　兄平……

京部的主要元音和更部庚系，在日译汉音、安南译音中显有不同。前

者为高元音，后者为低元音。又从更、罄两部的主要元音衡量京部，京部

代表的韵母，英系应拟为［犐］，兄系为［犢］。

５［犐ｏ］江部

江部下字只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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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系　　江双窗邦……

《切韵》江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

中，都由Ａ系转变为Ｂ系。日译作［ｏ：］，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可拟江系
韵母为［犐ｏ］。

６［ｕ］［犐ｕ］洪部

洪部反切下字分为两系：

　　公系　　公东冬宗……

　　弓系　　弓中风封……

公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Ａ系结合。弓系下字与上字Ｂ系结合者多，与

Ｃ系结合者少。

作者曾论证《切韵》冬部代表的韵母为［ｏ］，钟部代表的韵母为
［犐ｏ］。唐代关中方言冬部合并于东，亦即［ｏ］变为［ｕ］的表现。钟部唇

音字，枫音风，又作福逢切；风又音封。据是钟部合并东部弓系，亦即
［犐ｏ］变为［犐ｕ］的表现。

７［］［ｕ］［犐］登部

登部下字分为三系：

　　恒系　　恒登能僧……

　　弘系　　肱

　　矜系　　矜蒸升陵……

恒系、弘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Ａ系结合。矜系下字与上字Ｂ系结合者

多，与Ｃ系结合者少。

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并参证高丽译音［］，拟恒系为［］，弘系为
［ｕ］，矜系为［犐］。

８［ｉｅ］［ｉｕｅ］罄部

罄部下字分为两系：

　　经系　　经盈丁瓶……

　　营系　　营扃……

《切韵》青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全部由 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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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Ｃ系。由于与清部合并，这两系下字与上字Ｃ系结合者多，与Ｂ
系结合者少。

参证日译汉音，拟经系为［ｉｅ］，营系为［ｉｕｅ］。

ｎ

９［ｎ］［ｕｎ］寒部

寒部下字分为两系：

　　安系　　安寒丹盘……

　　桓系　　桓官凡栾……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Ａ系结合。参考译音，拟安系为［ｎ］，桓系

为［ｕｎ］。

１０［犐ｎ］［犐ｕｎ］间部

间部下字分为两系：

　　闲系　　闲颜间班……

　　环系　　环弯关……

《切韵》删、山两部喉音影、舌根、双唇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

的方音中，一致由Ａ系转为Ｂ系。这两系下字与Ｂ系结合者多，与Ｃ系

结合者少。参考译音，拟闲系为［犐ｎ］，环系为［犐ｕｎ］。

１１［犐ｅｎ］［犐ｕｅｎ］乾部

乾部下字分为两系：

　　言系　　言焉乾连……

　　元系　　元员弯传……

在唐代关中方音中，《切韵》仙部，等韵家所称之三等字，一律并入元

部，所称之四等字并入先部（旧作因延字反切下字“先、仙”同用，致仙部照

三系字，列在先部，近发觉错误，应改正）。由是乾部下字一致与上字Ｂ
系结合。

在译音中，《切韵》元、先、仙三部韵母基本相同，主要元音可定为［ｅ］。

由是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拟言系为［犐ｅｎ］，元系为［犐ｕ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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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ｉｅｎ］［ｉｕｅｎ］肩部

肩部下字分为两系：

　　坚系　　坚仙先天……

　　缘系　　缘玄宣全……

《切韵》先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所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Ａ系

变为Ｃ系。由是肩部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Ｃ系结合。

译音中反映肩部的主要元音为［ｅ］，依据慧琳反切的规则，拟坚系为
［ｉｅｎ］，缘系为［ｉｕｅｎ］。

１３［ｎ］［ｕｎ］痕部

痕部下字分为两系：

　　痕系　　痕根恩……

　　魂系　　魂昆敦论……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 Ａ系结合。衡量高丽译音［ｎ］，拟痕系为
［ｎ］，魂系为［ｕｎ］。

１４［犐ｎ］［犐ｕｎ］殷部

殷部下字分为两系：

　　殷系　　殷银巾诜……

　　文系　　文云君氛……

这两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Ｂ系结合。衡量高丽译音［ｎ］，并依据慧琳

反切的规则，拟殷系为［犐ｎ］，文系为［犐ｕｎ］。

１５［犐ｎ］［犐ｕｎ］真部

真部下字分为两系：

　　寅系　　寅人真邻……

　　匀系　　匀伦屯旬……

《切韵》真部喉音影、舌根音见、溪声母字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

方音中，都由Ｂ系变为Ｃ系。

这两系下字结合的上字，有Ｂ系，又有Ｃ系。日译汉音作［ｉｎ］，因此，

拟寅系为［犐ｎ］，匀系为［犐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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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１６［ｍ］堪部

堪部下字只有一系：

　　甘系　　甘含南耽……

这系下字一致与上字Ａ系结合。衡量日译汉音，拟甘系为［ｍ］。

１７［犐ｍ］缄部

缄部下字只有一系：

　　咸系　　咸衔监衫……

《切韵》咸、衔两部舌根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

都由Ａ系变为Ｂ系。衡量日译汉音，拟咸系为［犐ｍ］。

１８［ｉｅｍ］兼部

兼部下字只有一系：

　　炎系　　炎兼严占……

《切韵》添部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在慧琳描写的方音中，都由 Ａ系转

为Ｃ系。由于盐、添、严三部合并，和这系下字结合的上字，既有Ｃ系，又

有Ｂ系。衡量高丽译音“炎”作［ｉｍ］，拟炎系为［ｉｅｍ］。

１９［犐ｍ］侵部

侵部下字只有一系：

　　今系　　今林心任……

这系下字结合的上字，Ｂ系多于 Ｃ系。衡量日译汉音，拟今系为
［犐ｍ］。

（３）唐代关中方言韵母总表

开韵尾韵母

　　　　犐　　　ｕ　　　犐ｕ　　　歌　麻

犐ｉ 犐ｕｉ 皆

　ｉ ｕｉ 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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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 犐ｕ 豪　肴

ｉｏｕ 骁

　ｕ 犐ｕ 侯　尤

　ｏ 犐ｏ 模

犐ｕ 虞

ｉｅｉ ｉｕｅｉ 齐

犐ｉ 犐ｕｉ 基

闭韵尾韵母



　 犐 ｕ 犐ｕ 唐　阳

犐 犐ｕ 更

犐 犢 京

犐ｏ 江

犐ｕ ｕ 洪

　 犐 ｕ 登

ｉｅ ｉｕｅ 罄

ｎ

　ｎ ｕｎ 寒

犐ｎ 犐ｕｎ 间

犐ｅｎ 犐ｕｅｎ 乾

ｉｅｎ ｉｕｅｎ 肩

　ｎ 犐ｎ ｕｎ 犐ｕｎ 痕　殷

犐ｎ 犐ｕｎ 真

ｍ

　ｍ 犐ｍ 堪　缄

ｉｅｍ 兼

犐ｍ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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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声　　调

一、前　言

本章内容，主要阐明怎样通过慧琳反切下字显示唐代关中方言的声

调系统。

汉语声调和韵母交织在一起，因此，系联慧琳反切下字显示韵母系统

的同时，又显示了声调系统。

古汉语的调值，目前还不能拟构。传统音韵学都是运用不同调的韵

目，表明韵母的声调。现在仍用此法，组成唐代关中方言声调表。

汉语声调，在开韵尾韵母部分，分为三调，即平、上、去。闭韵尾韵母

部分，分为四调，即平、上、去、入。试看下表：

平 上 去 入

开韵尾 歌 哿 箇

闭韵尾 唐 荡 宕 铎ｋ

同一韵母，由于声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韵目。开韵尾韵母［］，标志平

声调的韵目为“歌”，标志上声调的韵目为“哿”，标志去声调的韵目为
“箇”。闭韵尾韵母［］，用“唐”、“荡”、“宕”、“铎”四个韵目，标志平、上、

去、入四个声调。表上两个例，都表明了两类韵母完整的声调系统。

闭韵尾的辅音，前已论证为，为ｎ，为ｍ。和这些韵尾相应的入声，

为ｋ，为ｔ，为ｐ。平、上、去三调的特征，其调长，称作舒调。入声调短，称

作促调。韵尾ｋ、ｔ、ｐ，显然是舒调韵尾、ｎ、ｍ的变体。在韵母一章

中，我们没有依据韵尾变体，单独叙列入声韵母。在这个声调表中，应显



示入声韵母是声调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唐代关中方言声调系统表

韵　母 四　声　韵　目

开韵尾韵母 平 上 去 入


ｕ

歌 哿 箇

犐ｕ
犐ｕ

麻 马 祃

犐ｉ
犐ｕｉ

皆 解 懈

ｉ
ｕｉ

咍 海 概

ｕ 豪 皓 号

犐ｕ 肴 巧 效

ｉｏｕ 骁 缴 徼

ｕ
犐ｕ

侯 厚 候

ｏ
犐ｏ

模 姥 暮

犐ｕ 虞 麌 遇

ｉｅｉ
ｉｕｅｉ

齐 荠 系

犐ｉ
犐ｕｉ

基 几 冀

闭韵尾韵母 平 上 去 入


ｕ

唐 荡 宕 铎

犐
犐ｕ

阳 养 漾 药

犐
犐ｕ

更 梗 行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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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犐
犢

京 景 敬 戟

犐ｏ 江 讲 绛 觉

ｕ
犐ｕ

洪 蓊 控 沃


ｕ
犐

登 等 嶝 德

ｉｅ
ｉｕｅ

罄 颈 劲 激

ｎ
ｕｎ

寒 旱 翰 曷

犐ｎ
犐ｕｎ

间 简 涧 秸

犐ｅｎ
犐ｕｅｎ

乾 謇 键 羯

ｉｅｎ
ｉｕｅｎ

肩 茧 谴 洁

ｎ
ｕｎ

痕 很 恨 纥

犐ｎ
犐ｕｎ

殷 隐 焮 迄

犐ｎ
犐ｕｎ

真 轸 震 质

ｍ 堪 坎 绀 鸽

犐ｍ 缄 减 鉴 甲

ｉｅｍ 兼 睑 傔 颊

犐ｍ 侵 寝 沁 缉

三、唐代关中方言上声调有变为去声调的动向

在旧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反切四声表》中，曾经指出慧琳反

切字有“上去相涉”的现象。以豪韵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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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上”下字　　　　“清去”下字

燥 索早 桑到

骚早 搔到

搔早 苏到

苏灶

桑灶

　　　“浊上”下字 “浊去”下字

道 陶老 徒到

皂 音造

　　　　漕 音皂

上声字的反切下字，既有上声，又有去声，上去混用，而使用去声字的次数

多于上声字。从语音发展的倾向言，这是浊上变去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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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

一、前　言

前三章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分析，这一章是唐代关中方言全部音

节的综合。

汉语的一个音节，是声母、韵母、声调的统一体。因此唐代关中方言

音节表的规划，横行安置韵母和声调，纵行安置声母。音节所在之地，即

是声母和韵母、声调的结合形式。

每一声母和韵母第一元音结合的形式，具体表现在三种反切上字的

系列上。这三种系列，各因其表音的特征，赋予Ａ、Ｂ、Ｃ三种标志。表上

每一音节的位置，即是根据这种系列来安排的。

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要求一致，这是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之

一。但是唇音字的反切上下字，有不符这一规则的现象。试看下例：

排　　败埋　　ｂ犐ｉ———ｍ犐ｉ

　　　蒲埋 ｂｏ———ｍ犐ｉ

　　　蒲皆 ｂｏ———ｋ犐ｉ
这三个反切，蒲埋、蒲皆两切，上下字的第一元音就不相应。

其实唇音字，一启口就带有微弱的合口音。这种干扰因素，很容易引

起对慧琳反切构造规则的眩惑，很容易引起对唇音字开口音、合口音不易

区别的错觉。假若从同一个唇音字出现不同反切的数据看，开口、合口的

区分是很明显的。仍以排字反切言，“败埋”一切，在慧琳《一切经音义》注

音中，前后出现有十次之多，其他两切，各出现一次。反切上下字第一元

音要求一致的规则，不是依然在起作用吗？现在要根据这一规则，来处理

音节表上唇音字应开应合的问题。



旧稿《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反切四声表》旨在归总慧琳的全部反

切。新稿《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旨在表明这个古方言的音节结构，旨在
表明这个古方言音位的体系。因此只从《反切四声表》中选择一个例字的

反切为标音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

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①我们
本着这样的观点，观察音节表上各音节的关系，对立统一的规律，也是存

在的。试取第一表一部分为例：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 犐

平 上 去 入

ｋ

Ａ系 ｋ柯 ｋ哿 ｋ箇

Ｂ系 ｋ犐嘉 ｋ犐假 ｋ犐稼

Ｃ系

ｋ

Ａ系 ｋ轲

Ｂ系 ｋ犐?

Ｃ系



Ａ系 俄

Ｂ系 犐芽 犐庌 犐讶

Ｃ系

在这表上分布的十二个音节，由于声母同、声调同，可是因韵母不同，形成
不同的词或词素：柯、嘉，轲、?，俄、芽。由于韵母同、声调同，可是因声母

不同，形成不同的词或词素：柯、轲、俄，嘉、?、芽。由于声母同、韵母同，

可是因声调不同，形成不同的词或词素：柯、哿、箇，嘉、假、稼，芽、庌、讶。

由此扩大，观察音节表的全部，不论大系统或小系统内，声母、韵母、声调

的辩证关系，触处皆是。在这辩证关系中，区别词或词素的音位，又突出
地表现在一个音素上。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人们利用语音，作为信号，表现所指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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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象。汉语音节因声母、韵母、声调的辩证关系，形成无数的信号。当

然，事物和现象是无限的，音节构造是有限的，就会产生许多同音的词或

词素。但是这种同音的词或词素，一进入句子结构中，并没有削弱它的信

号作用。我们本着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汉语，从来就是潜藏着反映客

观世界丰富的信号。一些西洋的语言学家认为汉语音节贫乏，表现力不

足，这是毫无根据的。

二、音节表

（１）开韵尾音节

表一　歌哿箇　麻马祃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 犐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耶 ｉ野



Ａ系 疴 娿

Ｂ系 犐鸦 犐痖 犐亚

Ｃ系

ｋ

Ａ系 ｋ柯 ｋ哿 ｋ箇

Ｂ系 ｋ犐嘉 ｋ犐假 ｋ犐稼

Ｃ系

ｋ

Ａ系 ｋ轲

Ｂ系 ｋ犐?

Ｃ系



Ａ系 俄

Ｂ系 犐芽 犐庌 犐讶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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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ｘ

Ａ系 ｘ呵

Ｂ系

Ｃ系



Ａ系 荷 荷

Ｂ系 犐瑕 犐厦 犐暇

Ｃ系

ｔ

Ａ系 ｔ哆 ｔ? ｔ跢

Ｂ系 ｔ犐姹 ｔ犐咤

Ｃ系

ｔ

Ａ系 ｔａ拕 ｔａ拕

Ｂ系 ｔ犐ａ佗

Ｃ系

ｄ

Ａ系 ｄ驼 ｄ柁 ｄ驮

Ｂ系 ｄ犐茶 ｄ犐搽

Ｃ系

ｎ

Ａ系 ｎ娜

Ｂ系 ｎ犐拏 ｎ犐拏

Ｃ系

ｌ

Ａ系 ｌ罗 ｌ? ｌ逻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遮 ｔ犐赭 ｔ犐蔗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车 ｔ犐?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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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蛇 ｄ犐射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赊 犐舍 犐赦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若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左 ｔｓ佐

Ｂ系 ｔｓ犐樝 ｔｓ犐诈

Ｃ系 ｔｓｉ嗟

ｔｓ

Ａ系 ｔｓ搓 ｔｓ蹉 ｔｓ磋

Ｂ系 ｔｓ犐?

Ｃ系 ｔｓｉ笡

ｄｚ

Ａ系 ｄｚ嵯

Ｂ系 ｄｚ犐查 ｄｚ犐乍

Ｃ系 ｄｚｉ藉

ｓ

Ａ系 ｓ娑

Ｂ系 ｓ犐沙 ｓ犐洒 ｓ犐嗄

Ｃ系 ｓｉ泻 ｓｉ卸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邪 ｚｉ炧 ｚｉ谢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芭 ｐ犐把 ｐ犐霸

Ｃ系

·０４·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续上表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葩 ｐ犐怕

Ｃ系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爬 ｂ犐罢

Ｃ系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蟆 ｍ犐码 ｍ犐骂

Ｃ系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 犐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ｕ涡

Ｂ系 犐ｕ呱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戈 ｋｕ果 ｋｕ过

Ｂ系 ｋ犐ｕ瓜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窠 ｋｕ课

Ｂ系 ｋ犐ｕ夸 ｋ犐ｕ髁

Ｃ系



Ａ系 ｕ讹 ｕ卧

Ｂ系 犐ｕ瓦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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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ｘ

Ａ系 ｘｕ货

Ｂ系 ｘ犐ｕ哗

Ｃ系



Ａ系 ｕ和 ｕ夥 ｕ和

Ｂ系 犐ｕ华 犐ｕ裸 犐ｕ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朵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妥 ｔｕ唾

Ｂ系 ｔ犐ｕ?

Ｃ系

ｄ

Ａ系 ｄｕ? ｄｕ堕 ｄｕ惰

Ｂ系

Ｃ系

ｎ

Ａ系 ｎｕ捼 ｎｕ糯

Ｂ系

Ｃ系

ｌ

Ａ系 ｌｕ螺 ｌｕ裸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挫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剉

Ｂ系

Ｃ系

·２４·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续上表

ｄｚ

Ａ系 ｄｚｕ座

Ｂ系

Ｃ系

ｓ

Ａ系 ｓｕ莎 ｓｕ琐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ｕ波 ｐｕ跛 ｐｕ播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ｕ坡 ｐｕ叵

Ｂ系

Ｃ系

ｂ

Ａ系 ｂｕ鄱 ｂｕ婆 ｂｕ?

Ｂ系

Ｃ系

ｍ

Ａ系 ｍｕ磨 ｍｕ磨 ｍｕ?

Ｂ系

Ｃ系

表二　咍海概　皆解懈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 犐ｉ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ｉ埃 ｉ暧 ｉ爱

Ｂ系 犐ｉ娃 犐ｉ矮 犐ｉ噫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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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ｋ

Ａ系 ｋｉ该 ｋｉ胲 ｋｉ概

Ｂ系 ｋ犐ｉ皆 ｋ犐ｉ解 ｋ犐ｉ介

Ｃ系

ｋ

Ａ系 ｋｉ开 ｋｉ恺 ｋｉ慨

Ｂ系 ｋ犐ｉ揩 ｋ犐ｉ楷 ｋ犐ｉ烗

Ｃ系



Ａ系 ｉ呆 ｉ艾

Ｂ系 犐ｉ崖 犐ｉ? 犐ｉ睚

Ｃ系

ｘ

Ａ系 ｘｉ咍 ｘｉ海

Ｂ系 ｘ犐ｉ欸

Ｃ系



Ａ系 ｉ孩 ｉ害

Ｂ系 犐ｉ鞋 犐ｉ骇 犐ｉ械

Ｃ系

ｔ

Ａ系 ｔｉ ｔｉ戴

Ｂ系 ｔ犐ｉ?

Ｃ系

ｔ

Ａ系 ｔｉ胎 ｔｉ态

Ｂ系 ｔ犐ｉ? ｔ犐ｉ虿

Ｃ系

ｄ

Ａ系 ｄｉ苔 ｄｉ殆 ｄｉ逮

Ｂ系 ｄ犐ｉ廌

Ｃ系

ｎ

Ａ系 ｎｉ能 ｎｉ乃 ｎｉ耐

Ｂ系 ｎ犐ｉ奶

Ｃ系

·４４·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续上表

ｌ

Ａ系 ｌｉ? ｌｉ赉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ｉ灾 ｔｓｉ宰 ｔｓｉ载

Ｂ系 ｔｓ犐ｉ斋 ｔｓ犐ｉ? ｔｓ犐ｉ债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ｉ猜 ｔｓｉ采 ｔｓｉ菜

Ｂ系 ｔｓ犐ｉ钗 ｔｓ犐ｉ差

Ｃ系

ｄｚ

Ａ系 ｄｚｉ财 ｄｚｉ裁

Ｂ系 ｄｚ犐ｉ豺 ｄｚ犐ｉ龇

Ｃ系

ｓ

Ａ系 ｓｉ鳃 ｓｉ赛

Ｂ系 ｓ犐ｉ洒 ｓ犐ｉ晒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ｉ摆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ｉ派

Ｃ系

ｂ

Ａ系 ｂｉ倍

Ｂ系 ｂ犐ｉ排 ｂ犐ｉ稗

Ｃ系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ｉ埋 ｍ犐ｉ买 ｍ犐ｉ卖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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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ｉ 犐ｕｉ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ｕｉ偎 ｕｉ猥 ｕｉ荟

Ｂ系 犐ｕｉ窊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ｉ瑰 ｋｕｉ脍

Ｂ系 ｋ犐ｕｉ乖 ｋ犐ｕｉ挂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ｉ魁 ｋｕｉ块

Ｂ系 ｋ犐ｕｉ呙 ｋ犐ｕｉ快

Ｃ系



Ａ系 ｕｉ隗 ｕｉ硙

Ｂ系 犐ｕｉ聩

Ｃ系

ｘ

Ａ系 ｘｕｉ灰 ｘｕｉ贿 ｘｕｉ晦

Ｂ系

Ｃ系



Ａ系 ｕｉ徊 ｕｉ缋 ｕｉ溃

Ｂ系 犐ｕｉ怀 犐ｕｉ坏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ｉ堆 ｔｕｉ对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ｉ推 ｔｕｉ腿 ｔｕｉ退

Ｂ系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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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ｄｕｉ颓 ｄｕｉ队

Ｂ系

Ｃ系

ｎ

Ａ系 ｎｕｉ捼 ｎｕｉ馁

Ｂ系

Ｃ系

ｌ

Ａ系 ｌｕｉ雷 ｌｕｉ磊 ｌｕｉ耒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ｉ最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ｉ缞 ｔｓｕｉ璀 ｔｓｕｉ淬

Ｂ系

Ｃ系

ｄｚ

Ａ系 ｄｚｕｉ摧 ｄｚｕｉ蕞

Ｂ系

Ｃ系

ｓ

Ａ系 ｓｕｉ碎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ｕｉ杯 ｐｕｉ贝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ｕｉ坯 ｐｕｉ沛

Ｂ系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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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ｂ

Ａ系 ｂｕｉ痱 ｂｕｉ珮

Ｂ系

Ｃ系

ｍ

Ａ系 ｍｕｉ媒 ｍｕｉ妹

Ｂ系

Ｃ系

表三　豪皓号　肴巧效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 犐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ｕ爊 ｕ懊 ｕ奥

Ｂ系 犐ｕ坳 犐ｕ坳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膏 ｋｕ稿 ｋｕ诰

Ｂ系 ｋ犐ｕ胶 ｋ犐ｕ绞 ｋ犐ｕ觉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尻 ｋｕ考

Ｂ系 ｋ犐ｕ敲

Ｃ系



Ａ系 ｕ? ｕ傲

Ｂ系 犐ｕ? 犐ｕ乐

Ｃ系

ｘ

Ａ系 ｘｕ媷 ｘｕ好

Ｂ系 ｘ犐ｕ哮

Ｃ系



Ａ系 ｕ号 ｕ皓 ｕ号

Ｂ系 犐ｕ肴 犐ｕ敩

Ｃ系

·８４·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续上表

ｔ

Ａ系 ｔｕ忉 ｔｕ倒 ｔｕ到

Ｂ系 ｔ犐ｕ啁 ｔ犐ｕ? ｔ犐ｕ罩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韬

Ｂ系

Ｃ系

ｄ

Ａ系 ｄｕ陶 ｄｕ道 ｄｕ蹈

Ｂ系 ｄ犐ｕ棹

Ｃ系

ｎ

Ａ系 ｎｕ猱 ｎｕ脑

Ｂ系 ｎ犐ｕ铙 ｎ犐ｕ挠 ｎ犐ｕ闹

Ｃ系

ｌ

Ａ系 ｌｕ牢 ｌｕ老 ｌｕ劳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糟 ｔｓｕ澡 ｔｓｕ躁

Ｂ系 ｔｓ犐ｕ抓 ｔｓ犐ｕ爪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操 ｔｓｕ操

Ｂ系 ｔｓ犐ｕ抄 ｔｓ犐ｕ炒 ｔｓ犐ｕ钞

Ｃ系

ｄｚ

Ａ系 ｄｚｕ槽 ｄｚｕ造 ｄｚｕ漕

Ｂ系 ｄｚ犐ｕ巢

Ｃ系

ｓ

Ａ系 ｓｕ搔 ｓｕ嫂 ｓｕ燥

Ｂ系 ｓ犐ｕ梢 ｓ犐ｕ稍 ｓ犐ｕ稍

Ｃ系

·９４·第五章　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



续上表

ｐ

Ａ系 ｐｕ褒 ｐｕ保 ｐｕ报

Ｂ系 ｐ犐ｕ包 ｐ犐ｕ豹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ｕ泡

Ｃ系

ｂ

Ａ系 ｂｕ暴

Ｂ系 ｂ犐ｕ庖 ｂ犐ｕ皰

Ｃ系

ｍ

Ａ系 ｍｕ毛 ｍｕ耄

Ｂ系 ｍ犐ｕ猫 ｍ犐ｕ昴 ｍ犐ｕ貌

Ｃ系

表四　骁缴徼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ｏｕ ｉｏ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ｏｕ摇 ｉｏｕ舀 ｉｏｕ耀



Ａ系

Ｂ系 犐ｏｕ? 犐ｏｕ殀

Ｃ系 犻ｏｕ腰 犻ｏｕ杳 犻ｏｕ要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ｏｕ? ｋ犐ｏｕ矫

Ｃ系 ｋｉｏｕ骁 ｋｉｏｕ缴 ｋｉｏｕ叫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ｏｕ?

Ｃ系 ｋｉｏｕ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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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ｏｕ桥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ｏｕ?

Ｃ系 ｉｏｕ尧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ｏｕ嚣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ｕ朝

Ｃ系 ｔｉｏｕ貂 ｔｉｏｕ鸟 ｔｉｏｕ钓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ｕ超

Ｃ系 ｔｉｏｕ挑 ｔｉｏｕ跳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ｏｕ兆

Ｃ系 ｄｉｏｕ条 ｄｉｏｕ窕 ｄｉｏｕ掉

ｎ

Ａ系

Ｂ系

Ｃ系 ｎｉｏｕ娆 ｎｉｏｕ尿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ｏｕ燎 ｌ犐ｏｕ疗

Ｃ系 ｌｉｏｕ僚 ｌｉｏｕ了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ｕ钊 ｔ犐ｏｕ沼 ｔ犐ｏｕ炤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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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ｕ?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ｏｕ韶 ｄ犐ｏｕ绍 ｄ犐ｏｕ邵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ｏｕ饶 犐ｏｕ绕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ｏｕ焦 ｔｓｉｏｕ剿 ｔｓｉｏｕ醮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ｏｕ锹 ｔｓｉｏｕ愀 ｔｓｉｏｕ峭

ｄ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ｏｕ樵 ｄｚｉｏｕ噍

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ｓｉｏｕ萧 ｓｉｏｕ筱 ｓｉｏｕ笑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ｏｕ镳 ｐ犐ｏｕ表 ｐ犐ｏｕ裱

Ｃ系 ｐｉｏｕ标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ｏｕ?

Ｃ系 ｐｉｏｕ漂 ｐｉｏｕ缥 ｐｉｏｕ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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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ｏｕ藨

Ｃ系 ｂｉｏｕ瓢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ｏｕ庙

Ｃ系 ｍｉｏｕ眇

表五　侯厚候　尤有宥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 ｉ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犹 ｉｕ诱 ｉｕ柚



Ａ系 ｕ欧 ｕ殴

Ｂ系 犐ｕ忧

Ｃ系 ｉｕ幽 ｉｕ幼

ｋ

Ａ系 ｋｕ钩 ｋｕ苟 ｋｕ构

Ｂ系 ｋ犐ｕ鸠 ｋ犐ｕ韭 ｋ犐ｕ究

Ｃ系 ｋｉｕ樛 ｋｉｕ纠

ｋ

Ａ系 ｋｕ抠 ｋｕ扣 ｋｕ寇

Ｂ系 ｋ犐ｕ丘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ｕ仇 ɡ犐ｕ臼 ɡ犐ｕ柩

Ｃ系



Ａ系 ｕ偶

Ｂ系 犐ｕ牛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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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ｘ

Ａ系 ｘｕ吼 ｘｕ蔻

Ｂ系 ｘ犐ｕ咻 ｘ犐ｕ朽 ｘ犐ｕ齅

Ｃ系



Ａ系 ｕ猴 ｕ逅

Ｂ系 犐ｕ邮 犐ｕ囿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兜 ｔｕ斗 ｔｕ鬥

Ｂ系 ｔ犐ｕ? ｔ犐ｕ肘 ｔ犐ｕ昼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偷 ｔｕ? ｔｕ透

Ｂ系 ｔ犐ｕ抽 ｔ犐ｕ杻

Ｃ系

ｄ

Ａ系 ｄｕ投 ｄｕ逗

Ｂ系 ｄ犐ｕ俦 ｄ犐ｕ胄

Ｃ系

ｎ

Ａ系 ｎｕ羺 ｎｕ耨

Ｂ系 ｎ犐ｕ钮 ｎ犐ｕ糅

Ｃ系

ｌ

Ａ系 ｌｕ楼 ｌｕ? ｌｕ陋

Ｂ系 ｌ犐ｕ留 ｌ犐ｕ瘤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洲 ｔ犐ｕ帚 ｔ犐ｕ咒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犨 ｔ犐ｕ丑 ｔ犐ｕ臭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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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酬 ｄ犐ｕ受 ｄ犐ｕ售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收 犐ｕ狩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柔 犐ｕ蹂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陬 ｔｓｕ走 ｔｓｕ奏

Ｂ系 ｔｓ犐ｕ驺 ｔｓ犐ｕ皱

Ｃ系 ｔｓｉｕ湫

ｔｓ

Ａ系 ｔｓｕ凑

Ｂ系 ｔｓ犐ｕ? ｔｓ犐ｕ簉

Ｃ系 ｔｓｉｕ秋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ｕ骤

Ｃ系 ｄｚｉｕ遒 ｄｚｉｕ就

ｓ

Ａ系 ｓｕ瞍 ｓｕ?

Ｂ系 ｓ犐ｕ搜 ｓ犐ｕ溲 ｓ犐ｕ瘦

Ｃ系 ｓｉｕ羞 ｓｉｕ? ｓｉｕ绣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ｕ囚 ｚｉｕ岫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ｕ彪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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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

Ａ系 ｐｕ剖

Ｂ系

Ｃ系

ｂ

Ａ系 ｂｕ捊 ｂｕ? ｂｕ培

Ｂ系 ｂ犐ｕ淲

Ｃ系

ｍ

Ａ系 ｍｕ矛 ｍｕ某 ｍｕ贸

Ｂ系 ｍ犐ｕ缪 ｍ犐ｕ谬

Ｃ系

表六　模姥暮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ｏ 犐ｏ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ｏ舆 ｉｏ与 ｉｏ誉



Ａ系 ｏ乌 ｏ坞 ｏ恶

Ｂ系 犐ｏ淤

Ｃ系

ｋ

Ａ系 ｋｏ觚 ｋｏ鼓 ｋｏ顾

Ｂ系 ｋ犐ｏ居 ｋ犐ｏ举 ｋ犐ｏ锯

Ｃ系

ｋ

Ａ系 ｋｏ枯 ｋｏ苦 ｋｏ袴

Ｂ系 ｋ犐ｏ祛 ｋ犐ｏ弆 ｋ犐ｏ去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ｏ渠 ɡ犐ｏ巨 ɡ犐ｏ讵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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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ｏ鼯 ｏ伍 ｏ误

Ｂ系 犐ｏ鱼 犐ｏ圄 犐ｏ驭

Ｃ系

ｘ

Ａ系 ｘｏ呼 ｘｏ虎

Ｂ系 ｘ犐ｏ虗

Ｃ系



Ａ系 ｏ胡 ｏ沪 ｏ互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ｏ都 ｔｏ堵 ｔｏ妒

Ｂ系 ｔ犐ｏ猪 ｔ犐ｏ贮 ｔ犐ｏ著

Ｃ系

ｔ

Ａ系 ｔｏ稌 ｔｏ兔

Ｂ系 ｔ犐ｏ摅

Ｃ系

ｄ

Ａ系 ｄｏ途 ｄｏ肚

Ｂ系 ｄ犐ｏ躇 ｄ犐ｏ杼 ｄ犐ｏ箸

Ｃ系

ｎ

Ａ系 ｎｏ驽 ｎｏ怒

Ｂ系 ｎ犐ｏ挐

Ｃ系

ｌ

Ａ系 ｌｏ芦 ｌｏ鲁 ｌｏ路

Ｂ系 ｌ犐ｏ庐 ｌ犐ｏ吕 ｌ犐ｏ滤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贎 ｔ犐ｏ渚 ｔ犐ｏ翥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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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杵 ｔ犐ｏ处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ｏ抒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ｏ舒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ｏ茹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ｏ祖

Ｂ系 ｔｓ犐ｏ诅 ｔｓ犐ｏ阻 ｔｓ犐ｏ诅

Ｃ系 ｔｓｉｏ且 ｔｓｉｏ咀

ｔｓ

Ａ系 ｔｓｏ粗 ｔｓｏ措

Ｂ系 ｔｓ犐ｏ楚

Ｃ系 ｔｓｉｏ疽 ｔｓｉｏ觑

ｄｚ

Ａ系 ｄｚｏ殂 ｄｚｏ徂 ｄｚｏ祚

Ｂ系 ｄｚ犐ｏ锄

Ｃ系 ｄｚｉｏ沮 ｄｚｉｏ沮

ｓ

Ａ系 ｓｏ苏 ｓｏ素

Ｂ系 ｓ犐ｏ梳

Ｃ系 ｓｉｏ胥 ｓｉｏ湑 ｓｉｏ絮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ｏ徐 ｚｉｏ绪

·８５·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续上表

ｐ

Ａ系 ｐｏ晡 ｐｏ补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ｏ抪 ｐｏ溥 ｐｏ铺

Ｂ系

Ｃ系

ｂ

Ａ系 ｂｏ蒲 ｂｏ簿 ｂｏ捕

Ｂ系

Ｃ系

ｍ

Ａ系 ｍｏ模 ｍｏ姥 ｍｏ暮

Ｂ系

Ｃ系

表七　虞麌遇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ｕ踰 犐ｕ愈 犐ｕ喻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纡 犐ｕ迂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ｕ拘 ｋ犐ｕ矩 ｋ犐ｕ屦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ｕ驱 ｋ犐ｕ龋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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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ｕ瞿 ɡ犐ｕ窭 ɡ犐ｕ具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禺 犐ｕ麌 犐ｕ寓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盱 ｘ犐ｕ诩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盂 犐ｕ宇 犐ｕ芋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株 ｔ犐ｕ柱 ｔ犐ｕ驻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贏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蹰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ｕ缕 ｌ犐ｕ屡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侏 ｔ犐ｕ主 ｔ犐ｕ注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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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姝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铢 ｄ犐ｕ竖 ｄ犐ｕ树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输 犐ｕ戍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儒 犐ｕ乳 犐ｕ孺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娵 ｔｓｉｕ足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ｕ刍

Ｃ系 ｔｓｉｕ趍 ｔｓｉｕ娶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ｕ雏

Ｃ系 ｄｚｉｕ聚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ｕ毹 ｓ犐ｕ数

Ｃ系 ｓｉｕ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趺 ｆ犐ｕ俯 ｆ犐ｕ覆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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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凫 ｖ犐ｕ腐 ｖ犐ｕ附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芜 犐ｕ武

Ｃ系

表八　齐荠系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ｅｉ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ｉ裔



Ａ系

Ｂ系 犐ｅｉ瘗

Ｃ系 ｉｅｉ繄 ｉｅｉ翳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ｅｉ猘

Ｃ系 ｋｉｅｉ鸡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ｅｉ憩

Ｃ系 ｋｉｅ犻溪 ｋ犻ｅ犻启 ｋ犻ｅ犻契



Ａ系

Ｂ系 犐ｅｉ乂

Ｃ系 ｉｅｉ霓 ｉｅｉ睨

·２６·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续上表

ｘ

Ａ系

Ｂ系

Ｃ系 ｘｉｅｉ醯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ｉ蹊 ｉｅｉ徯 ｉｅｉ系

ｔ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ｉｅｉ堤 ｔｉｅｉ抵 ｔｉｅｉ谛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ｉ傺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ｅｉ滞

Ｃ系 ｄｉｅｉ醍 ｄｉｅｉ递 ｄｉｅｉ睇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ｅｉ尼

Ｃ系 ｎｉｅｉ泥 ｎｉｅｉ祢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ｅｉ嫠 ｌ犐ｅｉ厉

Ｃ系 ｌｉｅｉ黎 ｌｉｅｉ蠡 ｌｉｅｉ隶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ｉ制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ｉ茝 ｔ犐ｅｉ掣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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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ｅｉ逝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ｅｉ贳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ｉ赍 ｔｓｉｅｉ贐 ｔｓｉｅｉ济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ｉ凄 ｔｓｉｅｉ玼 ｔｓｉｅｉ妻

ｄ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ｅｉ脐 ｄｚｉｅｉ眥 ｄｚｉｅｉ哜

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ｓｉｅｉ栖 ｓｉｅｉ洒 ｓｉｅｉ细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ｉｅｉ篦 ｐｉｅｉ蔽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ｉｅｉ批 ｐｉｅｉ睥

ｂ

Ａ系

Ｂ系

Ｃ系 ｂｉｅｉ鞞 ｂｉｅｉ髀 ｂｉｅｉ敝

·４６·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ｕｅｉ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ｅｉ睿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ｉ秽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ｕｅｉ珪 ｋｉｕｅｉ桂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ｕｅｉ奎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ｅｉ喙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ｉ卫

Ｃ系 ｉｕｅｉ畦 ｉｕｅｉ蕙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ｅｉ缀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ｅｉ赘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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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ｅｉ毳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ｉ蜕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ｉ蚋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ｅｉ脆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ｕｅｉ彗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ｅｉ肺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ｅｉ吠

Ｃ系

表九　基几冀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ｉ ｉ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怡 ｉ迤 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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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犐ｉ衣 犐ｉ倚 犐ｉ衣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ｉ机 ｋ犐ｉ几 ｋ犐ｉ冀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ｉ崎 ｋ犐ｉ绮 ｋ犐ｉ气

Ｃ系 ｋｉ企 ｋｉ弃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ｉ旗 ɡ犐ｉ技 ɡ犐ｉ芰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ｉ疑 犐ｉ蚁 犐ｉ毅

Ｃ系 ｉ儗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ｉ羲 ｘ犐ｉ嘻 ｘ犐ｉ憙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ｉ胝 ｔ犐ｉ贑 ｔ犐ｉ踬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ｉ摛 ｔ犐ｉ耻 ｔ犐ｉ?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ｉ驰 ｄ犐ｉ峙 ｄ犐ｉ稚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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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ｉ腻

Ｃ系 ｎｉ你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ｉ篱 ｌ犐ｉ履 ｌ犐ｉ莅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ｉ枝 ｔ犐ｉ趾 ｔ犐ｉ至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ｉ鸱 ｔ犐ｉ侈 ｔ犐ｉ帜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ｉ匙 ｄ犐ｉ舐 ｄ犐ｉ嗜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ｉ尸 犐ｉ弛 犐ｉ翅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ｉ 犐ｉ尔 犐ｉ饵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ｉ缁 ｔｓ犐ｉ滓 ｔｓ犐ｉ胾

Ｃ系 ｔｓｉ滋 ｔｓｉ紫 ｔｓｉ渍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ｉ差 ｔｓ犐ｉ厕

Ｃ系 ｔｓｉ雌 ｔｓｉ佽 ｔｓ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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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ｉ俟

Ｃ系 ｄｚｉ茨 ｄｚｉ字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ｉ师 ｓ犐ｉ屣 ｓ犐ｉ驶

Ｃ系 ｓｉ思 ｓｉ玺 ｓｉ思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词 ｚｉ兕 ｚｉ饲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ｉ碑 ｐ犐ｉ鄙 ｐ犐ｉ祕

Ｃ系 ｐｉ卑 ｐｉ比 ｐｉ俾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ｉ披 ｐ犐ｉ? ｐ犐ｉ帔

Ｃ系 ｐｉ纰 ｐｉ庀 ｐｉ贒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ｉ疲 ｂ犐ｉ庳 ｂ犐ｉ被

Ｃ系 ｂｉ脾 ｂｉ避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ｉ眉 ｍ犐ｉ美 ｍ犐ｉ媚

Ｃ系 ｍｉ弥 ｍｉ弭 ｍｉ寐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ｕｉ ｉｕｉ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ｉ维 ｉｕｉ唯 ｉｕｉ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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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犐ｕｉ贓 犐ｕｉ委 犐ｕｉ贔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ｕｉ规 ｋ犐ｕｉ诡 ｋ犐ｕｉ愧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ｕｉ亏 ｋ犐ｕｉ岿 ｋ犐ｕｉ喟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ｕｉ逵 ɡ犐ｕｉ揆 ɡ犐ｕｉ悸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ｉ危 犐ｕｉ硊 ｕｉ伪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ｉ挥 ｘ犐ｕｉ毁 ｘ犐ｕｉ卉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ｉ韦 犐ｕｉ伟 犐ｕｉ胃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ｉ贕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ｉ锤 ｄ犐ｕｉ坠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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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ｎ

Ａ系

Ｂ系 ｎｉｕｉ诿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ｕｉ缧 ｌ犐ｕｉ诔 ｌ犐ｕｉ累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ｉ锥 ｔ犐ｕｉ捶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ｉ炊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ｉ陲 ｄ犐ｕｉ瑞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ｉ蕤 犐ｕｉ蘂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ｉ厜 ｔｓｉｕｉ贖 ｔｓｉｕｉ醉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ｕｉ揣

Ｃ系 ｔｓｉｕｉ翠

ｄ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ｕｉ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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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ｕｉ衰 ｓ犐ｕｉ帅

Ｃ系 ｓｉｕｉ荾 ｓｉｕｉ髓 ｓｉｕｉ祟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ｕｉ随 ｚｉｕｉ遂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ｉ非 ｆ犐ｕｉ斐 ｆ犐ｕｉ诽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ｉ肥 ｖ犐ｕｉ腓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ｉ微 犐ｕｉ尾

Ｃ系

　　（２）闭韵尾音节

表十　唐荡宕铎　阳养漾药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 犐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扬 ｉ痒 ｉ漾 ｉｋ跃



Ａ系 鸯 映 盎 ｋ恶

Ｂ系 犐央 犐鞅 犐怏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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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ｋ

Ａ系 ｋ纲 ｋｋ阁

Ｂ系 ｋ犐缰 ｋ犐襁 ｋ犐ｋ脚

Ｃ系

ｋ

Ａ系 ｋ糠 ｋ炕 ｋ抗 ｋｋ恪

Ｂ系 ｋ犐羌

Ｃ系

ｘ

Ａ系 ｘｋ壑

Ｂ系 ｘ犐香 ｘ犐响 ｘ犐ｋ谑

Ｃ系



Ａ系 行 沆 桁 ｋ鹤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当 ｔ党 ｔ贗

Ｂ系 ｔ犐涨 ｔ犐胀 ｔ犐ｋ著

Ｃ系

ｔ

Ａ系 ｔ镗 ｔ傥 ｔｋ拓

Ｂ系 ｔ犐贘 ｔ犐昶 ｔ犐畅 ｔ犐ｋ贙

Ｃ系

ｄ

Ａ系 ｄ唐 ｄ荡 ｄ宕 ｄｋ度

Ｂ系 ｄ犐肠 ｄ犐杖 ｄ犐ｋ著

Ｃ系

ｎ

Ａ系 ｎ囊 ｎ曩 ｎｋ诺

Ｂ系 ｎ犐酿

Ｃ系

ｌ

Ａ系 ｌ狼 ｌ朖 ｌ阆 ｌｋ落

Ｂ系 ｌ犐量 ｌ犐两 ｌ犐量 ｌ犐ｋ掠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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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章 ｔ犐掌 ｔ犐障 ｔ犐ｋ灼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昌 ｔ犐敞 ｔ犐ｋ绰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尝 ｄ犐尚 ｄ犐ｋ杓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商 犐赏 犐饷 犐ｋ烁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攘 犐壤 犐ｋ弱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臧 ｔｓ贚 ｔｓ葬 ｔｓｋ作

Ｂ系 ｔｓ犐装 ｔｓ犐壮 ｔｓ犐ｋ斮

Ｃ系 ｔｓｉ将 ｔｓｉ奖 ｔｓｉ将 ｔｓｉｋ爵

ｔｓ

Ａ系 ｔｓ仓 ｔｓｋ错

Ｂ系 ｔｓ犐创 ｔｓ犐贛 ｔｓ犐?

Ｃ系 ｔｓｉ枪 ｔｓｉ跄 ｔｓｉｋ鹊

ｄｚ

Ａ系 ｄｚ藏 ｄｚ奘 ｄｚ藏 ｄｚｋ昨

Ｂ系 ｄｚ犐床

Ｃ系 ｄｚｉ墙 ｄｚｉｋ皭

ｓ

Ａ系 ｓ桑 ｓ颡 ｓ丧 ｓｋ索

Ｂ系 ｓ犐霜 ｓ犐爽

Ｃ系 ｓｉ相 ｓｉ相 ｓｉｋ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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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祥 ｚｉ象

ｐ

Ａ系 ｐ帮 ｐ榜 ｐ谤 ｐｋ博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滂 ｐｋ膊

Ｂ系

Ｃ系

ｂ

Ａ系 ｂ旁 ｂ徬 ｂｋ泊

Ｂ系

Ｃ系

ｍ

Ａ系 ｍ忙 ｍ莽 ｍｋ莫

Ｂ系

Ｃ系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 犐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ｕ汪 ｕｋ蠖

Ｂ系 犐ｕ尪 犐ｕ枉 犐ｕｋ矱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光 ｋｕ广

Ｂ系 ｋ犐ｕ诳 ｋ犐ｕｋ攫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纩 ｋｕ旷 ｋｕｋ廓

Ｂ系 ｋ犐ｕ匡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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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ｕ狂

Ｃ系

ｘ

Ａ系 ｘｕ肓 ｘｕ慌 ｘｕｋ霍

Ｂ系

Ｃ系



Ａ系 ｕ黄 ｕ晃 ｕｋ获

Ｂ系 犐ｕ贜 犐ｕｋ籰

Ｃ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方 ｆ犐ｕ放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防 ｖ犐ｕｋ缚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忘 犐ｕ罔

Ｃ系

表十一　更梗行额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莺 犐哽 犐ｋ厄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庚 ｋ犐梗 ｋ犐ｋ革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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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坑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硬 犐ｋ额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ｋ赫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行 犐幸 犐行 犐ｋ核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贠 ｔ犐ｋ谪

Ｃ系 ｔｉ打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赑 ｔ犐ｋ赒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枨 ｄ犐ｋ泽

Ｃ系

ｎ

Ａ系

Ｂ系

Ｃ系 ｎｉ儜 ｎｉｋ搦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冷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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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ｋ责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赗 ｔｓ犐ｋ策

Ｃ系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峥 ｄｚ犐ｋ赟

Ｃ系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生 ｓ犐眚 ｓ犐ｋ赥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赨 ｐ犐迸 ｐ犐ｋ迫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烹 ｐ犐ｋ拍

Ｃ系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棚 ｂ犐ｋ白

Ｃ系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氓 ｍ犐猛 ｍ犐ｋ麦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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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ｕ泓 犐ｕｋ擭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ｕ觵 ｋ犐ｕ犷 ｋ犐ｕｋ馘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轰 ｘ犐ｕｋ划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宏 犐ｕ横 犐ｕｋ画

Ｃ系

表十二　京景敬戟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影 犐映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京 ｋ犐景 ｋ犐敬 ｋ犐ｋ戟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庆 ｋ犐ｋ隙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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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ɡ

Ａ系

Ｂ系 ɡ犐擎 ɡ犐ｋ剧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ｋ逆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ｋ踯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诤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炳 ｐ犐柄 ｐ犐ｋ碧

Ｃ系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枰 ｂ犐评

Ｃ系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皿 ｍ犐命

Ｃ系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ｕ荣 犐ｕ泳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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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江讲绛觉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ｏ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ｏｋ偓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ｏ扛 ｋ犐ｏ港 ｋ犐ｏ绛 ｋ犐ｏｋ觉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ｏ腔 ｋ犐ｏｋ确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ｏｋ岳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ｏ肛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ｏ降 犐ｏ项 犐ｏ巷 犐ｏｋ学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惷 ｔ犐ｏｋ卓

Ｃ系 ｔｉｏｋ啄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ｏ赩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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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ｏ撞 ｄ犐ｏ赪 ｄ犐ｏｋ濯

Ｃ系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ｏ赬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ｏｋ犖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ｏ窗 ｔｓ犐ｏｋ簇

Ｃ系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ｏｋ赮

Ｃ系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ｏ双 ｓ犐ｏｋ朔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ｏｋ剥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ｏ赯 ｐ犐ｏｋ朴

Ｃ系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ｏ庞 ｂ犐ｏ棒 ｂ犐ｏｋ雹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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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ｏ尨 ｍ犐ｏ赱 ｍ犐ｏｋ邈

Ｃ系

表十四　洪蓊控沃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 犐ｕ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融 ｉｕｋ育



Ａ系 ｕ螉 ｕ蓊 ｕ瓮 ｕｋ沃

Ｂ系 犐ｕ瓮 犐ｕ拥 犐ｕｋ郁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赲 ｋｕ贡 ｋｕｋ谷

Ｂ系 ｋ犐ｕ恭 ｋ犐ｕ拱 ｋ犐ｕｋ掬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空 ｋｕ控 ｋｕｋ哭

Ｂ系 ｋ犐ｕ穹 ｋ犐ｕ恐 ｋ犐ｕｋ麴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ｕ穷 ɡ犐ｕｋ局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赸 犐ｕｋ玉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凶 ｘ犐ｕ汹 ｘ犐ｕｋ畜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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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ｕ红 ｕ赹 ｕ哄 ｕｋ鹄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栋 ｔｕｋ督

Ｂ系 ｔ犐ｕ衷 ｔ犐ｕ冢 ｔ犐ｕ中 ｔ犐ｕｋ竹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ｋ赺

Ｂ系 ｔ犐ｕ佣 ｔ犐ｕ宠 ｔ犐ｕｋ豖

Ｃ系

ｄ

Ａ系 ｄｕ同 ｄｕ洞 ｄｕｋ读

Ｂ系 ｄ犐ｕ蟲 ｄ犐ｕ重 ｄ犐ｕ重 ｄ犐ｕｋ轴

Ｃ系

ｎ

Ａ系 ｎｕ农 ｎｕｋ耨

Ｂ系 ｎ犐ｕ浓 ｎ犐ｕｋ恧

Ｃ系

ｌ

Ａ系 ｌｕ笼 ｌｕ赻 ｌｕ弄 ｌｕｋ鹿

Ｂ系 ｌ犐ｕ隆 ｌ犐ｕ陇 ｌ犐ｕｋ陆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钟 ｔ犐ｕ种 ｔ犐ｕ众 ｔ犐ｕｋ粥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充 ｔ犐ｕｋ触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尰 ｄ犐ｕｋ熟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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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犐ｕ舂 犐ｕｋ菽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戎 犐ｕ赼 犐ｕｋ肉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宗 ｔｓｕ摠 ｔｓｕ综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纵 ｔｓｉｕ纵 ｔｓｉｕｋ踧

ｔｓ

Ａ系 ｔｓｕ聪 ｔｓｕｋ赽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ｋ促

ｄｚ

Ａ系 ｄｚｕ丛 ｄｚｕｋ族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ｕ从 ｄｚｉｕ從

ｓ

Ａ系 ｓｕ赾 ｓｕｋ速

Ｂ系

Ｃ系 ｓｉｕ嵩 ｓｉｕ竦 ｓｉｕｋ肃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ｕ松 ｚｉｕ颂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ｕｋ扑

Ｂ系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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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ｂ

Ａ系 ｂｕ蓬 ｂｕｋ仆

Ｂ系

Ｃ系

ｍ

Ａ系 ｍｕ蒙 ｍｕ蠓 ｍｕ梦 ｍｕｋ牧

Ｂ系

Ｃ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风 ｆ犐ｕ讽 ｆ犐ｕ讽 ｆ犐ｕｋ蝮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逢 ｖ犐ｕ奉 ｖ犐ｕ凤 ｖ犐ｕｋ伏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ｋ苜

Ｃ系

表十五　登等嶝德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 犐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蝇 ｉ孕 ｉｋ弋



Ａ系

Ｂ系 犐鹰 犐ｋ亿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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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ｋ

Ａ系 ｋ赿 ｋ亘 ｋｋ裓

Ｂ系 ｋ犐矜 ｋ犐ｋ亟

Ｃ系

ｋ

Ａ系 ｋｋ刻

Ｂ系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ｋ极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ｋ嶷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兴 ｘ犐ｋ赩

Ｃ系



Ａ系 ｋ劾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登 ｔ蹬 ｔｋ得

Ｂ系 ｔ犐征 ｔ犐ｋ陟

Ｃ系

ｔ

Ａ系 ｔｋ慝

Ｂ系 ｔ犐ｋ敕

Ｃ系

ｄ

Ａ系 ｄ腾 ｄ邓 ｄｋ特

Ｂ系 ｄ犐澄 ｄ犐瞪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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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ｎ

Ａ系 ｎ能

Ｂ系 ｎ犐ｋ匿

Ｃ系

ｌ

Ａ系 ｌ棱 ｌｋ勒

Ｂ系 ｌ犐陵 ｌ犐趀 ｌ犐趀 ｌ犐ｋ朸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蒸 ｔ犐拯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称 ｔ犐称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乘 ｄ犐乘 ｄ犐ｋ植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升 犐胜 犐ｋ式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芿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增

Ｂ系 ｔｓ犐趂 ｔｓ犐ｋ侧

Ｃ系 ｔｓｉ磳 ｔｓｉｋ绩

ｔｓ

Ａ系 ｔｓ蹭

Ｂ系 ｔｓ犐ｋ测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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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ｚ

Ａ系 ｄｚ层 ｄｚ赠 ｄｚｋ贼

Ｂ系

Ｃ系 ｄｚｉ缯

ｓ

Ａ系 ｓｋ塞

Ｂ系 ｓ犐ｋ色

Ｃ系 ｓｉｋ息

ｐ

Ａ系 ｐ崩

Ｂ系 ｐ犐冰 ｐ犐ｋ逼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ｋ揊

Ｃ系

ｂ

Ａ系 ｂ朋 ｂｋ蔔

Ｂ系 ｂ犐凭 ｂ犐凭 ｂ犐ｋ愎

Ｃ系

ｍ

Ａ系 ｍ瞢 ｍ瞢 ｍｋ默

Ｂ系

Ｃ系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 犐ｕ

平 上 去 入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ｋ洫

Ｃ系



Ａ系 ｕ弘 ｕｋ惑

Ｂ系 犐ｕｋ域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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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罄颈劲激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ｅ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楹 ｉｅ郢 ｉｅｋ亦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婴 ｉｅ瘿 ｉｅ莹 ｉｅｋ嗌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ｅ颈 ｋｉｅ劲 ｋｉｅｋ激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ｅ磬 ｋｉｅ謦 ｋｉｅ罄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趃 ｉｅｋ鹢

ｘ

Ａ系

Ｂ系

Ｃ系 ｘｉｅ馨 ｘｉｅ夐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钘 ｉｅ胫 ｉｅ胫 ｉｅｋ觋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贞

Ｃ系 ｔｉｅ丁 ｔｉｅ顶 ｔｉｅ订 ｔｉｅｋ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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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柽 ｔ犐ｅ骋 ｔ犐ｅｋ彳

Ｃ系 ｔｉｅ听 ｔｉｅ壬 ｔｉｅ听 ｔｉｅｋ惕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ｅｋ掷

Ｃ系 ｄｉｅ庭 ｄｉｅ定 ｄｉｅｋ敌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ｅ抳

Ｃ系 ｎｉｅ趆 ｎｉｅ眝 ｎｉｅ泞 ｎｉｅｋ溺

ｌ

Ａ系

Ｂ系

Ｃ系 ｌｉｅ令 ｌｉｅ领 ｌｉｅｋ历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钲 ｔ犐ｅ整 ｔ犐ｅｋ跖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ｋ只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ｅ城 ｄ犐ｅ盛 ｄ犐ｅｋ射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ｅｋ适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精 ｔｓｉｅ井 ｔｓｉｅ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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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青 ｔｓｉｅ倩 ｔｓｉｅｋ戚

ｄ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ｅ晴 ｄｚｉｅ静 ｄｚｉｅ靓 ｄｚｉｅｋ寂

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ｓｉｅ星 ｓｉｅ醒 ｓｉｅｋ舄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ｉｅ屏 ｐｉｅ饼 ｐｉｅ摒 ｐｉｅｋ辟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ｉｅ俜 ｐｉｅ竮 ｐｉｅ娉 ｐｉｅｋ僻

ｂ

Ａ系

Ｂ系

Ｃ系 ｂｉｅ瓶 ｂｉｅ趇 ｂｉｅｋ趈

ｍ

Ａ系

Ｂ系

Ｃ系 ｍｉｅ冥 ｍｉｅ瞑 ｍｉｅ趉 ｍｉｅｋ汨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ｕｅ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ｅ营 ｉｕｅ颍 ｉｕｅ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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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ｅ萦 ｉｕｅ莹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ｕｅ扃 ｋｉｕｅ炯 ｋｉｕｅｋ狊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ｕｅ倾 ｋｉｕｅ顷 ｋｉｕｅｋ阒

ɡ

Ａ系

Ｂ系 犐ｕｅ茕

Ｃ系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ｅ萤 ｉｕｅ迥

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ｓｉｕｅ骍

表十七　寒旱翰曷　间简涧秸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ｎ 犐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ｎ安 ｎ桉 ｔ趌

Ｂ系 犐ｎ 犐ｎ 犐ｔ轧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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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ｋ

Ａ系 ｋｎ干 ｋｎ笴 ｋｎ榦 ｋｔ割

Ｂ系 ｋ犐ｎ间 ｋ犐ｎ简 ｋ犐ｎ间 ｋ犐ｔ秸

Ｃ系

ｋ

Ａ系 ｋｎ刊 ｋｔ趎

Ｂ系 ｋ犐ｎ悭 ｋ犐ｔ刼

Ｃ系



Ａ系 ｎ岸 ｔ枿

Ｂ系 犐ｎ雁

Ｃ系

ｘ

Ａ系 ｘｎ罕 ｘｔ趏

Ｂ系 ｘ犐ｔ瞎

Ｃ系



Ａ系 ｎ寒 ｎ翰 ｔ曷

Ｂ系 犐ｎ闲 犐ｎ苋 犐ｔ黠

Ｃ系

ｔ

Ａ系 ｔｎ殚 ｔｎ旦 ｔｔ怛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ｎ滩 ｔｎ坦 ｔｎ坦 ｔｔ挞

Ｂ系

Ｃ系

ｄ

Ａ系 ｄｎ弹 ｄｎ惮 ｄｎ惮 ｄｔ达

Ｂ系 ｄ犐ｎ绽

Ｃ系

ｎ

Ａ系 ｎｎ难 ｎｔ捺

Ｂ系 ｎ犐ｎ赧 ｎ犐ｔ痆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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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ｌ

Ａ系 ｌｎ阑 ｌｎ嬾 ｌｎ懒 ｌｔ剌

Ｂ系 ｌ犐ｎ斓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ｎ赞

Ｂ系 ｔｓ犐ｎ醆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ｎ餐 ｔｓｎ璨

Ｂ系 ｔｓ犐ｎ羼 ｔｓ犐ｔ詧

Ｃ系

ｄｚ

Ａ系 ｄｚｎ残 ｄｚｎ瓒 ｄｚｔ

Ｂ系 ｄｚ犐ｎ潺 ｄｚ犐ｎ栈

Ｃ系

ｓ

Ａ系 ｓｎ珊 ｓｎ趐 ｓｎ散

Ｂ系 ｓ犐ｎ删 ｓ犐ｎ浐 ｓ犐ｎ讪 ｓ犐ｔ趒

Ｃ系

ｐ

Ａ系 ｐｎ半 ｐｔ拨

Ｂ系 ｐ犐ｎ斑 ｐ犐ｎ板

Ｃ系

ｐ

Ａ系 ｐｎ判

Ｂ系 ｐ犐ｎ攀 ｐ犐ｎ盼

Ｃ系

ｂ

Ａ系 ｂｎ蟠 ｂｎ拌 ｂｎ畔 ｂｔ跋

Ｂ系 ｂ犐ｎ辨 ｂ犐ｔ拔

Ｃ系

ｍ

Ａ系 ｍｎ鳗 ｍｎ漫 ｍｔ沫

Ｂ系 ｍ犐ｎ蛮 ｍ犐ｎ慢 ｍ犐ｔ袜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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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ｎ 犐ｕ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ｕｎ剜 ｕｎ盌 ｕｎ腕 ｕｔ斡

Ｂ系 犐ｕｎ弯 犐ｕｎ绾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ｎ冠 ｋｕｎ盥 ｋｕｎ馆 ｋｕｔ括

Ｂ系 ｋ犐ｕｎ关 ｋ犐ｕｎ惯 ｋ犐ｕｔ刮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ｎ宽 ｋｕｎ欵 ｋｕｔ阔

Ｂ系

Ｃ系



Ａ系 ｕｎ岏 ｕｎ玩

Ｂ系 犐ｕｎ顽

Ｃ系

ｘ

Ａ系 ｘｕｎ欢 ｘｕｎ奂 ｘｕｔ豁

Ｂ系

Ｃ系



Ａ系 ｕｎ完 ｕｎ缓 ｕｎ换 ｕｔ姡

Ｂ系 犐ｕｎ环 犐ｕｎ睆 犐ｕｎ擐 犐ｕｔ滑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ｎ端 ｔｕｎ短 ｔｕｎ锻 ｔｕｔ掇

Ｂ系 ｔ犐ｕｔ茁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ｎ湍 ｔｕｎ痪 ｔｕｔ脱

Ｂ系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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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ｄｕｎ抟 ｄｕｎ断 ｄｕｎ断 ｄｕｔ夺

Ｂ系

Ｃ系

ｎ

Ａ系 ｎｕｎ煗 ｎｕｎ煗

Ｂ系

Ｃ系

ｌ

Ａ系 ｌｕｎ栾 ｌｕｎ卵 ｌｕｎ乱 ｌｕｔ捋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ｎ钻 ｔｓｕｎ纂 ｔｓｕｎ钻 ｔｓｕｔ撮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ｎ窜 ｔｓｕｔ撮

Ｂ系 ｔｓ犐ｕｎ篡

Ｃ系

ｄｚ

Ａ系 ｄｚｕｎ攒

Ｂ系

Ｃ系

ｓ

Ａ系 ｓｕｎ酸 ｓｕｎ算 ｓｕｎ蒜

Ｂ系 ｓ犐ｕｔ刷

Ｃ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ｎ番 ｆ犐ｕｔ泼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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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乾謇键羯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ｅ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ｅｎ焉 犐ｅｎ偃 犐ｅｎ隁 犐ｅｔ暍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ｅｎ鞬 ｋ犐ｅｎ謇 ｋ犐ｅｔ羯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ｅｎ愆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犐ｅｎ乾 犐ｅｎ键 犐ｅｎ健 犐ｅｔ竭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ｅｎ言 犐ｅｎ巘 犐ｅｎ彦 犐ｅｔ蘖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ｅｎ轩 ｘ犐ｅｎ幰 ｘ犐ｅｎ献 ｘ犐ｅｔ歇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ｎ亶 ｔ犐ｅｎ展 ｔ犐ｅｔ哲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ｎ缠 ｔ犐ｅｔ彻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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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ｅｎ缠 ｄ犐ｅｔ辙

Ｃ系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ｅｎ碾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ｅｎ联 ｌ犐ｅｎ辇 ｌ犐ｅｔ列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ｎ毡 ｔ犐ｅｎ战 ｔ犐ｅｔ折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ｎ阐 ｔ犐ｅｔ掣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ｅｎ蝉 ｄ犐ｅｎ善 ｄ犐ｅｔ舌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ｅｎ埏 犐ｅｎ扇 犐ｅｔ设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ｅｎ然 犐ｅｎ熯 犐ｅｔ热

Ｃ系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ｅｎ变 ｐ犐ｅｔ别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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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ｅｎ弁

Ｃ系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ｅｎ俛

Ｃ系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ｕｅ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ｎ鸳 犐ｕｅｎ苑 犐ｕｅｎ怨 犐ｕｅｔ哕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ｕｅｎ卷 ｋ犐ｕｅｎ眷 ｋ犐ｕｅｔ蹶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ｕｅｎ绻 ｋ犐ｕｅｎ券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ｎ权 犐ｕｅｎ圈 犐ｕｅｎ倦 犐ｕｅｔ橛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ｎ原 犐ｕｅｎ阮 犐ｕｅｎ愿 犐ｕｅｔ刖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ｅｎ喧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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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ｎ爰 犐ｕｅｎ援 犐ｕｅｔ越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ｅｔ辍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ｅｔ趓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ｅｎ椽 ｄ犐ｕｅｎ篆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ｕｅｎ挛 ｌ犐ｕｅｎ脔 ｌ犐ｕｅｎ娈 ｌ犐ｕｅｔ劣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ｅｎ专 ｔ犐ｕｅｔ拙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ｅｎ穿 ｔ犐ｕｅｎ喘 ｔ犐ｕｅｔ啜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ｅｎ船 ｄ犐ｕｅｎ趕 ｄ犐ｕｅｎ抟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ｎ壖 犐ｕｅｎ耎 犐ｕｅｔ爇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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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ｕｅｎ钏

Ｃ系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ｕｅｎ撰 ｄｚ犐ｕｅｎ馔

Ｃ系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ｕｅｎ栓 ｓ犐ｕｅｔ?

Ｃ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ｅｎ番 ｆ犐ｕｅｎ坂 ｆ犐ｕｅｎ贩 ｆ犐ｕｅｔ发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ｅｎ繁 ｖ犐ｕｅｎ饭 ｖ犐ｕｅｎ趖 ｖ犐ｕｅｔ筏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ｅｎ趗 犐ｕｅｎ挽 犐ｕｅｎ曼 犐ｕｅｔ袜

Ｃ系

表十九　肩茧谴洁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ｅ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ｎ延 ｉｅｎ演 ｉｅｔ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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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ｎ烟 ｉｅｎ偃 ｉｅｎ燕 ｉｅｔ暍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ｅｎ坚 ｋｉｅｎ茧 ｋｉｅｔ洁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ｅｎ牵 ｋｉｅｎ谴 ｋｉｅｎ谴 ｋｉｅｔ挈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ｎ研 ｉｅｎ彦 ｉｅｔ啮

ｘ

Ａ系

Ｂ系

Ｃ系 ｘｉｅｎ趘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ｎ弦 ｉｅｔ页

ｔ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ｉｅｎ颠 ｔｉｅｔ窒

ｔ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ｉｅｎ腆 ｔｉｅｔ铁

ｄ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ｉｅｎ田 ｄｉｅｎ殄 ｄｉｅｎ电 ｄｉｅｔ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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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ｎ

Ａ系

Ｂ系

Ｃ系 ｎｉｅｎ撚 ｎｉｅｔ捏

ｌ

Ａ系

Ｂ系

Ｃ系 ｌｉｅｎ怜 ｌｉｅｎ炼 ｌｉｅｔ戾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ｎ笺 ｔｓｉｅｎ翦 ｔｓｉｅｎ箭 ｔｓｉｅｔ节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ｎ千 ｔｓｉｅｎ浅 ｔｓｉｅｎ茜 ｔｓｉｅｔ窃

ｄ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ｅｎ践 ｄｚｉｅｎ荐 ｄｚｉｅｔ截

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ｓｉｅｎ先 ｓｉｅｎ鲜 ｓｉｅｎ线 ｓｉｅｔ屑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ｅｎ涎 ｚｉｅｎ羡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ｉｅｎ编 ｐｉｅｎ褊 ｐｉｅｎ遍 ｐｉｅｔ鳖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ｉｅｎ偏 ｐｉｅｎ片 ｐｉｅｔ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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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ｂ

Ａ系

Ｂ系

Ｃ系 ｂｉｅｎ骈 ｂｉｅｎ辫 ｂｉｅｔ馝

ｍ

Ａ系

Ｂ系

Ｃ系 ｍｉｅｎ眠 ｍｉｅｎ缅 ｍｉｅｎ眄 ｍｉｅｔ灭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ｕｅ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ｅｎ缘 ｉｕｅｎ兖 ｉｕｅｎ掾 ｉｕｅｔ阅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ｅｎ渊 ｉｕｅｔ抉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ｕｅｎ涓 ｋｉｕｅｎ罥 ｋｉｕｅｎ狷 ｋｉｕｅｔ决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ｕｅｎ趙 ｋｉｕｅｔ缺

ｘ

Ａ系

Ｂ系

Ｃ系 ｘｉｕｅｎ儇 ｘｉｕｅｎ眴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ｅｎ悬 ｉｕｅｎ铉 ｉｕｅｎ眩 ｉｕｅｔ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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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ｅｎ镌 ｔｓｉｕｅｔ趚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ｅｎ铨

ｄ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ｕｅｎ牷

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ｓｉｕｅｎ选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ｕｅｎ旋 ｚｉｕｅｎ吮 ｚｉｕｅｎ镟

表二十　痕很恨纥　殷隐焮迄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ｎ 犐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犐ｎ隐 犐ｎ隐

Ｃ系

ｋ

Ａ系 ｋｎ根

Ｂ系 ｋ犐ｎ斤 ｋ犐ｎ谨 ｋ犐ｎ靳 ｋ犐ｔ吃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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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ｋ

Ａ系 ｋｎ恳 ｋｎ恳

Ｂ系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犐ｎ勤 犐ｎ仅

Ｃ系



Ａ系 ｎ垠

Ｂ系 犐ｎ 犐ｎ龈 犐ｎ慭 犐ｔ仡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ｎ欣 ｘ犐ｎ衅 ｘ犐ｔ肸

Ｃ系



Ａ系 ｎ痕 ｎ很 ｎ恨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ｎ吞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ｎ臻 ｔｓ犐ｔ栉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ｎ龀 ｔｓ犐ｎ龀

Ｃ系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ｎ榛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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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ｎ诜 ｓ犐ｔ瑟

Ｃ系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ｕｎ 犐ｕ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ｕｎ温 ｕｎ稳 ｕｎ揾 ｕｔ趛

Ｂ系 犐ｕｎ氲 犐ｕｎ韫 犐ｕｎ愠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ｎ昆 ｋｕｎ衮 ｋｕｔ淈

Ｂ系 ｋ犐ｕｎ军 ｋ犐ｕｎ捃 ｋ犐ｕｎ攟

Ｃ系

ｋ

Ａ系 ｋｕｎ髠 ｋｕｎ阃 ｋｕｔ窟

Ｂ系 ｋ犐ｕｎ硱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犐ｕｎ裙 犐ｕｎ菌

Ｃ系



Ａ系 ｕｔ杌

Ｂ系

Ｃ系

ｘ

Ａ系 ｘｕｎ昏 ｘｕｎ惛 ｘｕｔ笏

Ｂ系 ｘ犐ｕｎ荤 ｘ犐ｕｎ

Ｃ系



Ａ系 ｕｎ浑 ｕｎ浑 ｕｎ溷 ｕｔ纥

Ｂ系 犐ｕｎ云 犐ｕｎ殒 犐ｕｎ晕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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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ｔｕｎ敦 ｔｕｎ顿 ｔｕｔ咄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ｕｎ暾 ｔｕｔ趝

Ｂ系

Ｃ系

ｄ

Ａ系 ｄｕｎ屯 ｄｕｎ钝 ｄｕｎ钝 ｄｕｔ突

Ｂ系

Ｃ系

ｎ

Ａ系 ｎｕｎ嫩 ｎｕｔ讷

Ｂ系

Ｃ系

ｌ

Ａ系 ｌｕｎ论 ｌｕｎ论 ｌｕｔ趞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ｎ樽 ｔｓｕｎ樽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ｕｎ村 ｔｓｕｎ忖 ｔｓｕｔ猝

Ｂ系

Ｃ系

ｄｚ

Ａ系 ｄｚｕｎ蹲

Ｂ系

Ｃ系

ｓ

Ａ系 ｓｕｎ荪 ｓｕｎ损 ｓｕｎ逊 ｓｕｔ窣

Ｂ系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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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

Ａ系 ｐｕｎ奔

Ｂ系

Ｃ系

ｐ

Ａ系 ｐｕｎ喷

Ｂ系

Ｃ系

ｂ

Ａ系 ｂｕｎ盆 ｂｕｎ坌 ｂｕｔ勃

Ｂ系

Ｃ系

ｍ

Ａ系 ｍｕｎ门 ｍｕｎ懑 ｍｕｎ懑 ｍｕｔ没

Ｂ系 ｍ犐ｕｎ悯

Ｃ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ｎ纷 ｆ犐ｕｎ粉 ｆ犐ｕｎ奋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ｎ氛 ｖ犐ｕｎ愤 ｖ犐ｕｎ愤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ｎ纹 犐ｕｎ吻 犐ｕｎ紊

Ｃ系

表二十一　真轸震质

开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ｎ ｉｎ引 ｉｎ胤 ｉｔ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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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ｎ因 ｉｎ印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ｎ紧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ｔ诘

ɡ

Ａ系

Ｂ系 犐ｔ姞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ｎ珍 ｔ犐ｔ窒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ｎ趁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ｎ陈 ｄ犐ｎ纼 ｄ犐ｎ诊 ｄ犐ｔ帙

Ｃ系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ｎ纫 ｎ犐ｔ暱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ｎ麟 ｌ犐ｎ嶙 ｌ犐ｎ吝 ｌ犐ｔ栗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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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ｎ甄 ｔ犐ｎ赈 ｔ犐ｎ赈 ｔ犐ｔ质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ｎ瞋 ｔ犐ｔ叱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ｎ宸 ｄ犐ｎ肾 ｄ犐ｎ肾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ｎ呻 犐ｎ哂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ｎ仁 犐ｎ刃 犐ｔ日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ｎ津 ｔｓｉｎ晋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ｎ榇

Ｃ系 ｔｓｉｎ亲 ｔｓｉｔ切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ｎ榛

Ｃ系 ｄｚｉｎ烬 ｄｚｉｔ疾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ｎ侁

Ｃ系 ｓｉｎ辛 ｓｉｎ信 ｓｉｔ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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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ｎ烬 ｚｉｎ烬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ｎ邠 ｐ犐ｔ笔

Ｃ系 ｐｉｎ宾 ｐｉｎ鬓 ｐｉｎ摈 ｐｉｔ必

ｐ

Ａ系

Ｂ系

Ｃ系 ｐｉｎ缤 ｐｉｔ匹

ｂ

Ａ系

Ｂ系 ｂ犐ｔ弼

Ｃ系 ｂｉｎ频 ｂｉｎ牝 ｂｉｎ牝 ｂｉｔ枇

ｍ

Ａ系

Ｂ系 ｍ犐ｎ闽 ｍ犐ｎ泯 ｍ犐ｔ密

Ｃ系 ｍｉｔ谧

合口音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ｕｎ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ｕｎ匀 ｉｕｎ尹



Ａ系

Ｂ系 犐ｕｎ趡 犐ｕｔ郁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ｕｎ钧 ｋｉｕｔ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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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ｕｔ掘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ｔ崛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ｕｔ欻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ｔ汩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ｎ屯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ｎ椿 ｔ犐ｕｔ黜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ｔ术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ｕｎ沦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ｕｎ谆 ｔ犐ｕｎ准 ｔ犐ｕｎ稕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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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ｕｎ唇 ｄ犐ｕｎ盾 ｄ犐ｕｎ楯 ｄ犐ｕｔ術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ｎ瞬 犐ｕｔ输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ｕｎ 犐ｕｎ蝡 犐ｕｎ润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ｕｎ遵 ｔｓｉｕｎ骏 ｔｓｉｕｎ骏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ｕｎ蠢

Ｃ系 ｔｓｉｕｎ夋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ｕｔ率

Ｃ系 ｓｉｕｎ恂 ｓｉｕｎ笋 ｓｉｕｎ峻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ｕｎ循 ｚｉｕｎ徇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ｕｔ拂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ｕｔ咈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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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堪坎绀鸽　缄减鉴甲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ｍ 犐ｍ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ｍ庵 ｍ黪 ｍ暗

Ｂ系 犐ｍ黯 犐ｐ压

Ｃ系

ｋ

Ａ系 ｋｍ绀 ｋｐ鸽

Ｂ系 ｋ犐ｍ缄 ｋ犐ｍ减 ｋ犐ｍ鉴 ｋ犐ｐ甲

Ｃ系

ｋ

Ａ系 ｋｍ堪 ｋｍ坎 ｋｍ瞰 ｋｐ趎

Ｂ系 ｋ犐ｐ恰

Ｃ系



Ａ系 ｍ

Ｂ系 犐ｍ岩 犐ｍ

Ｃ系

ｘ

Ａ系 ｘｍ憨 ｘｍ憨 ｘｐ姶

Ｂ系 ｘ犐ｍ

Ｃ系



Ａ系 ｍ圅 ｍ撼 ｍ撼 ｐ盇

Ｂ系 犐ｍ衔 犐ｍ槛 犐ｍ陷 犐ｐ匣

Ｃ系

ｔ

Ａ系 ｔｍ担 ｔｍ胆 ｔｍ担 ｔｐ答

Ｂ系

Ｃ系

ｔ

Ａ系 ｔｍ探 ｔｍ毯 ｔｐ榻

Ｂ系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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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ｄ

Ａ系 ｄｍ覃 ｄｍ淡 ｄｍ淡 ｄｐ踏

Ｂ系 ｄ犐ｍ湛 ｄ犐ｐ喋

Ｃ系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ｍ喃 ｎ犐ｐ?

Ｃ系

ｌ

Ａ系 ｌｍ岚 ｌｍ览 ｌｍ滥 ｌｐ拉

Ｂ系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ｍ昝 ｔｓｐ唼

Ｂ系 ｔｓ犐ｍ斩 ｔｓ犐ｍ蘸 ｔｓ犐ｐ庘

Ｃ系

ｔｓ

Ａ系 ｔｓｍ参 ｔｓｍ惨

Ｂ系 ｔｓ犐ｍ搀 ｔｓ犐ｍ忏 ｔｓ犐ｐ插

Ｃ系

ｄｚ

Ａ系 ｄｚｍ惭 ｄｚｍ暂 ｄｚｍ暂 ｄｚｐ杂

Ｂ系 ｄｚ犐ｍ镵

Ｃ系

ｓ

Ａ系 ｓｍ ｓｍ糁 ｓｍ俕 ｓｐ飒

Ｂ系 ｓ犐ｍ芟 ｓ犐ｍ ｓ犐ｍ钐 ｓ犐ｐ歃

Ｃ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ｍ泛

Ｃ系

ｖ

Ａ系

Ｂ系 ｖ犐ｍ范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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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犐ｍ鋄

Ｃ系

表二十三　兼睑傔颊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ｉｅｍ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ｍ盐 ｉｅｍ琰 ｉｅｍ艳 ｉｅｐ葉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ｍ淹 ｉｅｍ掩 ｉｅｍ厌 ｉｅｐ擪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ｅｍ兼 ｋｉｅｍ睑 ｋｉｅｐ颊

ｋ

Ａ系

Ｂ系

Ｃ系 ｋｉｅｍ谦 ｋｉｅｍ歉 ｋｉｅｍ傔 ｋｉｅｐ箧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ｅｍ钳 ɡ犐ｅｍ俭 ɡ犐ｅｐ笈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ｅｍ严 犐ｅｍ俨 犐ｅｐ业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ｅｍ杴 ｘ犐ｅｍ险 ｘ犐ｅｐ胁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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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ｅｍ嫌 ｉｅｐ勰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ｍ沾 ｔ犐ｅｍ赡 ｔ犐ｅｐ辄

Ｃ系 ｔｉｅｍ玷 ｔｉｅｍ垫 ｔｉｅｐ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ｍ觇 ｔ犐ｅｍ谄 ｔ犐ｅｍ觇

Ｃ系 ｔｉｅｍ添 ｔｉｅｐ跕

ｄ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ｉｅｍ甜 ｄｉｅｍ扂 ｄｉｅｍ扂 ｄｉｅｐ叠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ｅｍ黏 ｎ犐ｅｐ聂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ｅｍ廉 ｌ犐ｅｍ敛 ｌ犐ｅｍ敛 ｌ犐ｅｐ猎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ｍ占 ｔ犐ｅｍ占 ｔ犐ｅｐ慴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ｅｍ襜 ｔ犐ｅｍ裧 ｔ犐ｅｐ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ｅｍ ｄ犐ｅｍ赡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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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Ａ系

Ｂ系 犐ｅｍ苫 犐ｅｍ闪 犐ｅｐ摄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ｅｍ髯 犐ｅｍ苒 犐ｅｐ颞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ｍ尖 ｔｓｉｅｐ接

ｔ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ｔｓｉｅｍ佥 ｔｓｉｅｍ堑 ｔｓｉｅｐ妾

ｄ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ｄｚｉｅｍ渐 ｄｚｉｅｍ渐 ｄｚｉｅｐ捷

ｓ

Ａ系

Ｂ系

Ｃ系 ｓｉｅｍ纤 ｓｉｅｐ屧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ｅｍ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ｅｍ眨 ｐ犐ｅｍ砭

Ｃ系

ｆ

Ａ系

Ｂ系 ｆ犐ｅｍ砭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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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　侵寝沁缉

韵 母
声
调

音节位置

声
母

犐ｍ ｉｍ

平 上 去 入



Ａ系

Ｂ系

Ｃ系 ｉｍ淫 ｉｐ熠



Ａ系

Ｂ系 犐ｍ音 犐ｍ饮 犐ｍ饮 犐ｐ悒

Ｃ系 ｉｍ愔 ｉｐ挹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ｍ襟 ｋ犐ｐ汲

Ｃ系

ｋ

Ａ系

Ｂ系 ｋ犐ｍ嵚 ｋ犐ｐ泣

Ｃ系

ɡ

Ａ系

Ｂ系 ɡ犐ｍ禽 ɡ犐ｍ噤 ɡ犐ｍ噤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ｍ吟 犐ｐ岌

Ｃ系

ｘ

Ａ系

Ｂ系 ｘ犐ｍ歆 ｘ犐ｐ歙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ｍ椹 ｔ犐ｐ絷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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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ｍ琛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ｍ沈 ｄ犐ｍ朕 ｄ犐ｍ鸩 ｄ犐ｐ蛰

Ｃ系

ｎ

Ａ系

Ｂ系 ｎ犐ｍ纴

Ｃ系

ｌ

Ａ系

Ｂ系 ｌ犐ｍ琳 ｌ犐ｍ廪 ｌ犐ｐ立

Ｃ系

ｔ

Ａ系

Ｂ系 ｔ犐ｍ箴 ｔ犐ｍ枕 ｔ犐ｐ执

Ｃ系

ｄ

Ａ系

Ｂ系 ｄ犐ｍ忱 ｄ犐ｍ椹 ｄ犐ｐ拾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ｍ深 犐ｍ瞫 犐ｐ湿

Ｃ系



Ａ系

Ｂ系 犐ｍ任 犐ｍ荏 犐ｍ纴

Ｃ系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ｍ簪 ｔｓ犐ｍ谮 ｔｓ犐ｐ戢

Ｃ系 ｔｓｉｍ浸 ｔｓｉｍ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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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ｔｓ

Ａ系

Ｂ系 ｔｓ犐ｍ参 ｔｓ犐ｍ惨 ｔｓ犐ｍ谶

Ｃ系 ｔｓｉｍ侵 ｔｓｉｍ寝 ｔｓｉｍ沁 ｔｓｉｐ缉

ｄｚ

Ａ系

Ｂ系 ｄｚ犐ｍ岑

Ｃ系 ｄｚｉｐ集

ｓ

Ａ系

Ｂ系 ｓ犐ｍ森 ｓ犐ｍ椮 ｓ犐ｍ渗 ｓ犐ｐ涩

Ｃ系

ｚ

Ａ系

Ｂ系

Ｃ系 ｚｉｍ寻 ｚｉｍ蕈 ｚｉｐ习

ｐ

Ａ系

Ｂ系 ｐ犐ｍ禀

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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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四种音系的比较

一、前　言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揭露之后，再用三种音系和它比较，中古汉语语音

史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到新的理解。语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也可以

得到具体的认识。

这三种音系：１．唐以前的陆法言《切韵》，２．稍后于慧琳反切的《韵

镜》，３．南宋中期的《切韵指掌图》。

陆法言《切韵》音系的性质，从唐代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一致的

看法。作者根据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论证陆法言
《切韵》是六朝五家韵书反映的南北方言音系的综合①。以唐代关中方言

音系和它比较，可以显示部分方言和综合多种方言音系不同的特点，可以

显示唐代之前之后这一时期的语音变化。

《韵镜》的体系，在辅音部分，还没有提出“字母”，而是用唇、舌、牙、

齿、喉这样的发音部位统摄文字。舌音：端系和知系，齿音：精系、庄系和

照系，唇音：帮系和非系，在序列上，仍然表明发音部位的相同。有人认为
《韵镜》这种特征，非宋代所宜有，而是天宝以后、唐末以前的产物。我们

对比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之后，同意此说。

《切韵指掌图》明确地运用“三十六字母”。字母的创始者，传说不一。

王应麟《玉海》言：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由是有守温造“字母”之说。

到了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发现后，论证了守温是唐五代时人。他所

定的“字母”，不是三十六，而是三十。由此可见，《切韵指掌图》所用的“三

① 见附录《〈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十六字母”，乃系守温之后的产物。

舌音知系脱出端系，齿音庄系、照系脱出精系，非系脱出帮系，在图上

都表明位置的移动（以下简称位移），显然是音变的反映。从语音发展的

规律性和社会因素言，知系、庄系、照系的位移，应当出现在南宋中期①。

据是，《切韵指掌图》的作期，也就不言而喻。传说司马光作，这是伪托，早

有定谳。其他诸说，也可不须申论。

两种韵图的作期，既论证如上。它的地域，虽难确定，可是从音系言，

和唐代关中方言，脉络相通。由是把这三种音系分别比较，可以看到唐宋

时期汉语语音发展的过程。

二、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音系比较

试看下表：

（１）声母

发音部位　　　《切韵》声母　　　关中方言声母

零声母  
喉　音  
舌根音 ｋ ｋ

ｋ ｋ
ɡ ɡ
ｘ ｘ

 
舌头音 ｔ ｔ

ｔ ｔ
ｄ ｄ

ｌ ｌ
舌面音 ｔ ｔ

ｔ ｔ
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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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舌尖音 ｔｓ ｔｓ

ｔｓ ｔｓ
ｄｚ ｄｚ

ｓ ｓ

ｚ ｚ
唇　音 ｐ ｐ

ｐ ｐ
ｂ ｂ

鼻　音  
ｎ ｎ

 
ｍ ｍ

唇齿音 ｆ

ｖ


表上反映了唐代关中方言床母禅母的合并，反映了唇齿音的出现。

（２）韵母

关中方言韵母和《切韵》韵母对比，首先接触到的现象，即是《切韵》中

所谓“重韵”，都依类合并。以平声韵为例，列表如下：

开韵尾韵部

《切韵》 佳 皆 萧 宵 尤 幽 支 脂 之 微

关中音 皆 骁 尤 基

闭韵尾韵部



《切韵》 庚 耕 清 青 东 冬 钟

关中音 更 罄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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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切韵》 删 山 先 仙 真 谆 臻

关中音 间 肩 真

　　《切韵》仙韵，在关中音半与元部合成乾部，半与先部合成肩部。

ｍ

《切韵》 覃 谈 咸 衔 凡 盐 添 严

关中音 堪 缄 兼

　　其次，慧琳反切上字和《切韵》反切上字对比，反映了《切韵》时期［非

ｉ］韵头的韵母，到了唐代关中方言，有的发生了弱音［犐］，有的扩展了强音
［ｉ］。慧琳反切上字的系别，我们已经用Ａ系、Ｂ系、Ｃ系标志它的语音特

征。《切韵》反切上字和慧琳反切上字对当的系别，我们同样称它为Ａ系

或Ｂ系。

１．慧琳反切用Ｂ系上字替代《切韵》Ａ系

反切上字Ａ系标志韵母的第一元音即韵头为［非ｉ］，上字Ｂ系标志

为弱音［犐］，慧琳用Ｂ系上字替代《切韵》Ａ系，可用＞犐公式，表明韵母

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韵母一章中，已经一一指出，现在更集中地把这种

变化的实例构成下表：

表一　ｉ＞犐ｉ（佳、皆———皆）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音

ｋ
ｋ



皆
揩
崖
鞵

古谐
口皆
五佳
户佳

Ａ
Ａ
Ａ
Ａ

ｉ
ｉ
ｉ
ｉ

戒谐
客皆
雅皆
解皆

Ｂ
Ｂ
Ｂ
Ｂ

犐ｉ
犐ｉ
犐ｉ
犐ｉ

双
唇
音

ｂ
ｍ

排
埋
步皆
莫皆

Ａ
Ａ

ｉ
ｉ
败埋
买牌

Ｂ
Ｂ

犐ｉ
犐ｉ

·７２１·第六章　四种音系的比较



表二　ｕ＞犐ｕ（肴———胶）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音

ｋ
ｋ
ｘ


交
敲
孝
肴

古肴
口交
呼教
胡茅

Ａ
Ａ
Ａ
Ａ

ｕ
ｕ
ｕ
ｕ

绞爻
巧交
孝交
效交

Ｂ
Ｂ
Ｂ
Ｂ

犐ｕ
犐ｕ
犐ｕ
犐ｕ

双
唇
音

ｐ
ｂ
ｍ

包
庖
茅

布交
薄交
莫交

Ａ
Ａ
Ａ

ｕ
ｕ
ｕ

饱交
鲍交
卯包

Ｂ
Ｂ
Ｂ

犐ｕ
犐ｕ
犐ｕ

表三　＞犐（麻———嘉）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音

ｋ
ｋ



嘉

?
牙
遐

古牙
苦加
五加
胡加

Ａ
Ａ
Ａ
Ａ






贾遐
客牙
雅家
下加

Ｂ
Ｂ
Ｂ
Ｂ

犐
犐
犐
犐

双
唇
音

ｐ
ｐ
ｂ
ｍ

巴
葩
爬
麻

伯加
普巴
蒲巴
莫霞

Ａ
Ａ
Ａ
Ａ






霸麻
怕巴
白麻
马巴

Ｂ
Ｂ
Ｂ
Ｂ

犐
犐
犐
犐

表四　ａｎ＞犐ｎ（删、山———间）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音

ｋ
ｋ



奸
悭
颜
闲

古颜
苦闲
五奸
户间

Ａ
Ａ
Ａ
Ａ

ａｎ
ａｎ
ａｎ
ａｎ

简颜
客奸
牛奸
核间

Ｂ
Ｂ
Ｂ
Ｂ

犐ｎ
犐ｎ
犐ｎ
犐ｎ

双
唇
音

ｐ
ｐ
ｍ

班
攀
蛮

布还
普班
莫还

Ａ
Ａ
Ａ

ａｎ
ａｎ
ａｎ

八攀
盼蛮
马班

Ｂ
Ｂ
Ｂ

犐ｎ
犐ｎ
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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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犐（江———江）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音

ｋ


江
降
古双
下江

Ａ
Ａ




角缸
项江

Ｂ
Ｂ

犐
犐

双
唇
音

ｐ
ｍ

胮
庬
匹江
莫江

Ａ
Ａ




璞江
邈邦

Ｂ
Ｂ

犐
犐

表六　＞犐（庚、耕———更）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音

ｋ
ｋ


更
铿
行

古行
口茎
户更

Ａ
Ａ
Ａ





革行
客耕
幸耕

Ｂ
Ｂ
Ｂ

犐
犐
犐

双
唇
音

ｐ
ｐ
ｂ
ｍ

赨
烹
棚
甍

北萌
抚庚
薄萌
莫耕

Ａ
Ａ
Ａ
Ａ






伯萌
拍盲
白耕
麦耕

Ｂ
Ｂ
Ｂ
Ｂ

犐
犐
犐
犐

表七　ｍ＞犐ｍ（咸、衔———缄）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音

ｋ



缄
嵒
咸

古咸
五咸
古谗

Ａ
Ａ
Ａ

ｍ
ｍ
ｍ

甲咸
牙监
狎监

Ｂ
Ｂ
Ｂ

犐ｍ
犐ｍ
犐ｍ

　　表上慧琳反切替代《切韵》Ａ系的上字，不出以上七个韵部的范围。

按以上七个韵部内，喉音、舌头、舌面、舌尖各声母上字，慧琳反切和
《切韵》反切是一样的，都是Ｂ系，都是带有弱音［犐］的韵母。至于舌根、双

唇各声母上字，在《切韵》为Ａ系（晓母、影母多数为Ｂ系），到了慧琳描写

的关中方音，特别是开口韵母，四声一贯，用新的上字替代。这类上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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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Ｂ系上字同用，如?字反切上字客、丘同用；赫字反切上字虗、亨同

用，由此可见，舌根、双唇各声母上字标志的韵母都带有弱音［犐］，和喉舌

各声母上字标志的韵母完全相同。以上七个韵部，在《切韵》中，带［犐］的

韵母和不带［犐］的韵母同时并存于一个韵部之内。到了唐代关中音，则整

个韵部都变为带［犐］的韵母。舌根各声母趋向舌面化，表明了它的历史

根源。

２．慧琳反切用Ｃ系上字替代《切韵》Ａ系

反切上字Ａ系标志韵母的第一元音即韵头为［非ｉ］，上字Ｃ系标志

为强音［ｉ］，慧琳用Ｃ系上字替代《切韵》Ａ系，可用以下公式＞ｉ，表明

韵母的变化。这种变化，出现在以下五个韵部中：

表八　ｅｉ＞ｉｅｉ（齐———齐）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喉  鹥 乌奚 Ａ ｅｉ 曀兮 Ｃ ｉｅｉ

舌
　
根

ｋ
ｋ

ｘ


鸡
谿
蜺
醯
奚

古奚
苦奚
五稽
呼鸡
胡鸡

Ａ
Ａ
Ａ
Ａ
Ａ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经奚
启鸡
艺兮
馨鸡
系鸡

Ｃ
Ｃ
Ｃ
Ｃ
Ｃ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舌
　
头

ｔ
ｔ
ｄ
ｎ
ｌ

低
梯
啼
泥
黎

都奚
土鸡
杜奚
奴低
郎奚

Ａ
Ａ
Ａ
Ａ
Ａ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丁兮
体奚
弟泥
祢低
礼溪

Ｃ
Ｃ
Ｃ
Ｃ
Ｃ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舌
　
尖

ｔｓ
ｔｓ
ｄｚ
ｓ

赍
凄
齐
西

祖鸡
七稽
徂奚
先稽

Ａ
Ａ
Ａ
Ａ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精奚
且奚
情奚
先兮

Ｃ
Ｃ
Ｃ
Ｃ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双
　
唇

ｐ
ｐ
ｂ
ｍ

篦
批
鞞
迷

边兮
匹迷
部迷
莫兮

Ａ
Ａ
Ａ
Ａ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必迷
匹篦
陛迷
米篦

Ｃ
Ｃ
Ｃ
Ｃ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ｉ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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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ｕ＞ｉｏｕ（萧、宵———骁）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喉  幺 於尧 Ａ ｕ 伊遥 Ｃ ｉｏｕ

舌
　
根

ｋ


骁
尧
古尧
五聊

Ａ
Ａ

ｕ
ｕ
皎尧
鹢消

Ｃ
Ｃ

ｉｏｕ
ｉｏｕ

舌
　
头

ｔ
ｔ
ｄ
ｌ

貂
挑
迢
聊

都聊
吐彫
徒聊
落萧

Ａ
Ａ
Ａ
Ａ

ｕ
ｕ
ｕ
ｕ

鸟聊
体遥
庭聊
了彫

Ｃ
Ｃ
Ｃ
Ｃ

ｉｏｕ
ｉｏｕ
ｉｏｕ
ｉｏｕ

舌
尖 ｓ  苏彫 Ａ ｕ 小条 Ｃ ｉｏｕ

表十　ｅｎ＞ｉｅｎ（先、仙———肩）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喉  烟 乌前 Ａ ｅｎ 伊贤 Ｃ ｉｅｎ

舌
　
根

ｋ
ｋ

ｘ


坚
牵
妍
祅
弦

古贤
苦坚
五坚
呼烟
胡田

Ａ
Ａ
Ａ
Ａ
Ａ

ｅｎ
ｅｎ
ｅｎ
ｅｎ
ｅｎ

吉烟
诘延
霓坚
显坚
现坚

Ｃ
Ｃ
Ｃ
Ｃ
Ｃ

ｉｅｎ
ｉｅｎ
ｉｅｎ
ｉｅｎ
ｉｅｎ

舌
　
头

ｔ
ｔ
ｄ
ｎ
ｌ

颠
天
田
年
怜

都年
他前
徒年
奴颠
落贤

Ａ
Ａ
Ａ
Ａ
Ａ

ｅｎ
ｅｎ
ｅｎ
ｅｎ
ｅｎ

丁年
缺
亭延
缺
练田

Ｃ

Ｃ

Ｃ

ｉｅｎ

ｉｅｎ

ｉｅｎ

舌
　
尖

ｔｓ
ｔｓ
ｄｚ
ｓ

笺
迁
前
先

则前
苍先
昨先
苏前

Ａ
Ａ
Ａ
Ａ

ｅｎ
ｅｎ
ｅｎ
ｅｎ

节前
七仙
缺
星延

Ｃ
Ｃ

Ｃ

ｉｅｎ
ｉｅｎ

ｉｅｎ

双
　
唇

ｐ
ｂ
ｍ

编
骈
眠

布贤
部田
莫贤

Ａ
Ａ
Ａ

ｅｎ
ｅｎ
ｅｎ

必绵
便眠
弥编

Ｃ
Ｃ
Ｃ

ｉｅｎ
ｉｅｎ
ｉ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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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ｅ－ｉｅ（青、清———罄）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ｋ 经 古灵 Ａ ｅ 缺

舌
　
头

ｔ
ｔ
ｄ
ｎ
ｌ

丁

?
庭
宁
灵

当经
他丁
特丁
奴丁
郎丁

Ａ
Ａ
Ａ
Ａ
Ａ

ｅ
ｅ
ｅ
ｅ
ｅ

缺
体丁
狄形
佞丁
历丁

Ｃ
Ｃ
Ｃ
Ｃ

ｉｅ
ｉｅ
ｉｅ
ｉｅ

双
　
唇

ｐ
ｂ
ｍ

俜
瓶
冥

普丁
薄经
莫经

Ａ
Ａ
Ａ

ｅ
ｅ
ｅ

匹丁
並铭
觅瓶

Ｃ
Ｃ
Ｃ

ｉｅ
ｉｅ
ｉｅ

表十二　ｅｍ＞ｉｅｍ（添、盐、严———兼）

《切韵》 慧琳反切

声母 例字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反切 上字系别 韵母

舌
　
根

ｋ
ｋ


兼
谦
嫌

古兼
苦兼
户兼

Ａ
Ａ
Ａ

ｅｍ
ｅｍ
ｅｍ

颊盐
轻兼
刑阎

Ｃ
Ｃ
Ｃ

ｉｅｍ
ｉｅｍ
ｉｅｍ

舌
　
头

ｔ
ｄ
ｎ

添
甜
鲇

他兼
徒兼
奴兼

Ａ
Ａ
Ａ

ｅｍ
ｅｍ
ｅｍ

忝拈
定阎
念兼

Ｃ
Ｃ
Ｃ

ｉｅｍ
ｉｅｍ
ｉｅｍ

　　《切韵》反切上字属于Ｃ系的，只有零声母和舌尖音各声母。到了慧

琳描写的关中音，《切韵》齐、萧、先、青、添五个韵部各声母上字都由Ａ系

变为Ｃ系，合口韵母也是这样。带强音［ｉ］的韵母显示了巨大的发展。

（３）声调

在《切韵》中，上、去两调使用的下字，界限分明。慧琳反切，有上去两

调异读的又音，但一字数切，上、去两调下字混用的现象则常见，浊上变

去，是汉语北方话音系发展的趋势，慧琳反切表明了这一变化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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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韵镜》音系比较

在两种音系比较之前，首先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为古典型汉字标

音的方法，二为等韵图音系的现实性。

古典型汉字标音，一为反切，一为等韵图。反切作者根据汉语音节，

结合两个汉字标明一个汉字的音韵构造。等韵家也是根据汉语音节，利

用图的形式来表明。

《韵镜》是早期的等韵图。图的形式，横列声母，纵设韵母和声调。按

声母纵引，再按韵母横引，两线交合之点，即等位。等分为四，每个等位，

各自表明了一个声、韵、调统一组成的音节。因此，一个汉字在图上占着

什么等位，也就表明了它是怎么样的音韵构造。

由此可见，以上两种标音的方法虽是不同，但反映现实的语音是相同

的。只要正确地理解慧琳反切和《韵镜》图式，就可以进行比较。

其二，国内外有些汉语研究者，将较晚的《切韵指掌图》看作陆法言
《切韵》反切的图解，把《切韵指掌图》音系等同《切韵》音系。其实《切韵

指掌图》作者决不会不受现实语音的影响。用我们的观点来说，不论早

期或晚期的等韵图，都是作者凭藉陆法言《切韵》反映一定时地的现实

性的音系。由是彼此比较，便可看到中古时期汉语语音发展的过程和

规律性。

现在进行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韵镜》音系的比较。

（１）声母

１慧琳反切Ｂ系上字的匣母，在《韵镜》图上，由匣母三等转移到喻

母三等，喻为零声母，匣母的位移，表现了舌根音［］因受［犐］的影响，在发

展的进程中趋于消失。这一规律，中古以后，一直在起作用。

２慧琳描写的关中方言音系，舌面音照系声母和舌尖音精系声母各

自成系。《韵镜》图照系声母安排在舌尖音的第三等位，统称为齿音。按

照《韵镜》图本身的规则，凡同声母的字，都是直行比次。据是，《韵镜》所

反映的实际语音，舌面音照系和舌尖音精系各声母是合而为一的。

３依照《韵镜》同声母字直行比次的规则，表明唇音部分还没有出现

唇齿音的分化，这和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又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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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韵母

１《韵镜》作者处理《切韵》中重韵的方法和重韵的合并

关中方言韵部和《韵镜》韵部对比，可以明确地知道《切韵》中所谓“重

韵”在《韵镜》中也应是合并的。再把《韵镜》和《切韵指掌图》对比，可以具

体地见到这两种等韵图处理《切韵》重韵的方法不同。试看下例：

《韵镜》

　　　　第２１图　　第２２图　　第２３图　　第２４图

一等 ○ ○ 寒 桓

二等 山 山 删 删

三等 元 元 仙 仙

四等 仙 仙 先 先

《切韵指掌图》

　　　　第７图 第８图

一等 寒 桓

二等 删山 删山

三等 元仙 元仙

四等 仙先 仙先

把《韵镜》２１和２３图连合起来，不是相当于《切韵指掌图》的第７图吗？

把《韵镜》２２和２４图连合起来，不是相当于《切韵指掌图》的第８图吗？

《切韵指掌图》利用一个图的同一位置，并列两个韵部，表明《切韵》重韵的

合并。《韵镜》则利用两个图的同一位置，分列两个韵部，前后对应，表明
《切韵》重韵的合并。我们依照以上两个观点，以平声韵为例，制成下表：

开韵尾韵部

《切韵》 佳（开、合） 皆（开、合） 支（开、合） 脂（开、合） 之（开） 微（开、合） 萧 宵 尤 幽

关中音 皆（开、合） 基（开、合） 骁 侯

《韵镜》
开

１３图１５图
皆　佳

　
合

１４图１６图
皆　佳

开
４图６图８图９图
支　脂　之　微

　　
合

５图７图１０图
支　脂　微

开
２５图
宵

萧

合
２６图

宵

开
３７图

尤

尤幽

《切韵》尤、幽是重韵，《韵镜》把它安置在一个韵图之中，又在同一等位（四

等）安置两韵韵母完全相同的字，表明重韵的合并。这是《韵镜》处理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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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一种方法。

闭韵尾韵母


《切韵》 庚（开、合） 耕（开、合） 清（开、合） 青（开、合） 东 冬 钟

关中音 更（开、合） 罄（开、合） 洪

《韵镜》
开

３３图３５图
庚　耕

　　
合

３４图３６图
庚　耕

开
３３图３５图
清　清
　　青

　　
合

３４图３６图
清　　
清　青

开　　　　合
第一图　　　　　第二图

东　　　　　　　冬

　　　　　　　　钟

ｎ

《切韵》 删（开、合） 山（开、合） 先（开、合） 仙（开、合） 真（开、合） 谆（合） 臻

关中音 间（开、合） 肩（开、合） 真（开、合）

《韵镜》
开

２１图２３图
山　删

　　
合

２２图２４图
山　删

开
２１图２３图
仙　先

　　
合

２２图２３图
仙　先

开
１７图
臻
真

　　
合
１８图
谆

　

ｍ

《切韵》 覃 谈 咸 衔 凡 盐 添 严

关中音 堪 缄 兼

《韵镜》
开
３９图
覃

　　　
合
４０图
谈

开
３９图
咸

　　　
合

４０图４１图
衔　凡

开
３９图
盐

　
合
４０图
严

　
开
３９图
添

　
合
４０图
盐

　　２《韵镜》韵母的特点

前已言之，“等韵图音系应是当时作者现实语音的反映”。把关中音

和《韵镜》比较，除《切韵》重韵合并，如上文所举者外，下列各表，又将分述

两地方言韵母的特点。

关中音　齐（开、合）　　《韵镜》
开　１３图　咍、皆、齐

合　１４图　灰、皆、齐

关中音齐部独立，《韵镜》把齐和咍、灰、皆组合成图，表明了《韵镜》齐

部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咍联系（等韵家把咍、灰、皆组合成图，图上韵部

代表的韵母，自有它联系的纽带。假定咍为［ｉ］，灰为［ｕｉ］，皆为［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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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为［ｉｉ］，那么，咍是这些韵部联系的纽带。我们称这样的纽带叫做“基

础韵母”）。

关中音　
模

鱼
　　《韵镜》开合　１２图　

模

虞

关中音模、鱼同部，虞部独立。《韵镜》模、虞同图，鱼部独立，表明了

两地方言韵母的变化。

关中音　真（开、合）　　《韵镜》开　１７图　痕、臻、真

关中音合并真、谆、臻三部成为独立的真部。《韵镜》把真、臻和痕组

合成图，表明《韵镜》真部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痕联系。

关中音　肩（开、合）　　《韵镜》
开　２３图　寒、删、仙、先

合　２４图　桓、删、仙、先
《韵镜》组合寒、桓、删、仙、先同图，表明先部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

寒联系。

《切韵》仙，在关中音分化为二，凡等韵家所称之三等字，一致转入乾

部（即元部）。等韵家所称之四等，一致转入肩部（即先部）。《韵镜》中仙，

同样发生分化，但转变不同：等韵家所称三等，一致和先部同图；等韵家所

称之四等，一致和元部同图。

关中音　更　　《韵镜》
开　３３、３５图　庚、耕、清、青

合　３４、３６图　庚、耕、 青

关中音合并《切韵》庚、耕成为独立的更部，《韵镜》把清、青和庚、耕组

合成图，表明清、青代表的韵母和基础韵母庚联系。

关中音　

堪

缄

兼

　　《韵镜》
开　３９图　覃、咸、盐、添

合　４０图　谈、衔、严、盐

关中音合并《切韵》覃、谈成为堪部，合并咸、衔、凡成为缄部，合并盐、

添、严成为兼部。这三部代表三个韵母，《韵镜》组合这一组韵成为两图，

和基础韵母覃联系。

（３）声调

关中音有浊上变去的动向。在《韵镜》中，这种动向，没有发现。至于

调类，开尾韵母分为平、上、去三调，闭尾韵母分为平、上、去、入四调。和

关中音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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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指掌图》音系比较

（１）声母

１《切韵指掌图》音系中，出现“舌上”知、彻、澄、娘四个声母

试先对比两种等韵图：

《韵镜》

舌　音

清　
次

清
　浊　
清

浊

当　汤　堂　囊

张　伥　长　娘

《切韵指掌图》

舌　头 舌　上

端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娘

当　汤　唐　囊

张　伥　长　娘

　　《韵镜》把当、汤、堂、囊列在一等，张、伥、长、娘列在三等，表明前者是

在［非ｉ］元音前的［ｔ］系声母，后者是弱元音［犐］前的［ｔ］系声母。这种［犐］

元音前的［ｔ］系声母，在《切韵指掌图》脱出原来的行列，变成独立的知、

彻、澄、娘四个声母，总的叫做“舌上音”。

“舌上音”这一术语，就今日所见之资料言，最初出于敦煌残卷守温字

母①。“舌上音”的语音实质，残卷“在家疑是客”这一条说：

都江切樁字，迷者言，都字归端字，樁字归知字，生疑或（惑）。不

知端字与知字，俱是一家。

“别国却为亲”一条又这样说：

缘都字归端字，樁字归知字，归处不同，便似别国。虽归处不同，

其切樁字是的（嫡）亲。②

要理解以上两条的语意，首先要理解樁字音读的变化。《切韵》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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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切，依照《切韵》反切上字的系别，都属 Ａ系，表明樁字的声母是［非ｉ］

元音前的［ｔ］，整个字的音韵构造应为［ｔｏ］。慧琳描写的关中音，樁字虽
未见，依照江部反切上字，不是 Ａ系，而是改用Ｂ系，因此樁字存在的音
读，应为［ｔ犐ｏ］。经过《切韵》和慧琳音对比，可以看到樁字古今音的变化
为ｔｏ＞ｔ犐ｏ。

守温时，有“樁字归知”之说，它的反切上字和慧琳音改用的Ｂ系正
相一致。人们执今音以观察古反切，便说“樁字归知，不应归端”。守温告
诉他们，端和知，反切上字虽不同，可是声母同是［ｔ］，是一家，是嫡亲。由
此可见，守温所说之“舌上音”，并不是声母有异，只表明“端”是［非ｉ］元音
前的声母［ｔ］，“知”是［犐］元音前的声母［ｔ］而已。

守温以前，不论《切韵》和慧琳音，不论《韵镜》和守温所说之“舌上
音”，都是各时期音系中［犐］元音前的［ｔ］系声母，到了《切韵指掌图》音系
便发生质的变化。

苏联一位语言学家所作的《蒙古语比较语法》中指出，古典语的［ｉ］，

基本上起源于较早期的［Ｔｉ］①。语音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它的共同
性。蒙古语［ｉ］来源于［Ｔｉ］，汉语［犐］元音前［ｔ］系声母，在北部方言中，逐
渐变为舌尖后音，它的来源，亦缘是而知。《切韵指掌图》“舌上音”和“舌
头音”对立，这一现象，不但表明“舌上音”的语音实质和守温所说之“舌上
音”不同，还表明它是舌尖后音的起点。

２齿音的分化
试先对比两种等韵图：

《韵镜》

齿　音

清　
次

清
　浊　清　浊

臧　仓　藏　桑　○

庄　疮　床　霜　○

章　昌　○　商　常

将　锵　墙　相　详

《切韵指掌图》

齿　头 正　齿

精　清　从　心　斜 照　穿　床　审　禅

臧　仓　藏　桑　○

庄　疮　床　霜　　

章　昌　○　商　常

将　枪　墙　襄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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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镜》齿音二等庄系字和三等章系字，在《切韵指掌图》上，脱出原来

的行列，成为正齿音。正齿音声母为照、穿、床、审、禅，由是二等庄系字，

一般称为照二；三等章系字，一般称为照三。

等韵图例，凡同声母字都是直行排列。据是，《韵镜》庄系章系的声母

是相同的。从等位言，又同是在弱音［犐］前的齿音，它们正是以同一条件

转化为《切韵指掌图》的正齿音。这种正齿音在我国北部方言，也逐渐变

为舌尖后音，那么照二、照三由“齿音”变为“正齿”，是不是舌尖后音起点

的表现？

３舌尖后音形成的内因和外因

上文说：“舌上音”、“正齿音”是舌尖后音的起点。我们还要从以下两

个方面加以论证。

前高元音［ｉ］前的舌根音和舌头音趋向颚化，这是具有普遍性的语音

规律。已知弱音［犐］前的［ｔ］是“舌上音”的前期状态，弱音［犐］前的［ｔｓ］是
“正齿音”的前期状态，这两种声母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表明

它的本身具有可变性。

可是《切韵指掌图》上的“舌上音”、“正齿音”，在不同的方言中表现了

不同方向的发展，即“舌上音”、“正齿音”在北部方言中，发展为舌尖后音，

在南部方言中，发展为舌面音或舌尖音，它的规律性又是怎样呢？

《内蒙古大学学报》专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列举汉字和女真语对音

的实例①。如：

卓ｔｏ　　　者ｔ　　　　叉ｔ
追ｔｕ 朱ｔｏ 车ｔ

专ｔｕｎ 出ｔｕ
拙ｔｏ 沙
上ｏ

这些和女真语对音的汉字，无一例外的都属舌上音和正齿音。

北宋末期，北方阿尔泰语系的女真族，南侵淮河以北广大地域，和南

宋对峙，差不多一百年。在侵占时期，汉人习惯，曾一度女真化。“舞女不

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这是陆游反映当时女真化情况的诗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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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这是范成大的记录。汉语北方音发展到这

时，用舌上音、正齿音的字和女真语舌叶音ｔ、ｔ、对音，这不是《切韵指

掌图》上的舌上音、正齿音是舌尖后音起点的直接见证吗？

毛泽东同志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

内因而起作用”①。［ｉ］元音前的［ｔ］系［ｔｓ］系以及［ｔ］系声母本身具有可

变性，这是内因。因受女真语的影响，舌上音、正齿音的发展，在我国北部

方言音系中，成为舌尖后音，这是外因。现在再联系《切韵》、慧琳音以及

两种等韵图，制成下图，表明舌尖后音的发生发展。

《切韵》和慧琳音　　　《韵镜》　　　《切韵指掌图》

　　ｔ犐　　　　　＞ 　ｔ犐　　＞ 　ｔ（舌上音）

　　ｔｓ犐　　　　　

　　ｔ犐
烍
烌

烎　　　　　
　ｔｓ犐 　ｔ（正齿音）

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关于舌上音、正齿音，已合为一类，这是《切韵指掌

图》以后的变化。

关于“日”母［］伴随正齿音也逐渐变为舌尖后音［］。

４双唇音的分化
［ｉｕ］音组前的双唇音，分化为唇齿音，已出现在唐代关中方言。这种

分化，在《韵镜》、《切韵指掌图》又是怎样？试看下例：

《韵镜》

唇　音

清　
次

清
　浊　
清

浊

帮　滂　傍　茫

方　芳　房　亡

《切韵指掌图》

重　唇 轻　唇

帮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帮　滂　傍　忙

方　芳　房　亡

《韵镜》唇音只有一类，帮系方系直行排列，表明声母相同。《切韵指掌图》

方系脱出于重唇的行列，成为轻唇。方言的发展不是平衡的，关中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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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切韵指掌图》各自反映一定地域的方音特点。

（２）韵母

１《切韵》中的重韵
《切韵指掌图》音系是一定时、地语音的反映，因此《切韵》中的重韵，

在《切韵指掌图》中同样合并。

佳、皆，萧、宵，尤、幽，支、脂、之、微从类合而为一，和关中音以及《韵

镜》完全一致。

庚、耕，清、青，东、冬、钟从类而合，和关中音以及《韵镜》也是相同的。

删、山，先、仙，真、谆、臻从类而合，和关中音以及《韵镜》也是相同的。

覃、谈，咸、衔、凡，盐、添、严从类而合，和关中音以及《韵镜》固无

不同。

２《切韵指掌图》韵母的特点
《切韵》、关中音的齐部在《韵镜》隶属于咍、灰（１３、１４图），在《切韵指

掌图》隶属于支、之（１８、１９图），其特点一。

《切韵》鱼部代表的韵母随着方言而变，关中音鱼模同部，《韵镜》鱼部

独立，在《切韵指掌图》鱼虞合一（３图），其特点二。

关中音合并《切韵》真、谆、臻三部构成真部，在《韵镜》隶属于痕（１７、

１８图），《切韵指掌图》（９、１０图）与此相同，其特点三。

《切韵》仙部，在关中音，半转入乾部（元），半转入肩部（先）。《韵镜》

中的转化，和关中音同。《切韵指掌图》（７、８图）仙元同在三等，先仙同在

四等，也表明仙部分化，转入元、先，其特点四。

关中音合并《切韵》庚耕成为更部，合并清青成为罄部，《韵镜》把庚、

耕、清、青组合成图，表明韵母的主要元音之近似。在《切韵指掌图》（１５、

１６图）庚、蒸、清同图、同等，反映了这些韵部代表的韵母趋于一致，其特

点五。

《切韵》江部代表的韵母，随着方言而变。在关中音和《韵镜》是独立

韵部，《切韵指掌图》组合江阳同图（１４图），其特点六。

（３）声调
《切韵指掌图》的调类，虽为平、上、去、入四调，和《切韵》、关中音以及

《韵镜》相同，但入声韵既配合开尾韵部，又配合闭尾韵部，开始出现“阴阳

兼承”的现象，这不知是不是韵尾辅音消失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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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韵体系的形成

韵分四等，即是等韵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试先看两种反切上字的

系别和两种等韵图等位对照表：

例　字 高 交 骄 骁

《切韵》反切 古劳 古肴 举乔 古尧

慧琳反切 告刀 绞爻 居妖 皎尧

上字系别 Ａ Ａ Ａ Ｂ Ｂ Ｂ Ａ Ｃ

《韵镜》等位 １ １１ ２３ ３１ ４

《指掌图》等位 １ １１ ２３ ３１ ４

　　已知反切上字的分系，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这一点，慧琳反

切更为显著。

表上四个例字，在两种等韵图上的等位是一致的，成为韵分四等完整

的体系。由于“交”的反切上字“古”变为“绞”，“骁”的反切上字“古”变为
“皎”，形成新的韵母的序列。把这种新序列对照韵图等位，恰好反切上字

Ａ系和一等对当，反切上字Ｂ系和二、三等对当，反切上字Ｃ系则对当四

等。由此可见，韵分四等这样的体系，早已孕育在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之

中，《韵镜》音系、《切韵指掌图》音系实与唐代关中音系有先河后海的

关系。

国内外汉语研究者不了解陆法言《切韵》的性质，不了解《切韵》之后

语音发展的过程，硬把《切韵》音系纳入等韵体系中，认为《切韵》音系中也

是韵分四等。更有甚者，昌言上古音中也是“四等俱全”。其实等韵体系

和《切韵》毫不相应，遑言上古。

国内外汉语研究者，对于等韵二等有无“ｉ介音”，也发生争论。其实

只要了解慧琳描写当时关中方音用Ｂ系反切上字替代《切韵》Ａ系上字

这一事实，那么等韵二等韵母的第一元音即所谓“ｉ介音”是存在的。由是

致疑“舌上音”声母出现在二等或三等，也无待繁言而解。

国内外汉语研究者，把《切韵》齐、萧、先、青、添五个韵部硬说是“纯四

·２４１·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等”的韵部。其实这五个韵部所用的反切上字都属Ａ系，是一等而非四

等。到了慧琳描写的关中方音，才一致用Ｃ系上字替代 Ａ系，“纯四等”

韵部由是形成。不考察语音实际，只从音理上推求纯四等的形成，其结果

必然徒劳无益。

关于分等的标准，有我国的旧传统，也有西洋“汉学家”的新传统，在

此且不论。现在我们根据唐代关中方音的拟音对照等韵图，应当这样说，

凡列在一等的，韵母第一元音为［非ｉ］，例如“高”。凡韵母第一元音同是

弱音［犐］，则依据主要元音响度的大小，例如“交”列在二等，“骄”列在三

等。主要元音相同，第一元音［ｉ］有强弱的区别，则弱音［犐］列在三等，强音
［ｉ］列在四等，例如骄骁。并用图表明如下：

一等　　高　　ｋｕ
二等　　交　　ｋ犐ｕ
三等　　骄　　ｋ犐ａｕ
四等　　骁　　ｋｉａｕ
等韵家又根据韵母第一元音有［ｕ］和［非ｕ］的区别，前者称为合口，

后者称为开口。上面的例子作为开口韵母分等的代表，至于合口韵母的

分等，也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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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

近几年来，讨论《切韵》问题的文字，据我所见，已有十三篇之多①。

本文作者现在仍然本着综合音系的论点，把重新建立的《切韵》音系拿出

来，表明它的本质特征，又写成此稿。旨趣所在，无非有助于进一步开展

讨论，加速科学的亦即合乎汉语实际的汉语语音史顺利建设。此稿内容：

一、《切韵》性质决定性的论据

二、《切韵》音系的重建

三、有关问题的讨论
（１）《切韵》的系统性问题
（２）《切韵》的社会地位
（３）审音和叶韵
（４）《切韵》音系和共时、贯时语音的关系
（５）《切韵》问题论点的建立

结束语

一、《切韵》性质决定性的论据

在探讨《切韵》性质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而又同样起作用的东西。

这就引起各有所据，作出不同的论断。本文作者以为王韵小注是新近发

现的资料，对于《切韵》的理解，不论何种成说，都应有所改变。


①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八卷第３—４期，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中国语文》八篇，《光明日报》一篇，《南京大学学报》两篇，北京大学周祖谟教授一篇（油印

本），《中山大学学报》一篇，共十三篇。



又曾指出王韵小注的条数，占《切韵》韵部三分之一。各条涉及的面
相当广泛，认为这是理解《切韵》第一手资料。并且说，“《切韵》韵部之多，

这是陆法言等综合六朝旧韵采取从分不从合这一方法的结果”①。

可是综合论的反对者，对王韵小注一则曰：“这个小注所记五家韵书
中韵部分合的情况并不是完备的。”再则曰：“其中大部分都没把五家韵书
的分合情况同时备载明白，而只是把其中两三家记上了。”②总的意图，无
非在于动摇综合论的论据而已。

其实王韵小注有助于《切韵》的认识，除上所举的两点外，更须指出它
所特有的价值，在于使《切韵》韵部有可能和当时方言实际联系。最近昌
厚《隋韵谱》③对此有积极作用。假若把这两种资料，对比《切韵》，对于
《切韵》性质，可以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试看以下三例：

例一

韵　目 王韵小注 《隋韵谱》韵例

支
脂

之
微

没有注文
吕、夏侯：脂与之微大乱，阳、
李、杜别，今依阳、李、杜。
没有注文
没有注文

支部、微部都以独用为主。
脂部和之部的关系密切。

　　表中两种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反映了支等四部在当时方言平
面上的特性。

王韵支微两部无注，《隋韵谱》指出“支微两部都以独用为主”，无注和
独用相应，不仅表现在这两部。可以这样说，独用的韵部大多数是无注的。

王韵有注的韵部，都是同和别互见。除少数注别有所指外，基本表明
方音的差别。这是人所易知的。可是无注的韵部，何为无注？就不易使
人理解。相反的认为王韵注不是完备的。其实从现实的方言来看，一个
韵母在方言的平面上分布较广，为各方言（指六朝五家韵书，下同）所共
有，体现在韵部上，就成为无注。说穿了这一点，无注的原因，也是不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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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黄淬伯《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中国语文》１９６２年２月号。以下引语出于此文者，

只加引号，不再加注。

王显《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国语文》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号，５４２—５４３页。

昌厚《隋韵谱》，连载《中国语文》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号、１１月号，１９６２年１月号、２月号、４月号。



解的。

韵脚的独用，可能因韵部字多，所以无须通用。可能是这一韵部代表

的韵母，分布较广，为各方言所共有，也就不会发生通用。前者是用韵问

题，后者是语音问题。从语音言，独用和无注相应，原来是相同的东西而

有不同的表现而已。

弄清楚王韵无注韵部和《隋韵谱》独用韵部的实质之后，有助于《切韵》

韵部的识别。支微两部韵母同为当时各方言所共有，也就容易决定了。

脂之两部，王韵注同和别互见。在同的一面，和《隋韵谱》“脂部和之

部的关系密切”彼此相应。在别的一面，可以补充《隋韵谱》的不足。总的

说，脂之韵母，随着方言而变。

例二

韵　目 王韵小注 《隋韵谱》韵例

鱼

虞
模

吕：语（鱼上）与麌（虞上）同，
夏侯、阳、李、杜别，今依夏
侯、阳、李、杜。
没有注文
没有注文

虞模两部同用的例比鱼虞两
部同用的多；鱼虞模三部同
用的例很少，鱼模两部同用
的例未见。

　　王韵注鱼部和虞部同和别互见，表明了鱼部韵母，在甲方言与虞相

同，在乙方言与虞相异。随着不同方言而变，是鱼部的特性。

虞模两部没有同和别互见的注文。足见这两部韵母，在当时方言的

平面上分布较广。它具有共同性。

关于《隋韵谱》的概括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三部韵母结构的同

异。“虞模两部同用的例比鱼虞两部同用的例多”，可以理解虞模韵母结

构有相同的成分。“鱼模两部同用的例未见”，可以理解鱼模韵母结构

全异。

例三

韵　目 王韵小注 《隋韵谱》韵例

东
冬

钟

没有注文
阳：冬与钟、江同韵，吕、夏侯
别，今依吕、夏侯。
没有注文

东部、钟部以独用为主。冬
和东部同用的一见，和钟部
同用例五见。

·７４１·附录：《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王韵东钟无注，《隋韵谱》：“东部钟部以独用为主。”同样表明这两部

是各方言共有的韵母。

王韵冬部注冬与钟江同和别互见。但《隋韵谱》有冬与钟同用例多之

说，又有江阳唐三部同用之例。据是江部韵母出入于冬阳之间，随着方言

而变。冬钟虽有别的一面，可是没有像江部那样的转变。因此冬与钟同

用例多一语，正表明冬部的特性和钟部相同，同是方言共有的韵母。

通过以上三例，清楚地看到隋代各家韵语的韵脚，各有它的方言性。

因此《隋韵谱》概括各家韵脚，反映了当时方言韵母，有共同成分，也有此

同彼异的差别成分。六朝五家韵书韵部的分合，也各有它的方言性。反

映了当时方言韵母，有共同成分，有此同彼异的差别成分。由于这两种资

料，同样以中古方言为基础，所以彼此契合。照此说来，王韵注的现实意

义，得到《隋韵谱》的佐证，就更加显著了。我们据此以论证《切韵》韵部，

体现了一个生动的方音平面。这个平面上，既有共同性的韵母，又有差别

性的韵母。假若承认这一现实，就很难设想别有《切韵》式的长安方音或

者洛阳方音的存在。《切韵》式的方音是没有的，那么，《切韵》韵部的设

置，只能依据王韵小注，认为这是六朝五家韵书反映的方言音系的综合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事实很明显，王韵小注在许多论据中具有的特点：

１．使《切韵》韵部有可能和当时方言实际联系。

２．资料具体，明确性胜过片言只语。

３．依据王韵小注，取证《隋韵谱》，可以识别全部《切韵》各韵部的实

质。从此出发，不仅摆脱了新老传统的束缚，同时打开了研究《切韵》新的

途径。在建设科学的语音史进程中，也冲破了一个难关。到现在，不妨

说，王韵韵目小注，是认识《切韵》带有决定性的论据。

二、《切韵》音系的重建

（１）声母

分析《切韵》声类，是从近代学人陈澧开始的。他联系反切上字，揭示

四十声类。后起作者予以修正，由四十一发展为四十七和五十一声类。

西洋汉学家高本汉根据他自己的方法，和中国作家不谋而合，同样得出四

十七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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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切韵》声类是不是相当于辅音音位，即通称之声母，中国过去的

音韵学家对此没有可能作出论断。现代汉语语音史研究者虽是规定《切

韵》声母为三十五或三十六，可是没有说出声类和声母的区别。汉学家高

本汉区分四十七声类为二，用他的名称，一为ｊ化声母，一为真声母。声

类和声母更是混淆不清了。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我国语音史研究者，预先带了后起的三十六字母

的观念来规定《切韵》声母①，汉学家高本汉预先带了后起的等韵观念，又

夹带一些西洋语音常见的事例，对待《切韵》声母。用这样类于先验主义

的观点方法，研究《切韵》声母，其结果不仅混淆了声类和声母，而且损害

了《切韵》自身的体系。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

是臆造的规律性……”②。现在要弄清楚声类和声母的实质，要揭示《切

韵》本然的音系，就应当从《切韵》本身出发。

《切韵》音系潜藏在反切上下字的系统中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以反切上字而言，它的分

配是有规律性的。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选择阳、唐两部舌部两组声母的

反切上字，构成下表。

　　　　阳部　　　　唐部

ｔ 陟 都

ｔ 丑 吐

ｄ 直 徒

ｎ 女 奴

ｔ 诸 ○
ｔ 尺 ○
ｄ 乘 ○

 式 ○

 市 ○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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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作者曾在三十余年前写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一书，也是预先带了后起的三十六
字母的观念并受高本汉学说的影响，处理唐代秦方言的声母。解放以后，逐渐认识到这一方法的错
误。近几年来对这一旧作正在进行改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８２１页。



阳部代表的韵母为［ｉ］［ｉｕ］，唐部代表的韵母为［］［ｕ］。由于韵母

第一元音有［ｉ］和［非ｉ］的区别，就规定了反切上字的分类。有的声母只

出现在阳部，因此，反切上字只有一类。有的声母同时出现在阳部、唐部，

因此反切上字分为两类（只有精系分为三类）。反切上字随着［ｉ］和［非ｉ］

分配的系统，贯彻在全部《切韵》中。

再从上字的使用言，运用陟系上字，表明［ｉ］元音前的舌头音各声母。

运用都系上字，表明［非ｉ］元音前的舌头音各声母。运用诸系上字，表明
［ｉ］元音前的舌面音各声母。运用反切上字，随着［ｉ］和［非ｉ］而变，这一通

例，也是贯彻在全部《切韵》中的。

我们理解了反切上字分类的原因和使用上字的通例，不难看出反切

上字是带有描写性的。《切韵》声类是全部《切韵》反切上字联系的结果，

显然，声类不能和声母混淆。

人尽皆知，声母的职能，在于表义。规定语言中的声母，必须以描写

语音的素材为基础。同理，《切韵
獉獉

》声类是规定
獉獉獉獉獉

《切韵
獉獉

》声母的素材
獉獉獉獉獉

。我们

就用这样的方法，抽引出《切韵》本有的声母如下：

１零声母
《切韵》表示零声母的反切上字为与余羊等字。它只出现在［ｉ］韵头

（即韵母第一元音，下文一律用此术语）的韵部中。传统称为喻母。

２喉塞音

表明喉塞音声母的反切上字，分为两系。在［ｉ］韵头韵部中使用的上

字为於衣一等，在［非ｉ］韵头韵部中使用的反切上字为乌安哀等。共同表

明的声母拟作［］。传统称为影母。

３舌根音

舌根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古系居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ｋ］，苦系去

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ｋ］，吾系鱼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呼系许系共

同表明［ｘ］母，胡系于系共同表明［］母。单系上字渠系表明［ɡ］母。这

许多声母，传统称为见、溪、群、疑、晓、匣。

胡系于系在《切韵》的体系中，本是平行地表明一个声母的两系反切

上字。到了后起的《切韵指掌图》，于系列入喻母三等。这一位移，正表明

匣母于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变化的过程。可是人们不理解位移的实

质，相反地把变化的结果，改变《切韵》胡于两系原有的关系，而说《切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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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喻三”声母存在。显然，这是倒果为因所造成的错误。

再从匣母的历史言，曾运乾已经论证“喻三”于上古为匣母。罗常培、

葛毅卿进一步论证六朝时，“喻三”仍然是匣母。《切韵》是综合六朝旧韵
的韵书，在它完整的体系中，表明了“喻三”的不存在。诸如此类，因混淆
《切韵》和《切韵指掌图》两种体系产生的在《切韵》中不存在的声母，现在

都要予以澄清，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４舌头音

舌头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都系陟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ｔ］，吐系丑

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ｔ］，徒系直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ｄ］，奴系女系共

同表明的声母为［ｎ］，鲁系吕系共同表明的声母为［ｌ］。这五个声母，传统

称为端、透、定、泥、来。

后起的三十六母中别有所谓知、彻、澄、娘四母，人们依照这一点，改

变了《切韵》都和陟、吐和丑、徒和直、奴和女原有的关系，把陟、丑、直、女

各系反切上字和知、彻、澄、娘相当，硬说《切韵》中有这四个声母。这又是

混淆《切韵》和《切韵指掌图》两种体系所产生的错误。

上古没有“舌上音”，是人所同喻的。在完整的《切韵》体系中，没有
“舌上音”，却为人所未喻。不但损害了《切韵》体系，并在汉语语音史上留

下了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东西。这也是先验论者惹出来的问题。

５舌面音

舌面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只使用在带有［ｉ］韵头的韵部中，所以单独成

系。诸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ｔ］，尺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ｔ］，乘

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ｄ］，式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市系反

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鼻音如系反切上字体现的声母为［］。以上

各声母，传统称为照、穿、床、审、禅、日。

６舌尖音

舌尖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系统，不像其他各声母那样分清。例如阳

唐两韵，上字七、息既出现在阳部，又出现在唐部。上字侧也是这样。可

是从整部《切韵》上字使用的倾向来看，即、七、疾、息一系总是出现在带有
［ｉ］韵头的韵部中，作、采、昨、苏一系总是出现在［非ｉ］韵头的韵部中，这

是一大界限。

再从出现在带有［ｉ］韵头韵部中的舌尖各声母反切上字使用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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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又若可以分为两系。一为即、七、疾、息，一为庄、楚、床、疏。它的被切

字又自成单位，即通常称作小韵。因此陈澧首先主张划出庄系，成为四个

声母。西洋高本汉同样认为这是四个独立声母，并拟音为［ｔ］［ｔ］［ｄ］［］。

可是这两系上字又常常交替运用，联成一系，表明同为舌尖音。处理

这种可分可合的问题，有必要考察其历史及以后之演变。

《经典释文》徐邈反切数量最多，舌尖音声母这两系上字，交替运用，

看不出有何区别①。谐声字如：

且　千也切　　诅　庄助切　　阻　侧吕切

束　七赐切　　责　侧革切

作　则洛切　　诈　侧驾切

乍　驾切　　昨　在各切

诸如此类，表明两系上字联成一系。

它的演变，可以观察唐代（８世纪中期）秦方音②。在这一方言音系

中，庄系变为后起的等韵图中二等的反切上字，即系变为四等反切上字。

但是表明的声母同为舌尖音，并没有分化的迹象。稍后的《韵镜》，庄系安

排在舌尖各声母之下，更足证明庄系不是独立声母。

我们考察了《切韵》前的历史，又考察了《切韵》后的演变，都没有给我

们认为《切韵》中有庄系声母存在的根据。至于使用上字的倾向和小韵分

别出现的原因，似应从《切韵》所依据的资料着眼。这是又一问题，在此无

须论述。

舌尖音各声母上字系统厘定之后，可以理解作系即系表明的声母为
［ｔｓ］，采系七系表明声母为［ｔｓ］，昨系疾系表明的声母为［ｄｚ］，苏系息系

表明的声母为［ｓ］。别有似系，只出现在带有［ｉ］韵头的韵部，表明的声音

为［ｚ］。这五个声母，传统称为精、清、从、心、邪。

７双唇音

唇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府系博系表明的声母为［ｐ］，普系敷系表明

的声母为［ｐ］，步系符系表明的声母为［ｂ］，莫系武系表明的声母为［ｍ］。

这四个声母，传统称为帮、滂、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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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确了《切韵》声类和声母的区别，明确了声类是规定声母的基

础，又主张严格地划清《切韵》和等韵两种体系的界限，反对两种体系的混
淆，由是揭示《切韵》本有的声母为２８个。《切韵》声母表：

零声母 喉音 舌根音 舌头音 舌面音 舌尖音 唇音 鼻音

  ｋ ｔ ｔ ｔｓ ｐ 
ｋ ｔ ｔ ｔｓ ｐ ｎ
ɡ ｄ ｄ ｄｚ ｂ 
ｘ  ｓ ｍ
  ｚ

ｌ

　　（２）韵母
就现在所见到的《切韵》残卷和唐宋时期几种《切韵》韵部遗目来说，

那时流行的《切韵》，韵部分合，部数多少，以及韵部编排的次序，不是完全
一致的。宋代《广韵》，承袭《切韵》。定四声韵部为２０６部，遂成为大家所

熟悉的东西。

陈澧运用联系反切下字的方法，揭示《切韵》韵类。经过今人修订后
的平声韵类为８３，上声韵类为７８，去声韵类为９０，入声韵类为４７。共计

为２９８韵类。假若舍去声调，《切韵》包含的韵类应为９０（包括去声７类）。

每一韵类代表一个韵母，那么，《切韵》语言就有９０个韵母。这是给语音
獉獉獉獉

史研究者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上文已经表明王韵韵目小注是认识《切韵》惟一的根据。并指出通过
王韵小注和《隋韵谱》，有可能使《切韵》韵部和当时方言实际联系。现在

就用这一观点，对《切韵》的韵部和韵类，进行全面分析。

在分析之前，应须表明的：１．各韵部韵类代表的韵母，我们依据《切

韵》反切并借助当时译音①作一番拟构。在拟构的过程中，又须考虑到语
音演变的规律性。换言之，又须考虑到现代方音。总的表明，拟构语音不

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客观性的。高本汉拟构《切韵》音，因为他别有不同
于我们的观点，彼此所拟，虽有部分相同，但是拟音的基本精神，没有共同
之处。２．为了划清《切韵》和等韵的界限，不采用“摄”和“等”一类术语。

３．依照韵尾形式，分韵母为两大类。一为开韵尾，即传统所称之阴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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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闭韵尾，即传统所称之阳声韵。

开韵尾韵母

１．支部　［ｉｅ］［ｉｕｅ］

支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两个韵类代表的韵母，都是［ｉ］

韵头。高丽译音有译作［ｉ］，表明支部韵母有一主要元音。现在拟构为
［ｉｅ］、［ｉｕｅ］。

王韵小注对于支部没有同和别的注文。《隋韵谱》指出：“支部、微部

都以独用为主，和他部同用的例不多。”表明支部韵母在当时的方言平面

上是共同成分。

２．微部　［ｉｅｉ］［ｉｕｅｉ］

微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两个韵类代表的韵母都是［ｉ］

韵头。高丽译音译作［ｉ］和［ｕｉ］，现在拟构为［ｉｅｉ］、［ｉｕｅｉ］。

王韵无注，《隋韵谱》说它有独立性，表明微部韵母在当时方言的平面

上是共同成分。

３．脂部

脂部包含两个韵类。据王韵小注知六朝旧韵，既与之、微部合，又与

之、微部分。六朝韵语如二陆、韦昭支脂合叶。这些事例，表明脂部韵母

随着不同的方言而变，或同于支，或同于之微。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４．之部

之部包含一个韵类。

当时方言有之、微不分的现象，已见王韵注，《隋韵谱》又说“之部和脂

部的关系密切”。陶渊明韵语，之又和支发生关系①。这充分表明之部韵

母是方言的差别成分，或同于支，或同于微。

５．虞部、模部　［ｉｕ］［ｕ］

虞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一韵类代表的韵母是［ｉ］韵头。

日译汉音为［ｕ］，今拟作为［ｉｕ］。

模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这一韵类代表的韵母，不含［ｉ］成

分。日译吴音作［ｕ］，汉音为［ｏ］。现在依据《隋韵谱》“虞模两部同用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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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鱼虞两部同用的例多”一语，拟模部为［ｕ］。

虞模两部，王韵注没有表明和其他韵部发生同和别的关系，足见这两

部韵母为方言所共有。

６．鱼部　［ｉｏ］

鱼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和虞部同一系统，可见韵头同为［ｉ］。

日译汉音作［ｉｏ］，因用之。

王韵语部（鱼部上声）注鱼虞或分或合的事例。鱼虞合，表明同为
［ｉｕ］；鱼虞分，表明一为［ｉｕ］，一为［ｉｏ］。鱼部无定性，成为当时方言的差

别成分。

７．尤部、侯部　［ｉｕ］［ｕ］

尤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它的韵头为［ｉ］。译音只是作近

似的描写，现在参考方音拟作［ｉｕ］。

侯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译音也作近似性

的描写，现在拟作［ｕ］。

王韵注尤侯两部有分有合。但是从韵母的结构看，这种分合，乃是分

部的形式，和表明方言差别的韵部是不相同的。

《隋韵谱》“尤部独用，尤侯两部同用，这两项例几乎一样多”，除此之

外，没有和其他韵部发生关系。不言而喻，尤侯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８．幽部

幽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和尤部同系，因此幽韵母的韵头同为［ｉ］。

王韵幼部（幽去）注“杜与宥（尤去）同”，表明幽和尤韵母相同。“吕、

夏侯别”，又转为何种韵母，却无从推断。总的表明幽韵母随方言而变，成

为方言的差别成分。

９．宵部、豪部　［ｉｕ］［ｕ］

宵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宵韵母的韵头为［ｉ］。日译汉音

作［ｉｕ］，应采用。

豪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豪韵母的韵头为［非ｉ］。日译汉

音作［ｕ］。应采用。

宵豪两部王韵无注，表明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１０．萧部、肴部

萧肴两部各包含一个韵类。因反切上字系统相同，所以这两个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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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韵头同为［非ｉ］。

王韵小注表明萧和宵的分合，表明萧与宵肴的分合，又表明肴和萧宵

的分合，肴和豪的分合，这两个韵母出入于宵豪韵之间，表现了复杂的变

异。无疑，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１１．齐部　［ｅｉ］［ｕｅｉ］

齐部包含两个韵类。依反切上字系统，这两个韵类代表的韵母，韵头

同为［非ｉ］。开口日译汉音为［ｅｉ］，应采用。并据此拟合口音为［ｕｅｉ］。

王韵小注没有表明齐部和他部的关系，《隋韵谱》指出“齐部独用为

主”，这表明齐部韵母为方言的共同成分。

去声祭部包含两个韵类。依反切上字系统，这两个韵母的韵头同为
［ｉ］。

王韵霁部（齐去）注：“李杜与祭同，吕别。”《隋韵谱》：“祭霁同用共二

十一例。”这些都表明祭部韵母既与霁同，又与霁别，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１２．咍部、灰部　［ｉ］［ｕｉ］

咍灰两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同为［非ｉ］。日译

汉音咍作［ｉ］，灰作［ｕｉ］。

王韵灰部注六朝旧韵咍灰两部有分有合，显然，这是韵部分合的形

式。《隋韵谱》指出“灰咍两部以内部互押为主”，除证明这两部韵母内部

有联系外，并证明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去声废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ｉ］。王韵注“夏

侯与队（灰去）同，吕别”，据是废韵母同于队，应拟作［ｉｕｉ］。别于队则无

征。无论如何，废韵母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１３．皆部

皆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ｉ］。王韵注“吕、

阳与齐同”，可知皆韵母为［ｅｉ］、［ｕｅｉ］。王韵又注“夏侯、杜别”，征中古译

音，皆部和灰咍相同，则皆韵母又为［ｉ］、［ｕｉ］。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去声泰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ｉ］。

王韵怪部注：“夏侯怪（皆去）与泰同，杜别。”《隋韵谱》有泰怪同用，代
（咍去）队（灰去）泰三韵同用的例。据是知泰部韵母出入于皆和灰咍之

间，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去声夬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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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韵注：“李与怪（皆去）同，吕别。与会（即泰部）怪同。夏侯别。”据

是知夬部韵母或与皆同，或与皆异，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１４．佳部

佳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ｉ］。王韵蟹部（佳

上）注：“李与骇（皆上）同，夏侯别。”据是知佳部韵母或与皆同，或与皆异，

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１５．歌部、戈部　［］［ｕ］［ｉｕ］

歌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类为［非ｉ］。中古译音作
［］。

戈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一为［ｉ］，一为［非ｉ］。

后者依译音作［ｕ］，据是拟前者为［ｉｕ］。

这两部和麻部（见下）有关外，王韵别无他注。《隋韵谱》“果摄字互

押，没有跟别摄通押的例”，这就表明歌戈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１６．麻部

麻部包含三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为［非ｉ］的两类，表明为
［ｉ］的一类。

高丽译音、日译汉音都作［］，日译吴音作［ｅ］。据是知麻韵母随方言

而变。王韵箇部（歌去）注“吕与祃（麻去）同，夏侯别”，这也表明当时方音

歌麻韵母相同。可是别于歌的韵母，似应依据麻部历史拟为［ｏ］。显然，

麻韵母是当时方言的差别成分。

开韵尾全部韵母表

方言韵母共同成分 方言韵母差别成分

支
微　　　　　

ｉｅ
ｉｅｉ　　　　　　　

ｉｕｅ
ｉｕｅｉ

模虞ｕ ｉｕ
侯尤ｕ ｉｕ
豪宵ｕ ｉｕ
齐　ｅｉ
咍灰ｉ

　　　　
ｕｅｉ
ｕｉ

歌戈
　

　　　　
ｕ
　

ｉｕ
　

脂之　　　
ｉｅ　　　　　　　ｉｕｅ
ｉｅｉ ｉｕｅｉ

鱼　　　　ｉｏ　　　　　　　ｉｕ
幽 ｉｕ
萧肴ｕ ｉｕ

皆佳
ｅｉ　　　　　　ｕｅｉ
ｉ　　　　　　ｕ｛ ｉ

麻　
　　ｉ
ｏ　　｛ 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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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韵尾韵母

１．真部、谆部　［ｉｎ］［ｉｕｎ］

真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都为［ｉ］。谆部包含一个韵

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也为［ｉ］。中古译音真韵母多数作［ｉｎ］，其另一类

和谆部同作［ｉｕｎ］，现在我们就把这两部拟为［ｉｎ］、［ｉｕｎ］。

《隋韵谱》指出：“真臻谆三部为一类……真谆和其他两韵押韵的较

少。”按王韵注除真文有同和别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关系。由是可知真

谆韵母是当时方言的共同成分。

和真部谆部配合的入声质部术部，它所代表的韵母相应拟作［ｉｔ］、

［ｉｕｔ］。

２．臻部

臻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王韵注：“吕、阳、杜

与真同。”入声栉部注和臻部相应。又按《隋韵谱》“臻韵只和真韵谆韵同

用，栉部只和质韵同用”，这两种资料都表明臻韵母同于真谆。但王韵又

注“夏侯别”，臻何以别于真，从殷部注“殷与臻同”看，它又跟殷走了。那

么，臻韵母随着方言而变，显然，它是方言的差别成分。

３．殷部、文部　［ｉｎ］［ｉｕｎ］

殷部、文部各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ｉ］。

《隋韵谱》指出“殷文两部为一类”，又说“魂痕和殷文押韵较多”，这就

为殷文韵母的拟构提出有力的根据。易言之，殷文和魂痕的主要元音是

相同的。大家认为魂痕的主要元音为［］，因此殷文两部的韵母应拟为
［ｉｎ］、［ｉｕｎ］。

既已理解殷文韵母的结构，由是知王韵注殷文的同和别，乃是分部的

形式。除此之外，没有和其他韵部发生关系。《隋韵谱》也规定这两部为

一类。由是知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和殷文配合的入声迄部物部，相应拟作［ｉｔ］、［ｉｕｔ］。

４．痕部、魂部　［ｎ］［ｕｎ］

各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非ｉ］。它的主要元音为
［］，因此拟作［ｎ］、［ｕｎ］。

王韵虽有痕魂两部同和别的注语，但是从韵母结构言，这是分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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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除此之外，没有牵涉到其他韵部。足见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

同成分。至于《隋韵谱》所说“魂痕和殷文押韵较多”，假若比较四部韵母

结构，显然，［ｎ］为四部通押的纽带。

痕部没有入声韵，魂部入声没，相应拟作［ｕｔ］。

５．元部

元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ｉ］。《隋韵谱》指出“元

部字主要是和……魂痕两部押韵，元部独用的例不多”，这和王韵注“元与

魂同”，完全吻合。但“元与魂别”，元何以别于魂，也在《隋韵谱》得到启

示。《隋韵谱》“仙、先两部和魂押韵时，里头总夹有元部字”，这就表明元

部韵母又同仙先。由此可见，元部韵母不同于魂，便同于仙先，它是方言

的差别成分。

和元部配合的入声月部，以是为准。

６．寒部、桓部　［ｎ］［ｕｎ］

寒部桓部各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系统表明韵头同为［非ｉ］。译

音寒部为［ｎ］，桓部为［ｕｎ］，应采用。

王韵无注。《隋韵谱》：“寒桓两部以内部互押为主，寒桓和他部字押

韵只有个别的例。”足见这两部韵母是方言的共同成分。

和寒、桓配合的入声曷、末两部，相应拟为［ｔ］、［ｕｔ］。

７．删部、先部　［ａｎ］［ｕａｎ］［ｅｎ］［ｕｅｎ］

王韵小注表明删、山、先、仙四部关系的复杂性。有“删与山别”、“删

与山同”的变化，有“先与仙同”、“先与仙别”的变化，有“山与先仙别”、“山

与先仙同”的变化。《隋韵谱》只反映了删与先仙的关系。

这四部韵母在译音中反映的主要元音，一为［ａ］，一为［ｅ］。

删部先部各包括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非ｉ］。因此我们

拟删韵母为［ａｎ］、［ｕａｎ］，拟先韵母为［ｅｎ］、［ｕｅｎ］，把它作为方言韵母的共

同成分。和这两部配合的入声黠、屑，相应拟作［ａｔ］、［ｕａｔ］、［ｅｔ］、［ｕｅｔ］。

８．山部、仙部

山部仙部各包括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山部韵头为［非ｉ］，仙部韵

头为［ｉ］。这两部韵母随着不同方言而变。所称删与山的同和别，在语音

上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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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别　　　
删 ａｎ ｕａｎ ａｎ ｕａｎ
山 ａｎ ｕａｎ ｅｎ ｕｅｎ（日译汉音和吴音正表明

这样的差别）

所称先与仙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先 ｅｎ ｕｅｎ ｅｎ ｕｅｎ
仙 ｉｅｎ ｉｕｅｎ ｉａｎ ｉｕａｎ

所称山和先仙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山 ｅｎ ｕｅｎ ａｎ ｕａｎ
先 ｅｎ ｕｅｎ ｅｎ ｕｅｎ
仙 ｉｅｎ ｉｕｅｎ ｉｅｎ ｉｕｅｎ

我们认识了王韵注的具体性之后，当时方言差别生动的形象，便浮现在眼

前。和这两部配合的入声、薛两部，以是为准。

９．东部　［ｕ］［ｉｕ］

东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一为［ｉ］，一为［非ｉ］。参考

译音拟东部韵母为［ｕ］、［ｉｕ］。

王韵董部（东上）注除“董与肿别，董与肿同”之外，没有表明东部和其

他韵部的关系。《隋韵谱》：“东部、钟部以独用为主，东部钟部同用的例不

多。”据是知东部韵母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和东部配合的入声屋部，相应拟作［ｕｋ］、［ｉｕｋ］。

１０．冬部、钟部　［ｏ］［ｉｏ］

冬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钟部包含一个

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日译汉音冬钟部的主要元音为［ｏ］，

由是拟冬为［ｏ］，钟为［ｉｏ］。《隋韵谱》：“冬部……和东部同用的例一

见，和钟部同用的例五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冬钟韵母结构和东

不同。

和冬钟配合的入声沃烛，相应的拟作［ｏｋ］、［ｉｏｋ］。

《隋韵谱》指出“钟部以独用为主”，王韵注除冬钟和江有关系外，别无

所见。无疑，这两部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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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江部

江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译音中反映了江

部的主要元音一为［］，一为［ｏ］。结合王韵注“冬与江同”，那么，江韵母

应为［ｏ］。“冬与江别”，《隋韵谱》有江阳唐三韵同用的例，六朝韵语如二

陆、韦昭江、阳、唐同用，由是知江韵母又变为［］。它出入于冬唐之间，

是方言韵母的差别成分。入声觉准是。

１２．阳部、唐部　［ｉ］［ｉｕ］［］［ｕ］

阳部包括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ｉ］。唐部包括两个韵

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同为［非ｉ］。这两部的主要元音，译音多数作［］，

因此拟阳韵母为［ｉ］、［ｉｕ］。拟唐韵母为［］、［ｕ］。入声药、铎，相

应拟作［ｉｋ］、［ｉｕｋ］、［ｋ］、［ｕｋ］。

既了解阳唐两部的韵母结构，对于王韵注“阳与唐别，阳与唐同”，乃

是韵部分合的形式，和方言的差别成分，有质的不同。《隋韵谱》：“阳部、

唐部互押，两部同用的例比分别独用的多。”这也表明两部韵母有内在

联系。

王韵注和《隋韵谱》都没有涉及到阳唐两部和其他韵部的关系。显

然，它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１３．庚部　［］［ｉ］［ｕ］［ｉｕ］

青部　［ｅ］ ［ｕｅ］

王韵注表明庚、耕、清、青四部同和别的复杂关系。言其同，如吕静
《韵集》把这四部混而为一（去声敬部注：敬与诤、劲、径同）。其他各家或

庚清合（据仄韵注，下同），或耕清青合，或耕庚青合，或清青合，耕青合。

言其别，庚清分，庚耕分，清青分，或清耕分等等。这真像网似的，怎样找

到它的纽结？《隋韵谱》同样指出“庚耕清青都互相押，同用的例比独用的

多”，也无从捉摸到它的分野。

唐代西北方言音系①在这一具体方言中，庚耕不分，清青不分。《韵

镜》为较早的等韵图，庚清为一图，耕清（少数字）青又为一图。这两方面

有一共同的启示，即是庚耕清青四部韵母只分为两类。译音虽是表明近

似性的摹写，但主要元音也显示为两类，一为、、ｅ，一为、ｏ。庚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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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知为上古阳部分化，现代吴方言说庚为［ｋ］，说生为［ｓ］，这是由阳

转庚生动的实例。据是，译音、ｏ，应看作的摹写。《切韵》耕、清、青来

源于上古耕部，耕部字现代吴语说耕为［ｋ］，说橙为［ｄｚ］，说鹦为
［］，但是读音为［ｋｅ］、为［ｄｚｅ］、为［ｉｅ］。这可以理解为由上古耕
［］转变为《切韵》时期［ｅ］的过程。据是，译音、、ｅ，应看作ｅ的摹写。

和ｅ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纽结。再从《隋韵谱》同用例的比重看，庚清

同用、清青同用数量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方言的共同性。因此

我们又选择庚部青部作为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庚部包含四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两个韵类的韵头为［ｉ］，两个韵类

的韵头为［非ｉ］。上文已规定庚部的主要元音为［］，因此四个韵类代表

的韵母应拟作：［］［ｉ］［ｕ］［ｉｕ］。相应的入声陌，拟为［ｋ］［ｉｋ］

［ｕｋ］［ｉｕｋ］。

青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ｅ］当看作青部的

主要元音，因此青部韵母应拟作［ｅ］［ｕｅ］。相应的入声锡拟为［ｅｋ］

［ｕｅｋ］。

１４．耕部、清部

耕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清部包含两个韵

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这两个韵部的韵母，随着方音而变。王韵

小注所称“庚与清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庚  
清 ｉ ｉｅ（合口类推，下同）

所称“庚与耕青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庚  
耕青  ｅ

所称“清与青的同和别”，在语音上表现为：

同 别

青 ｅ ｅ
清 ｉｅ ｉ

王韵小注的复杂性，上面三个图解已足揭露它的实质。相应的入声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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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部准是。

１５．蒸部、登部　［ｉ］［］

蒸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高丽译音作［］，据

是蒸部韵母拟为［ｉ］。入声职相应拟作［ｉｋ］。

登部包含两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因此登部韵母应

拟作［］、［ｕ］。入声德，相应拟作［ｋ］、［ｕｋ］。

王韵蒸登无注，《隋韵谱》除一二例外，以自相叶为主。据是知蒸登是

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１６．侵部　［ｉｍ］

侵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高丽译音作［ｍ］，

据是拟侵部韵母为［ｉｍ］。入声缉，相应拟作［ｉｐ］。

王韵无注，《隋韵谱》表明“深摄字没有跟别摄的字通押的例”，足见侵

部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

１７．覃部、添部、严部

覃部以下八部王韵注表明了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已经指出王

韵注除有关韵部分合形式之外，有一通例，即加注各部都是方言韵母的差

别成分。无注的韵都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覃添严在这八部中，同和

别的关系是单纯的，显然是方言韵母的共同成分。其他五部是方言韵母

的差别成分。

译音表明覃、谈、咸、衔四部为一组，主要元音基本为［］。盐、添、严、

凡四部为一组，主要元音基本为［ｅ］。这两组中覃和添严已知为方言韵母

的共同成分，由是规定了［］和覃联系，［ｅ］和添严联系。

覃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因此拟为［ｍ］。

入声合，相应拟为［ｐ］。

添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因此拟为［ｅｍ］。

入声帖，相应拟为［ｅｐ］。

严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因此拟为［ｉｅｍ］。入

声业，相应拟为［ｉｅｐ］。

１８．谈部、盐部、咸部、衔部、凡部

谈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盐部包含一个韵

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咸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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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ｉ］。衔部包含一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非ｉ］。凡部包含一

个韵类。反切上字表明韵头为［ｉ］。

以上五个韵部代表的韵母，随着不同的方言而变。王韵注所称各部

的同和别，语音上的表现，有如下图：

同 别

覃ｍ 谈
衔

咸
衔

凡 谈　衔 咸　衔

添ｅｍ 谈
衔

咸
衔

添
咸

衔　谈 衔　咸

严ｉｅｍ 盐
凡

　　假若我们回过来再看看几种译音，如咸衔两部的方言差别岂不是和

日译汉音［ｎ］、日译吴音［ｅｎ］的差别相似吗？凡部的转变，岂不和日译汉

音［ｎ］、安南译音［ｉｅｍ］的差别相似吗？谈衔两部的差别，岂不和日译汉

音［ｎ］、日译吴音［ｅｎ］的差别相似吗？诸如此类，都可作为王韵小注同和

别的现实见证。因此《切韵》多韵部的实质，只有依据王韵小注，才有认识

的可能。

闭韵尾全部韵母表

方言韵母共同成分 方言韵母差别成分

真谆 　　　ｉｎ　　　　　ｉｕｎ
殷文 ｉｎ ｉｕｎ
痕魂 ｎ ｕｎ
寒桓 ｎ ｕｎ
删 ａｎ ｕａｎ
先 ｅｎ ｕｅｎ
东 ｕ ｉｕ
冬钟 ｏ ｉｏ
阳唐  ｉ ｕ ｉｕ
庚  ｉ ｕ ｉｕ
青 ｅ ｕｅ
蒸登  ｉ
侵 ｉｍ
覃 ｍ
添严 ｅｍ ｉｅｍ

臻 　　　　
ｉｎ
ｉ｛ｎ

元 　　　　
ｉｎ　　　　　　ｉｕｎ
ｉａｎ　　　　 　｛ ｉｕａｎ

山仙
ａｎ　　ｉａｎ　　ｕａｎ　　ｉｕａｎ
ｅｎ　　ｉｅｎ　　ｕｅｎ　　｛ ｉｕｅｎ

江 　　　　　　　ｏ
　
　

耕清 　　ｉ　　ｕ　　ｉｕ
ｅ　　ｉｅ　　ｕｅ　　ｉｕｅ｛ 

谈咸 　ｍ
衔凡 　ｅｍ
盐凡 　ｅｍ　　ｉ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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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问题的讨论

由于《切韵》论点的分歧，致以下各个问题，也就形成了对立面。

（１）《切韵》的系统性问题

反对综合音系论者，总以为描写一个具体方言音系，才能显示系统

性。六朝各家韵书各自描写它的方言音系，把它综合在《切韵》中，这是大

拼凑，有何系统可言。

可是事实证明，这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想法，不免太死板了。我

们通过王韵韵目小注和《隋韵谱》，已经知道《切韵》各韵部的特性，并生动

地反映了方言韵母的两个范畴，即是共同性的韵母和差别性的韵母。在

这两个范畴之内的各个韵母，彼此之间，构成同和异相互依存的关系，你

能不承认这样的系统吗？

声母方面，六朝各韵书所依据的方音，声母和韵母结合，有一共同的

形式。这一形式表现在反切上字的使用上，即声母和韵头［ｉ］结合的上字

为一系，声母和韵头［非ｉ］结合的上字又为一系。陈澧曾言“切语上字……

实孙叔然以来，师师相传，以为双声之标目，无异后世之字母”①。据是，

六朝各韵书作家运用一致性的音符反映各方言声母和韵头结合的共同形

式，由是在《切韵》中形成的反切上字系统，你能说这是大拼凑吗？

韵母方面，凭借王韵小注和《隋韵谱》知道各韵母的特性。可是我们

依据《切韵》反切上字系统，抽引出２８个声母，因资料有限，就不易表明当

时各方言声母的异同。但是《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的当时南方方言，

从邪不分，床禅无别，据是，在具体方言中，未必都为２８个声母。易言之，

综合后的２８个声母，和具体方言结合，才能显其异同。

当时方言的声母和韵母，既有共同部分，又有差别部分，所以综合后

的系统和单一方言的系统是不同的。单一方言，如以音节言，只表明音节

差别。综合几个方言音系，就不仅表明它的差别，同时又表明它的相同。

同异互见
獉獉獉獉

，应该是
獉獉獉

《切韵
獉獉

》音系的基本特征
獉獉獉獉獉獉獉

。因此对于一个字跨了几个韵

的现象，对于调类相混的现象，对于又音中声母转变的现象，对于方言词

·５６１·附录：《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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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兼收并蓄的现象①，这都是同异互见的表现，而不是杂凑。

（２）《切韵》的社会地位
《切韵》长孙讷言笺注叙：“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孙愐《唐韵叙》：

“惟陆生《切韵》，盛行于世。”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叙》：“陆法言《切韵》，

时俗共重，以为典规。”以上三说共同表明陆法言《切韵》在唐初已取得特

殊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的基础是什么，人们的看法，也是不一

致的。

反对综合音系论者以为黄河流域的洛阳，历来是汉族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中心，因此洛阳方言是当时具有规范性的语音。并认为这是《切

韵》音系的基础。“《切韵》行世不久，就得到大家的认许”②，其原因在此。

洛阳音为《切韵》基础说，本文作者曾指出其论据之无力。最近周祖

谟先生列举当时洛阳人的用韵系统，也证明此说之失据③。关于规范性

的语音，在封建时代，确有此物。可是那时的社会条件，所谓这种“最有势

力的方音”，有没有形成的可能？在当时人的认识方面，能不能有意识地

拥护“最有势力”的规范方音？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如果脱离历史主义，也

是没有说服力的。

本文作者曾言“当时共同语统一的力量是微弱的。和方言分化的趋

势来比，可以说，方言分化远远地超过共同语的统一”。在这样情况下，

“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彼此接触，就会发生“递相非笑”各是其

是的现象。同理，专主某一方言音系写成的韵书，也会遭到“各有乖互”的

批评。在方言方面，各是其是，同样是那一时代特征的反映。那么，六朝

五家韵书为什么不能行远？唐代《御制天宝韵英》为什么不旋踵而废？

《切韵》一出世为什么受人欢迎？倒不是因为《切韵》音系的规范，便可压

倒六朝韵书和唐代官韵。相反的，六朝韵书和唐代官韵都因专主某一方

言地域而遭到排斥。《切韵》音系就不是这样，它对当时方音，一视同仁。

综合的音系，既有南音，又有北音。分别部居
獉獉獉獉

，同异互见
獉獉獉獉

，这就符合了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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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大于共同语统一时代的需要。所以罗伟豪同志指出《切韵》作者“本

着照顾全局的原则”①编写，个人认为这是切合语言实际的想法。由此可

见，《切韵》取得的社会地位，其原因在此而不在彼。

（３）审音和叶韵

审音严和叶韵宽，是洛阳音论者一致的论调。但是审音和叶韵的实

质怎样？为什么发生宽严之说？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让我先引一段

成文。

阳固诗文押韵的韵部比他儿子阳休之《韵略》所分韵部要宽缓得

多。请看下面的对照表。

阳休之 根据 阳固叶韵 根据

韵部　 韵部

１．脂

２．之

３．微

１．鱼

２．虞

１．质

２．物

　
︵
王
仁
昫
︽
刊
谬
补
缺
切
韵
︾
韵
目
附
注
︶

１．烅
烄

烆

脂

之

微

１．烅
烄

烆

鱼

虞

１．烅
烄

烆

质

物

《演赜赋》叶：微基｜微机

思非｜薇时｜微嵫诗辞

《演赜赋》叶：涂舒娱庐
《疾幸诗》叶：车与徒趋

《演赜赋》叶：郁珬术质

　　如果承认父子两个语音应该相同的话，这种差别就完全是标准

宽严的问题，与语音的分合无关。

在分析此表之前，对所定的阳休之韵部有几点补充：１．王韵脂部小注
“吕、夏侯与之微大乱，阳、李、杜别”，这就是说脂和之微的同和别，之微应

看作一个单位。因此《韵略》分部应为脂和之微两个部分。２．阳固韵脚有

模部术部字，应增此两部。其所以不提出的原因，可能因王韵无注，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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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慎。其实这两部为方言所共有，缺而不录，反致失真。

现在再来看看表上韵书分部和诗文叶韵韵部的对照，从表面说，确有

宽和严的不同。但是从实质言，韵书分部，在于如实地
獉獉獉
反映某方言的韵

母。它本身只有技术问题，并没有严和不严的问题。诗文用韵在于利用

韵母的内在联系，表明韵律的和谐。在不影响韵律的前提下，为了足词达

意，押入邻近韵部，也是许可的。但是一般情况，以本韵部自相押为主。

有人曾研究现代扬州和海门民歌用韵，结论中指出：韵语反映语音是很精

细的①。照此说来，押入邻近韵部，通常所说的通韵，理应看作偶然性事

例。阳固韵文既然“传下来很少”，要想用作用韵宽的论据，无疑是微弱无

力的。“与语音分合无关”之说，更是惊人。以《隋韵谱》而论，概括的韵

例，为什么和六朝五家韵部的分合这样一致。足证韵书分部和诗文叶韵，

同样是语言韵母系统的反映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要想贬低或否定诗文用韵系统的价值，这

就不免徒劳无益了。由是仅从形式着眼的宽严论，还有什么科学意义呢。

洛阳音论者提出宽严论，是有来源的。他们也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汉

学家硬说《切韵》音系是当时长安音”的看法，可是自己所提出的，不过依

据陈寅恪先生之说，把长安改为洛阳，把西洋人改为中国人。他们也反对

西洋汉学家“内部证据”论，可是自己又强调《切韵》以洛阳音为基础，才能

有系统性和规律性。他们反对综合论，丑化为大拼凑，可是自己在许多具

体资料面前，又不得不提出有限度的综合说。表面上，他们的论点，好像

已经摆脱西方资产阶级汉学家的影响。但一究其来源，仍然没有跳出如

来佛的手掌，在单一音系论之内打转。正因如此，人家依据诗文用韵系统

论证这种论点不合汉语实际时，他们便拾取西洋汉学家所用的武器来捍

卫。高本汉曾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所拟的区别并不比活语言中的区别更细微……我们还要注

意《切韵》的韵就是在唐代也不是诗里的韵，在诗里用韵要宽泛得多。

《切韵》的韵是一个（或几个？）很有训练的语言学家作出来的。凡于

辨字上有关的音，就是很细微的区别，也都记载下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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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审音严、用韵宽”的来源吗？高本汉知道他“那么细密”的拟

测，会有人“抗议”的。上边一段话，即是反“抗议”的一部分，却被洛阳音

论者采用之后，再列举现代方言以加强高本汉的“抗议”。他们说：

拿临川话来说，就有２６３个韵母，已经和《切韵》韵母的数目相差

不远了。潮州话有３０３个韵母，就更接近《切韵》。至于广州话的韵

母则有三百五六十个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切韵》。我们怎能说汉

语从来不可能有《切韵》那样复杂的音系呢？

其实这一“抗议”，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假若舍去声调因素，只谈韵

母，究竟《切韵》多呢，还是这三处方言多？连汤带水，渲染《切韵》多韵母

是具体方言音系的论点，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总上所言，洛阳音论者对于《切韵》的论点和方法，还没有摆脱西洋汉

学家的影响，这是无容争辩的。当然，西洋汉学家的学说，可以作为借鉴

的东西，我们应当接受。但是高本汉审音说，有引人陷于语音幻想的

危险。

很可惜，昌厚先生《隋韵谱》是工夫深细的作品，对于汉语历史语音的

参证，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开宗明义，就叫人“记住《切韵叙》里的话，

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就是说，你们应

当把握这两句话来读这篇文字。

《切韵叙》这两句话，本可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为用韵宽、审音严。也

可理解为所分韵部，随着不同的方言用韵。在文章开始时，即向读者大喝

一声，你要这样看，不要那样看，那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理解的正确性

怎样，还没有定，却给人一个先入之见。

还有人把叙言的两句话当作“分韵的原则”。怎样升化为原则，更是

不可捉摸了。

（４）《切韵》音系和共时、贯时语音的关系

在讨论《切韵》性质的过程中，涉及到《切韵》音系和现代方言的关系

问题，也涉及到《切韵》音系和古方言的关系问题。

洛阳音论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仍然没有跳出高本汉的手掌。试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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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和现代方言 《切韵》和古方言

高本汉
除去（南方的几个方言），我们
居然能把一切方言都直接跟
《切韵》的语言连接起来①。

所有现代方言的来源，都出于古代不
同的方言中的一个，那是由于政治的
情形使然……所以如果古代别有一
个或几个方言而现在已经没有它的
直系后裔②。

洛阳音
论者

用《切韵》音系来说明北京语
音的演变，除了个别的可以用
其他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以
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地结
果，使得各方言的音系千丝万缕地交
互在一起，使得它们之间的界限具有
一定程度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各表现于不同的
具体内容。

　　关于前一问题，高本汉只把《切韵》音系和非南方的一切方言构成了

一个直接的历史关系。洛阳音论者把《切韵》音系看作中古洛阳音，和现
代北京音构成一个直接的历史关系。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是非常明

显的。可是后一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高本汉的原意，认为中古方言因
受政治的影响，早已中断。现代方言的来源都是从一个方言即《切韵》所

代表的方言演变下来的。洛阳音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就来运用“辩证法”

了。他们说成古代方言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组成一个交织起来的音

系。各方言的差别已经相近。高本汉用中断说来抹煞古方言的历史，让
《切韵》方言留了一个

獉獉
历史生命。洛阳音论者用方言的大混合，变成一个

獉獉
中古的洛阳方言，用它和现代北京音对应。照此说来，他们对于《切韵》和
古方言的关系问题，说法虽是不同，但内核却完全一样，也是不难发掘的。

离开汉语史实际，离开现代方言实际，对于《切韵》音系和贯时、共时
语音的关系，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说一套。对于《切韵》音系你也可以看作

一个具体方言音系，也可以看作以洛阳音为基础再加上有限度的综合。

假若结合汉语实际，就会发生谬误。例如高本汉把《切韵》音系直接和宋

代《切韵指掌图》联系之后，就认为“中古汉语以后，韵母系统简化得很可
以”，你能相信吗？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切韵》音系和贯时、共时语音的关

系，毫无所知。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方言史料“已经百不得一”，可是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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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没有。现在把唐代（八世纪中期）秦方言音系和《切韵》音系对比，

就可以说明一系列的问题。

秦方言声母和《切韵》声母对比，出现等韵中的四等音，暂时看作［ｊ］

化声母。出现乘、禅声母的混合。出现唇齿音ｆ、ｖ、。那时秦方言的声

母共３０个。

秦方言韵母和《切韵》韵母对比，突出的特点，即是合并《切韵》韵部。

例如：

　　　　开口　　　　　合口

烍

烌

烎

支

脂

之

微

羁［ｉｅ］

支

脂

　
烍

烌

烎微

羁［ｉｕｅ］

例如：

烍
烌

烎

皆

佳
皆［ｉｉ］ 烍

烌

烎

皆

佳
皆［ｉｕｉ］

去声夬部在《切韵》音系中，原是随着方言而变的韵母。在具体的秦方言

中，并入皆部去声。

例如：

烍
烌

烎

元

仙
鞬［ｉｎ］ 烍

烌

烎

元

仙
鞬［ｉｕｎ］

例如：

烍
烌

烎

先

仙
肩［ｉｅｎ］ 烍

烌

烎

先

仙
肩［ｉｕｅｎ］

这个方言合并《切韵》韵母之后，全部韵母共５２个。

声调方面，浊上变去的现象，已经发生。

这一完整而又具体的方言音系虽与《切韵》音系不是同一世纪，但是

相距不过一百五十年上下，仍然可以看作共时的音系。为什么两相接触

时，便发生韵部合并的现象呢？能不能像高本汉所说的那样，“韵母系统

简化得很可以”，说成语言突变。我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原理所不

容许的。假若用我们的说法，片言可决。就是说《切韵》音系是综合性的，

秦方言音系是单一性的，两相接触，就会发现韵部的合并。因此《切韵》音

·１７１·附录：《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系和秦方言音系的关系，不言而喻，那是多音系和单音系的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我们认

识了这两种音系共时性的关系之后，再来用《切韵》音系下与各种韵图和

周德清《中原音韵》对应，和现代方言对应，这种多音系和单音系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仍
獉

然存在
獉獉獉

。假若用秦方言音系下与韵图和周德清《中原音韵》，和现在北京

音对应，中间并用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音考》作参证，在对应之中，多
獉

音系和单音系关系即不存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相反的如实地反映了北方语音发展的过程

和规律性。据是，研究语音史，对于共时语音、贯时语音彼此之间的关系

必须分清。对于直接性的历史语音系统必须重视。人家提出这一问题，

便说他“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这不免太不虚心了。以秦方言音系为

依据的诗文用韵系统，假若和《切韵》韵部比较，必然会出现独用、通用的

现象。为了维持自己的论点，提出用韵宽、审音严之说，这是遁辞。中古

秦方言音系明白地告诉人们声母为３０，韵母为５２，因此，我在这里再说一

句，《切韵》式的洛阳音系是没有的。为了维持自己的论点，任意歪曲语音

史实，说什么古方言中断，说什么古方言音系大混合，那就更不成话了。

实践证明，在语音史料的性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之前，要想合

乎实际地阐明汉语语音史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关于《切韵》音系和上古音

系的关系，是个严重课题。也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学说。本文作者才薄学

浅，热望同志们大家来搞。

（５）《切韵》问题论点的建立

研究问题的时候，总是材料在先，观点在后。观点只能是研究具体材

料的结果。现在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来谈谈洛阳音论者对《切韵》问题建

立的论点。洛阳音论者认为《切韵叙》“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一语是
“认识《切韵》性质的一把钥匙”，因此在南北古今四个字指引下，寻找事

例。又在规范语这一概念指引下，援用颜之推“唯金陵与洛下”一语，建立

了“《切韵》音系是以当时洛阳话为基础的，也适当地吸收了魏晋时代和当

时河北区其他方言的个别音类以及当时金陵话的一部分音类”的论点。

显然，这样的论点是采用《切韵叙》语句和颜之推的话组合而成的。

语言这个怪东西，离开了说话者的具体环境和所说的对象，你就可任

意理解。例如同样一句颜之推的话，你可理解为“颜之推在离开‘冠冕君

子’的立场时，也认为河北方言比江南好，而在河北方言中就以洛阳话最有

势力，最有资格作为河北方言区的正音标准”。他可理解为“颜氏意思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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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是非的标准应该是金陵或洛下，反而是不看重这样专主一方的做

法”①。这两个相反的理解，充分表明片言只语和具体资料是有区别的。怎

样运用资料，何者在先，何者在后，不言而喻，具体资料应当先于片言只语。

《切韵叙》叙述刘臻等八人讨论方言分歧取得的决议，即陆法言就烛

下记录的“纲纪”，作为以后编写《切韵》的方案。这一“纲纪”他没有具体

说出。从前人做文章喜欢言简意赅，使人摸不到底落。因此《切韵》这一

部韵书的性质，从唐代起即发出一系列的议论。从西洋汉学家高本汉学

说传入之后，才有不切汉语实际的论点。可是没有多久，唐代王仁昫《刊

谬补缺切韵》残本陆续出现，而以宋濂跋本为完善。这一资料对于论证
《切韵》性质具有的价值，已在上文明确指出。可是洛阳音论者不从这种

具体资料入手，而是从片言只语出发，表明了他们运用资料是片言只语在

先，具体资料在后。确切一点说，反而对这一资料，尽意挑剔。由此可见，

他们提出的论点，不是研究具体资料的结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同时也表明他们的方法论，

即是论点在先
獉獉獉獉獉獉

，后找合意的资料
獉獉獉獉獉獉獉

。正因如此，在论点展开的过程中，必然

会发生矛盾。对待矛盾，必然会引起过多的设想，甚或曲解资料以渡过暗

礁。在高本汉的论著中，又往往运用全称代替特称，或用特称代替全称，

以混淆视线，那就更不足取了。不论高本汉或者是洛阳音论者，用先立论

点，后找资料的方法，要想论点和资料一致，是不可能的。要想正确地阐

明《切韵》的本质特征，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讳言，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领域中，新老传统仍然在支

配着人们。最近陆志韦先生对《切韵》反切做了一番细致的分析②。在分

析过程中，指出高本汉惹出来的问题。在分析的结束阶段，又说：“本章内

容繁冗，说的都是无关弘旨的话，有时干脆不知所以然。只求读者能留

意……所有推论、假设、猜想，当然不能是全对的，也许一无是处，满纸云

烟。”陆先生这一段话，表明他的虚心。但同时又表明《切韵》问题的复杂

性。可是当我认真地阅读这篇文字时，十分欣赏“高本汉惹出来”一语，而

又十分正视“满纸云烟”一语，认为新老传统给我们的麻烦，渐渐地引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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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头痛，有寻找出路的动向。高本汉惹出的问题，在我认为，不仅仅是中

古有无腭介音问题。音韵学领域内确是有云雾。云雾何由而生，高本汉

的新传统和我国的老传统，都有认真批判的必要。在《切韵》问题上，除澄

清云雾之外，还有改弦更张的必要。这篇文字第二部分是改弦更张的尝

试，提供大家检验。即或毫无是处，但是对新老传统树立一个对立面，使

这一领域内，再掀起一些波澜，发生一些推进作用，亦所愿也。

附：《切韵》声母表

发
音
部
位

声
　
　
母

声　　　类
（即反切上字的类）

区
分
条
件

反
切
上
字

六
字
母
　

传
统
三
十

零声母  余馀予夷以羊与引容欲扬悦允 ｉ 喻

喉
音 

乌衣安烟爱 非ｉ

於央伊依一乙挹忆纡忧握 ｉ
影

舌
　
根
　
音

ｋ

ｋ

ɡ

ｘ



古公过各格姑工诂革兼佳诡 非ｉ

居九俱举吉纪几规 ｉ

苦康枯空口客肯恪牵谦楷腔 非ｉ

丘去袪诘羌钦倾起绮岂区躯曲卿窥 ｉ

渠求巨具臼衢其奇暨疆钤共 ｉ

呼荒虎火海呵 非ｉ

许兴喜虚香朽休况毁 ｉ

胡乎候下黄何户侯瑚 非ｉ

于羽雨云永有禹迂王韦远为云 ｉ

见

溪

群

晓

匣

舌
　
头
　
音

ｔ

ｔ

ｄ

ｌ

都多得丁当冬东 非ｉ

张知猪征中追竹陟冢 ｉ

他托土吐通胎汤天 非ｉ

抽痴褚丑耻敕 ｉ

徒同特度杜唐堂田陀地待动大 非ｉ

除场池持迟伫柱丈直宅驰长浊 ｉ

鲁那练来落洛勒 非ｉ

力林吕良离里连龙缕 ｉ

端

知

透

彻

定

澄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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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舌
　
　
尖
　
　
前
　
　
音

ｔｓ

ｔｓ

ｄｚ

ｓ

ｚ

则臧宗佐祖 非ｉ

庄争阻邹簪侧仄 ｉ

将子资即借兹醉姊足咨 ｉ

仓青采醋粗千 非ｉ

初楚创疮义厕刍 ｉ

亲迁取七此浅 ｉ

才徂在昨藏族 非ｉ

锄床士仕崇查助 ｉ

疾秦匠慈情渐字 ｉ

苏素桑先速 非ｉ

疏山沙生色数史衰师双霜 ｉ

悉思司斯私虽辛须胥写相 ｉ

徐详辞似寺旬夕随 ｉ

精

清

从

心

邪

舌
　
面
　
音

ｔ

ｔ

ｄ





之止章征诸煮支职正旨占脂烛终祝众 ｉ

昌尺充处春齿赤姝触鸱蚩敞杵 ｉ

乘神食实 ｉ

书舒伤商施失试式识赏诗释始束尸 ｉ

时殊常尝蜀市植寔署臣承是氏视成 ｉ

照

穿

床

审

禅

唇
　
　
音

ｐ

ｐ

ｂ

边布补伯百北博巴邦 非ｉ

彼兵陂鄙笔卑必方封分府甫 ｉ

滂普匹譬朴扑 非ｉ

敷孚妃抚芳峰拂披丕 ｉ

蒲步裴白傍部庞薄 非ｉ

房防缚附符扶冯浮父平便毗婢被 ｉ

帮

非

滂

敷

並

奉

鼻
　
　
音



ｎ



ｍ

吾俄五研 非ｉ

鱼疑牛语宜拟玉迂遇虞狱仪危 ｉ

奴乃内诺那 非ｉ

女尼拏孃 ｉ

如汝儒人而仍儿耳尔 ｉ

莫慕摸谟母木蒙 非ｉ

武文无巫亡望美明弥眉绵忙邈 ｉ

疑

泥

娘

日

明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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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


一

陆法言《切韵》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确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史

料。但是这一资料的内部结构非常繁复，包含的韵部就《广韵》而言，平

声韵五十七，上声韵五十五，去声韵六十，入声韵三十四，共二百六部。

有许多韵部中又包含小系，假若以小系计，平声韵即有八十多系。至于

声类，据本人分析的结果应为四十七类。这样繁密的音系对于当时的

实际语音究竟作何理解？它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怎样从上古韵二十一

部或是二十二部分化为《切韵》的五十七部或是八十多系？又怎样从
《切韵》的五十七部或是八十多系简化为《中原音韵》的十九韵部？《中

原音韵》是１３世纪北方语音的实录，它所代表的虽不是那时汉语语音

的全部，但是它对于《切韵》音系的历史过程，为什么呈现着这样的急剧

简化？同样，《切韵》音系对于周秦音系的历史过程，为什么呈现着这样

的繁变？从周秦到元代，中间经过漫长的岁月，又加上社会变迁的复杂

因素，语音的变化当然很大。但在语音发展整个过程上却呈现着两头

小中间大的形象。这是很突兀的。因此对于《切韵》分声定韵的语音基

础是个关键问题。西洋汉学家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是代表一时一地

的语音系统，此说传到中国之后，有人更进一步便认为６世纪前后的长

安音，或者说是中原的洛阳音。如若仍然用此观点对待《切韵》，不但与

当时的语言事实不符，并且难于说明《切韵》音系的来龙去脉。汉语语

音史为汉语史组成部分之一，《切韵》音系又是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环

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节，提出《切韵》音系性质问题，再作一番讨论，有其必要。

二

恩格斯认为：“方言的产生是部落分裂造成语言分化的结果。”①汉族

语分化为方言，这一事实，当然在远古时代，即已发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字记录中提到齐言、楚语的差别。其实从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两句话可以理解当时方言的分布并不是简单的。

经过秦汉两时期的统一，汉族的领域扩大了，在西汉末期，我国第一

部记录方言词汇的作品———扬雄《方言》告诉我们那时的方言分布，在全

国范围之内就有十四系之多。

远在古代既然有了复杂的方言系统，因之古代的文学语言在不同的

方面，反映了方言的差别。

“荀子每言案，楚词每言羌”②，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

先秦韵语叶韵的系统有它的一致性，但是部分的差别仍然不少。这

些部分的差别，也不能不认为就是方音差别的反映。两汉韵语中同样带

有许多方音。现在采取扬雄《解嘲》的一部分，作为代表。《解嘲》：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

徽以纠墨，制以钻?。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

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麟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

人自以为皋陶。戴?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

夷吾。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

匹夫。

这一系列的韵脚在先秦古韵中：涂、、书、庐、吾、渠、夫为一系（鱼部），

搜、陶为一系（幽部），侯、区为一系（侯部），可是扬雄念起来，就合并为一

系。“合”字同叶，更是特殊。扬雄是成都人，“年四十余，来游京师”③，

搜、陶、侯、区、合都转入鱼部，除了认为是那时的成都音外，别无其他

·６８１·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①
②
③

苏联Ｔ·Ｃ·沙拉泽尼泽《语言的分化和统一》，译文见《中国语文》１９５２年８月号２８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
《汉书·扬雄传》。



解释。

方言的差别还反映在文字上。例如火，楚语说作“”，齐语说作
“”，还有“烜”字，不知道代表那一地的方言。《周礼》：司烜，即司火。例

如“雨”，因为古代北方有说如“虎”的，就造一个“”字。例如表示小孩啼

哭不休，宋齐说作“喑”，楚语说作“噭咷”，秦晋说作“唴”，朝鲜说作
“咺”①。因方言的不同，就产生许多方言字。

还有反映在经传异文上。例如古代鲁史所谓《春秋经》，就有三家不

同的传本。现在选择几条：１．《左氏传》“桓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杞”《公羊》、《穀梁》并作“纪”，“曲池”《公羊》作“殴蛇”。２．《左氏

传》“桓十五年，公会齐侯于艾”，“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３．
《左氏传》“僖元年，邢迁于夷仪”，“夷仪”《公羊》作“陈仪”，又“宣十一年，

盟于辰陵”，“辰陵”《穀梁》作“夷陵”②。即此数例，这三位作家的方音歧

异可以想见。

还有反映在注音上，也举一些例：《说文·王部》：“自读若鼻。”《玉

部》：“珛读若畜牧之畜。”“玖读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珛”和“畜”的

音调不同，韵部也不相同；“玖”“芑”“句”的韵也与古韵部差异。在《说文》

中所有的注音，至少代表许慎的汝南音。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具体资料，证明古代方言的差别，方言系统的复

杂。但是另一方面，无数的古代文献告诉我们：汉语的发展，不论在任何

阶段上各方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就语音而言，

变动虽大，各方言自身除表示方音差别之外，同时又表现了它的共同性。

扬雄《方言》不断地指出“通语”和“别语”，郭璞《方言注》不断地指出“声

转”，就可说明这一语言事实。

从３世纪初期（魏）到６世纪末期（隋）即《切韵》的产生时期，上下四

百多年，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的变动。由于农民的革命，颠覆了汉皇朝的

统治；由于封建统治的内部矛盾，使统一的中国变为分裂的局面；由于民

族压迫，我汉族淮河以北的土地变为各蛮族部落割据和各蛮族互相兼并

的舞台；同时也引起汉族大量南迁，“多于过江之鲫”，正是反映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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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社会现象，汉语是汉族成员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在这样的社会情

况之下，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方言发生变化，这是无疑的。

在这一时期的语音反映在两个主要方面：一为丰富的韵语，一为拼音

式的反切。

关于韵语方面，从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中可以看到一个大概。例

如“东”部在魏、晋、宋许多作家中反映当时的方音差别。陈琳《武军赋》，

工、锋、鸿、刚、缝、光同作韵脚；韦昭《通荆门》，恭、锋、疆、章、风、弘、央同

作韵脚；陆云《高岗》，桐、江、方、通、芳同作韵脚。在这一韵部中只有这三

个人的用韵有共同的特点，即是“东”“阳”两部合而为一，都念成了。

他们都是江苏人（韦昭和陆云都是吴郡人，陈琳是广陵人），我们可以意味

到“东”“阳”不分是那时吴语的方音色彩。但是其他属于北方的作家押起

韵来，“东”是“东”，“阳”是“阳”，没有含糊。齐、梁、陈、隋许多作家的用

韵，以鱼、虞、模三个韵部为例，大部分虞、模两韵混合，鱼韵独用。只有江

淹、徐陵的押韵比较突出。江淹《郊外望秋》的韵脚，芜、蹰、瑜、都、濡、初、

居、书；《悼室人之十》的韵脚，无、都、舆、凫、居；徐陵《骡马驱》的韵脚，驹、

渠、敷、屠、书、。他们的共同特点，把鱼部的字转入虞、模韵了。庾信用

韵，同有这一倾向。江淹是河南济阳人，庾信是河南新野人，徐陵是山东

东海人，鱼、虞、模三韵混合，是不是那时北方音中还有这样的方音差

别呢？

关于拼音的反切，是在３世纪初期（魏）出现的。从印度佛教传入

之后，对于中国的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起了一定的影响。语言学方

面也有新的进展。汉代所用的注音方法是以字注字的直音。在翻译佛

经的影响下，我们先人能够分析音素，并知道语音结构，就创造反切。

随后又产生许多韵书，“音韵锋出”，可以表明这一时期语音学发展的

盛况。

这许多富有现实性的韵书，很可惜的早已失传了。所好陆法言《切韵

叙》论述的几家：吕静《韵集》、夏侯詠《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

谱》、杜台卿《韵略》，这些韵书的残目，还保留在宋濂跋本唐写本王仁昫
《刊谬补缺切韵》和唐兰仿写的“内府本”以及“敦煌卷子”中。现在只把平

声韵部各家的分合，写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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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家
分
合

韵
　
部

阳
休
之

李
季
节

杜
台
卿

夏
侯
詠

吕
　
静

冬与钟江 合 分 分

脂与之微 分 分 合 合

鱼　　虞 分 分 分 分 合

皆　　齐 合 分 分 合

灰　　咍 合 合 合 分

真　　文 分 分 分 合

臻　　真 合 合 分 合

殷　　文 合 合 合（包括臻部）
元　　魂 合 合 合 分

魂　　痕 合 合 合

删　　山 分 合 分 分

各
家
分
合

韵
　
部

阳
休
之

李
季
节

杜
台
卿

夏
侯
詠

吕
　
静

山与先仙 合 分 分

先　　仙 合 分 合 分

肴与萧宵 合 分 分

谈　　衔 分 分 合

咸　　衔 合 分

阳　　唐 合 分 合

尤　　侯 合 合 分

据片段史料，略知：吕静生于晋代，夏侯詠生于梁代，阳休之是北齐右北平

无终人，李季节是北齐赵郡平棘人，杜台卿无考。这几位语音学家，可以

确知：阳休之和李季节是北方人，夏侯詠可能是南方人。各家所生的时地

不同，表中各家韵部的分合，显然也是反映了不同时地的方音差别。

通过这一时期各家韵语和六朝韵书残目，看到那时的方音差别，同时

也看到那时语音的共同性。如前所举例，“东”“阳”通叶，只表现在少数人

的韵语中，“东”“阳”分叶，这是大多数作家的共同根据。在韵部分合中，

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此种现象，正说明地方方音在全民语统一体中进

行着复杂的变化。证诸上古是如此，证诸中古也是如此。

三

６世纪前，汉语发展的轮廓及其特征，既作如上的陈述，这样历史性

的方言分布，正是６世纪时《切韵》作者面临的南北语音复杂的情况。

《切韵叙》中描写当时方音的差别，则谓：“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

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

仙、尤、侯俱论是切。”对于旧韵的批评，则谓：“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

《叙》中所说的“轻浅”和“重浊”，在语音上是不是清浊辅音，或是鼻音韵

尾，此时不能确定。其他方面，显然是声调的差别和各韵部主要元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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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切韵叙》又述及共同讨论当时南北方音的人员，共有八位。这些人

员所生的地区，经后人考证的结果，知道刘臻是沛国相人（苏北），颜之推

是琅玡临沂人（山东），魏渊是钜鹿下曲阳人（河北），卢思道范阳人（河

北），李若顿丘人（河南），萧该兰陵人（江南），辛德源秦陇狄道人（甘肃），

薛道衡河东汾阴人（山西）①。还有《切韵》作者陆法言是魏郡临漳人（河

南）②。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学会本地的方言，这许多人的籍

贯正标志了那时的方言地域。所谓吴楚、燕赵、秦陇、梁益全面性的方音

差别，也就体现在这许多人的讨论之中。

《切韵叙》又指出对于旧韵的去取，“萧、颜多所决定”。与会人员只有

萧该是江南人，其他都是北方人。

他们讨论了当时的方音差别，同时又讨论了各家旧韵，在这一基础之

上，怎样构造《切韵》音系，是认识
獉獉

《切韵
獉獉

》的关键所在
獉獉獉獉獉

。现在就仅有的资料

论述如下：

前已言之，《切韵叙》所称述的旧韵，都有它的方音色彩，因之同样一

个韵部必然要发生此分彼合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切韵》音系的构造，最

好根据陆法言等对于旧韵的去取来理解《切韵》分部的标准。宋濂跋本唐

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各韵部下留存的小注，是最直接的参考资料。

现在以平声韵为例：

二　冬　阳与钟江同韵，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六　脂　吕、夏侯与之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杜。

十四皆　吕、阳与齐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十五灰　夏侯、阳、杜与咍同，吕别，今依吕。

十七真　吕与文同，夏侯、阳、杜别，今依夏侯、阳。

十八臻　吕、阳、杜与真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廿　殷　阳、杜与文同，夏侯与臻同，今并别。

廿一元　阳、夏侯、杜与魂同，吕别，今依吕。

廿二魂　吕、阳、夏侯与痕同，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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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曝书亭集·与魏善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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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删　李与山同，吕、夏侯、阳别，今依吕。

廿六山　阳与先、仙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廿七先　夏侯、阳、杜与仙同，吕别，今依吕。

卅一肴　阳与萧霄同，夏侯、杜别，今依夏侯、杜。

卅六谈　吕与衔同，阳、夏侯别，今依阳、夏侯。

卅七阳　吕、杜与唐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卅三尤　夏侯、杜与侯同，吕别，今依吕。

五十一咸　李与衔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从这一资料中反映出一个非常显明的特征，即是对于各家旧韵的去取，唯

一的标准只是从分而不从合
獉獉獉獉獉獉

。就是旧韵中如“殷”与“文”两部都是合并

的，陆法言等也主张分部。骤然看来，他们分声定韵，以旧韵为基础，只从

分的一面建立标准。在旧韵中找不到分合根据的，也本着只分不合的主

张去做。好像《切韵》音系与当时实际语音关系不大。其实所谓旧韵，假

若从各家所生的时代来看，与陆法言等都是同一世纪的人。就是吕静《韵

集》，有人认为并不是晋人吕静所作，而是齐梁以后的书①。因之各家所

根据的实际语音到陆法言时，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和陆法言共同商量语

音的许多作家，他们代表的方言地域，恐怕比旧韵作家所代表的地域要来

得广泛，方音差别也就更加多样化了。据我个人的理解，陆法言等所以采

取从分不从合的标准，即是当时方音复杂的反映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陆法言不是也说过“若

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句话吗？

再从六朝韵语来看，也可以看到陆法言等分声定韵的根据。当然，韵

语的正确性是不十分精密的，但是具有丰富的方音因素。研究汉语语音

的发展，除其他有关资料外，还须做各种韵语的分析。二十多年前，罗常

培先生曾分析六朝韵语，证明《切韵》鱼、虞分部的方音根据，并全面地构

成鱼、虞两部方音分合略图，从中很清楚地反映他的结论：“《切韵》鱼、虞

两韵在六朝时候沿着太湖周围的吴音有分别，在大多数的北音都没有分

别。”②这一结论，充分证明鱼、虞分部仅是属于当时小块地区的方音特

点，但是在《切韵》音系中也要使它占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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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切韵》中所谓“重韵”如：皆佳、删山、庚耕、清青、咸衔凡、

盐添严等部之所以分，当然在陆法言等会议席上也有他的方音根据。就

是其他音值相近的许多韵部如：东冬钟江、支脂之微等在当时的方音中也

有它的个别特点。稍后于陆法言二三百年的李涪，他不了解《切韵》音系

从分不从合的根据，只是用部分地域的方言音系对待《切韵》反映不同地

域的方音差别，无怪乎要批评《切韵》为“妄别声律”了①。

《切韵》音系从分不从合的表现形式，一在区分韵部，鱼、虞分部即是

一例。其一则在韵部内用“又音”来表现，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有许多标

明方音地域的注音可作佐证。现在把《切韵》注音和慧琳所用的注音（下

简称“慧音”）作一对照：

打：《切韵·梗部》：德冷切，又都挺切。慧音：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

反，吴音，今不取。

猫：《切韵·肴部》：莫交切，又武瀌切。慧音：莫包反。江外吴音以为

苗字，今不取。

厌：《切韵·琰部》：於琰切，又於艳切。《叶部》：於叶切。慧音：伊琰

反。山东音伊叶反。

訾：《切韵·支部》：即移切，《纸部》：将此切。慧音：紫移反，吴音子

尔反。

焉：《切韵·仙部》：於乾切，《元部》：谒言切。慧音：矣虔反，本音偃犍

反，今不取。

索：《切韵·陌部》：山戟切，又苏各切。慧音：所革反，本音桑洛反，今

不取。

璟：《切韵·梗部》：俱永切，又於丙切。慧音：鬼永反，本音影。

复：《切韵·宥部》：敷救切，又敷六切。慧音：敷务反，《韵英》，秦音

也。诸字书皆敷救反，吴楚之音也。

慧琳是唐代高僧，他所采用的注音是根据那时关中音即以秦音为基础所

构成的韵书。从上所举例一面可以见到他排斥吴音，一面又可以见到当

时南北音的差别。韵的不同，如“打”字秦音可能念ｔ，吴音可能念ｔｅ；

“猫”字秦音可能是ｍａｕ，吴音可能是ｍｉｕ；“焉”字秦音可能是ｉｎ，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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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ｉｎ；“复”字秦音可能是ｆｉｕ，吴楚之音可能是ｆｉａｕ。调的不同，如
“訾”字秦音是平声调，吴音念上声调；“厌”字秦音念上声调，山东音念成

入声调。声母的不同，如“索”字秦音可能是ｋ，吴音可能是ｓａｋ。“璟”

字秦音可能念ｋｕ，吴音可能念ｉｗ。慧琳上距陆法言的时代虽然有

二百年，但是他所指出的方音差别对于《切韵》音系用“又音”表现不同的

个别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证价值。

到目前为止，对于《切韵》音系的认识还有相当大的限制。但是通过

以上几方面的参考资料，可以作出结论：《切韵》音系不是以一个方言区域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为基础的音系，而是
獉
６· 世纪时南北方音的复杂组合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如果从汉语语音发

展过程来说，《切韵》音系又是一个全面性的历史归结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四

历来作家对于《切韵》音系的看法很不一致。以近代而喻，戴东原批

评《切韵》为“有意求密……定为音切，不足凭也”①。陈澧的看法，恰好和

戴东原相反。他说：“陆氏分二百六韵，每韵又有分二类三类四类者，非好

为繁密也，当时之音实有分别也。”②陈氏指出《切韵》音系的现实性，这是

对的。但是没有指出这一音系与方言地域的关系，很容易使人理解为一

时一地的语音系统。章炳麟对于《切韵》则谓“《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

之音，并非同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③。从他的附注中可以见到章

氏所说“古今”的“古”，它的限度扩展到周秦。其实章氏忽略了语音变化

的过程，东、冬两韵，支、脂、之三韵，在汉魏六朝各家韵语中分合的情况已

与周秦不同，《切韵》把这几韵区别开，那是出于《切韵》自身的标准，与周

秦韵无关。并且发现周秦韵部是近代学人研究的成果，在陆法言时就意

识到这一问题，未必有此可能。

本世纪初期，瑞典高本汉对于汉语古今语音作出全面的研究，写成
《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中国语言工作者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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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开汉学进展上一大关键”。无可讳言，高本汉的观点和理论随着他

写的东西也传布到中国，影响当然不小。现在只就《切韵》部分对于高本

汉的论点及其方法作一批判。

高本汉研究汉语语音史，首先以《切韵》为主要环节。他以为：“《广

韵》的反切（《广韵》音系根据《切韵》———作者加注）是代表一个不比纪元

六百年更后的完整的中国语言了。可是它很可以比这个时代更早。……

为保险起见，我们可以说这个反切是纪元五百年到六百年之间的语言。

这个语言，我们可以叫做中古汉语。”①这一说法只确定《切韵》音系的时

代，对于方言地域的关系也没有交代。在其他部分，高本汉又这样说：“假

如我们要知道一套完整的真汉语，那么最靠得住的方法就是推溯得越古

越好。因为越往古推溯，由方言纷歧而误入歧途的危险就越少。”②他所

认为越古越好的真汉语就是《切韵》。因此在他眼中的《切韵》是单一性

的，不受任何方言的影响。由这一论点出发，他不但不知道：汉族语分化

为方言这一历史事实远在《切韵》之前早已存在，而且误认为现代方言导

源于《切韵》，把《切韵》看作现代方言的“母语”。显然，这样的论点是非常

荒谬的。

从这样的论点出发，对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必然又得出如下的错误论

断。他说：“因为单从我们所有的中古的材料（第六世纪）是丝毫看不出元

音有这样贫枯的证据。我相信从反切的时代以后有一个相反
獉獉
的变化，从

韵母很丰富的中古汉语（有反切跟二百零六韵为证）到了宋朝初年韵母简

化这一条路已经进步了很远，所以宋朝人就觉得韵母很可以排成简括的

表。”③他在“古代韵母的拟测”总结部分又说：“我们知道在中古汉语以后

韵母系统简化得很可以，在《切韵》的中古汉语以前这个系统或者比较简

单。这个中古汉语也许代表元音丰富的最高点。”④

现在依照高本汉划分汉语语音发展的四个时期和他所说的发展情

况，构成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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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仅仅根据几种韵书、韵表以及古韵部把它联系起来就构成这样一

幅两头小中间大的畸形的汉语发展图。我们禁不住要问：由上古到６世

纪语音发展怎样由简单的而变到丰富的最高点？由６世纪到１０世纪仅

仅四百年，又为什么由最高点而趋于急剧的简化？这些问题，不论从语言

本身或是从社会历史都很难找到根据。

我们已经说明：远在《切韵》以前汉族语方言分化早已发生，《切韵》音

系的复杂性即是６世纪时南北方音的反映。我们也曾指出：汉语方言在

全民语统一体中进行复杂的变化。因此我们对待《切韵》所分的韵部就有

根据提出合乎语言事实的看法。《切韵》分部采取从分不从合的标准，主

要在于反映方音的个别特点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根据小块地区的语音就把鱼、虞分为两部，

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但是在六朝韵语中也反映了语音的共同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如

前所举例：东、阳分部，鱼、虞合韵，不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吗。我们假若

把《切韵
獉獉

》音系结合六朝韵语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就不应当用平列的眼光对待《切韵》韵部，而

是要严格地区别
獉獉獉獉獉

《切韵
獉獉

》各韵部中含有共同性的和个别性的语音因素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即

以东、冬、钟、江一组音为例，在６世纪时，表示共同性的语音因素可能是

ｕ，或是ｕｏ，表示个别性的语音因素可能是。陈琳、韦昭、陆云用韵的

特点就是这样。唐兰仿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次阳、唐两部于东、

冬、钟、江之后，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东、冬、钟、江这一组

四个韵部彼此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平列的。有的韵部具有共同性，有的

韵部具有个别性，这中间显然是全民因素和地方因素的隶属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从平

列关系以对待复杂的《切韵》韵部，其结果就会得出高本汉的结论———“这

个中古汉语也许代表元音丰富的最高点”。从隶属关系以处理《切韵》韵

部，在方法上必须把
獉獉獉獉獉獉

《切韵
獉獉

》韵部根据语音的历史分为若干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每组包括的

韵部又须区别何者为全民因素，何者为方言因素。这样对待复杂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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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韵部，所得的结果，不但合乎语言的发展事实，而且高本汉所构成的一

幅两头小、中间大的畸形的汉语发展图也就知其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方法方面，高本汉根据《切韵》和韵表的音韵分类作为考察

现代方音的出发点。韵书和韵表因为是方块文字，它的本身没有显示出

当时的音值，他又根据一定数量的现代方音来拟测韵书的读音。他说：

“要想一个古音的拟测能够成立，当然先得费好多工夫使它跟这个语音的

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其次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必得能找出通一套

声音演变的历程，从语音学的观点看都成可能的变化。”①这就是说：根据

现代方音拟定一个古音，一面要符合韵书的音韵分类，一面又要符合于现

代方音的历史渊源。用这一方法所拟的古音确有许多创获。但是问题所

在，所拟古音有的并不与历史上旧材料相合。例如知系声母的音值是不

是？高本汉根据这样的比例式：

　　ｔ∶知＝ｔｓ∶照

便说：“ｔｓ既然是ｔ加一个同位的摩擦，那么‘照’就当是‘知’加一个同部

位的摩擦。”②其实《切韵》全部声类都有硬辅音和软辅音的区别，这一普

遍现象，高本汉是知道的，为什么不根据《切韵》本身把知系构拟为端系的

软辅音（应作ｔｊ），而偏要强调他所构拟的比例式呢？他既然拟定知系为

，照系为，进一步就要构拟一个由中古音到现代方音的历史过程，这本

来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是他不是依靠汉语的史料，而是利用印欧语语

音的变化现象来支持他所拟的由上古到今的变化过程———硬音变软音，

软音又变硬音这一公式：

　　ｓ＞ｓｊ＞＞＞ｓ③

他推拟的经过情况，我不想在此叙述。我想对他提出的问题即是分布在

全中国范围以内的方言音系它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是不是完全相同的？

方言是全民语的分支，在共同的基础上有它相对的独立性
獉獉獉獉獉獉

，尤其表现在语

音方面。以汉语方音而论，辅音、元音、声调各要素组成一个和谐的音系，

这一和谐的音系是同一方言区域内的成员所共同熟悉的音系。音节结构
獉獉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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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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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它自己的法则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各有它演变的规律
獉獉獉獉獉獉獉

，并有方音与方音间的交互影响。

假若不经过个别方音历史的研究，就不容易提出方音变化规律的一般性
獉獉獉

和特殊性
獉獉獉獉

。因此对于高本汉历史语音部分，单纯用追溯的方法构拟古音，

又从构拟的古音找出全部方言通一套声音演变的历程，这是“摆大钱”不

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最后，关于《切韵》和韵表的关系问题，高本汉利用宋元人所创造的韵

表比对《切韵》，认为韵表中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位置，从位置上可以理解

每一个字的音值，这一方法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所在，由于他不了解两

者之间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生硬地根据韵表中的韵等来规定《切韵》音

值。前已言之，《切韵》音系是当时南北方音的复杂组合，这是韵部繁密的

主要原因。韵表的音系简化，我们从中古时代其他语音资料即可知之。慧

琳所据韵书是表示８世纪时的关中音系，它的韵部就比《切韵》简单得多①。

１０世纪时西北方音的音系②也是这样。这说明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

决不会像《切韵》那样复杂。韵表音系简化即是代表一时一地语音的表征。

很明显的，《切韵》和韵表在方音地理上有大小不同。因此两者之间的关

系，就是部分和全面的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怎么可以完全根据韵表来规定《切韵》的音值

呢？例如《切韵》反切的体系在声类方面总的只分硬辅音和软辅音两类，用

韵等对比，硬辅音只适用于一二等，软辅音只适用于三等，并没有四等的音

系。我们从《切韵》声类和慧琳所据韵的声类作一比较，便可证明。

　　　《切韵》声类　　　　　慧琳所据韵的声类

舌根音：

　一、二等　古公…… 古姑……

　　 三等　居九…… 居举……

　　 四等　○ 鸡坚……

　一、二等　苦康…… 苦廓……

　　 三等　丘去…… 羌丘……

　　 四等　○ 启牵……③

·７９１·附录：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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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声类没有四等，四等声类的出现，就现在而言，见于８世纪的关中

音。这正是表示语音的分化。到了后来韵表中四等声类的音值，当然也

和《切韵》不同。高本汉把韵表中已经变化的音值对待没有四等声类的

《切韵》，便构成下列一表：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ｋ ｋ 　ｋｊ ｋ①

他并且说明：“由于较近的时代遗失了ｊ化的结果，所以三等变到四等。”②

这对于《切韵》是无的放矢的说法，对于语音实际也不会三等是“ｊ化声

母”，四等倒反是“纯声母”的。由于高本汉不了解《切韵》本身本来没有四

等声类，根据韵表的四等套在《切韵》身上，因之造成许多矛盾，至不能自

圆其说。

对于高本汉研究《切韵》的论点和方法提出以上三点进行批判。有关

《切韵》音值的构拟，各家已有异议，用不着在此重复了。

五

《颜氏家训·音辞篇》：“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

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

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三国以前，我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为

陕西的长安，一为河南的洛阳。金陵是三国以后的新兴都市。语言的发

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在南北朝对立时期，便形成两个语言中

心。但是从永嘉南渡以后，北方的统治者，“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

语”③。南方士族能作“洛生咏”，能说北方话，这证明那时汉族语仍然以

北方话占优势。《北史·孝文本纪》：“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

朝廷，违者免所居官。”那时鲜卑族已在河南洛阳建立政治基础，他所称北

俗之语，乃是他们从代地带来的土语。《北史·咸阳王僖传》：“孝文引见

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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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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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之人。”他们把伊洛的语言称为正音。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我汉族

在中古时代全民语的基础方言。《切韵》音系既是当时南北方音的复杂组

合，又经过萧该、颜之推的规划，颜之推所指的金陵与洛下的音系一定蕴

藏在《切韵》之中，假若全面地研究六朝韵语或其他相关材料，我想当时全

民语的基础方言即金陵与洛下的音系是可以从《切韵》中发现的。发现全

民语音系的同时，也可看到当时其他方音和全民音系之间的关系。这样

做，在消极方面，可以澄清高本汉非科学的影响。积极方面，在先进语言

学理论指导之下，“专门研究全民语和方言在它们存在的不同阶段上的相

互关系问题，研究语言的发展跟使用这种语言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之间

的相互联系问题”①以建设科学的汉语史。

·９９１·附录：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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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


《切韵》的性质问题是有关整个汉语史正确性问题。西洋汉学家高本

汉认为《切韵》音系十分严密，正是描写具体语音的特征，因此把这种严密

性称作内部证据①，从而论断《切韵》音系是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

《切韵》内部证据的提出，在高本汉写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时，只表示

一种看法而已。可是此说传入之后，发生一定的影响。周法高《玄应反切

考》一文②即是企图证实此说的文字。认为玄应反切和《切韵》音系同为

中古时期的长安音系。这篇文字是在１９４８年发表的，到了１９５４年高本

汉在所写的《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中也就直截了当地指明《切韵》音

系是中古时长安音了③。到了１９５７年葛毅卿《〈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

区域》一文也采用周法高之说，认为《韵镜》音和玄应反切相同，因此“《韵

镜》音也代表了公元６５０年长安音的声韵系统”④。同年，李于平发表《陆

法言的〈切韵〉》一文⑤，有关《切韵》性质问题，仍然没有放弃《切韵》内部

证据论的观点。

从以上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切韵》内部证据论的交互影响，也可看

到这种说法在解放以后的音韵学界中仍然有它的市场。

问题的讨论，首先要弄清楚玄应反切和《切韵》音系的关系。在周氏

征引的资料中表明了玄应注音，一面反对前一时期道慧注音“依字直反，

曾无追顾”，一面又有他自己的注音标准“随字删定，随音征引
獉獉

，并显唐梵


①
②
③
④
⑤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２期。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２０页。

周法高《玄应反切考》，《史语所集刊》第２０本专号上册３５９页。

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葛毅卿《〈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区域》，《学术月刊》１９８５年第８期７９页。

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中国语文》１９５７年２月号２８页。



方音，翻度雅郑”，他们两人注音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道慧注音，随口直

反。随口直反所构成的反切，显然是具有方言性的。玄应注音，出自征
獉

引
獉
，这种征引的反切，在他认为雅音。换句话说，玄应反切采取当时具有

代表性的韵书，而不是某一具体语音的描写。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韵书，诚

如周法高所指出的那样：“玄应书中从未提及陆法言《切韵》。”但是周法高

研究玄应反切的结果“声母方面和陆法言《切韵》大体相同，韵类方面和
《切韵》合的约占百分之九十”，这不是正面告诉我们玄应反切的来源吗？

再从陆法言《切韵》的时代评价来看，长孙讷言笺注叙称《切韵》为“酌

古沿今”的作品，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称它为“时俗共重，以为典规”。

这些话语，都可以看作唐初人对于《切韵》的评价。陆法言《切韵》具有代

表性，当无疑义。玄应注音的时期虽是在长孙讷言、王仁昫之前，但是他

重视《切韵》，正和唐初人相同。因此说：玄应反切征引《切韵》，也是符合

于当时情况的。

但是玄应所征引的反切和《切韵》比较，确有引人可疑的现象。玄应

音义中一个字的注音常常使用不同的反切上下字，因此出现了几许不同

的反切。以反切而论，玄应音似与《切韵》音不同，以两者整个音系而论，

玄应音又和《切韵》一致。这是一个矛盾。

周法高从高本汉《切韵》内部证据论出发，认为《切韵》音是一时一地

的语音描写，玄应反切和《切韵》不同，当然又是一种具体语音的描写。可

是为什么两种音系相一致呢？就很自然地导引出这样的论断：“二书作者

有一相同的活方言做蓝本。”这种活方言即周氏所称之长安音。

《切韵》内部证据论是否符合语言实际，这是先决问题，留待下文讨

论。至于玄应音和《切韵》音的关系，我们根据玄应注音出自征引
獉獉
这一点

说，玄应音即是《切韵》音，并不是具有独立性的两种音切。从周氏研究的

结果说，也得到充分的证实。关于玄应反切使用不同的上下字，致与《切

韵》反切不同的问题，我们认为玄应反切所表现的音韵系统，和《切韵》相

同，倒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玄应反切的音系和《切韵》相

同，这是本质。玄应使用不同的反切上下字，乃是非本质的现象。因此从

本质着眼，在玄应征引《切韵》这一点上，也就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理由。

照此说来，周法高为什么不重视他所研究的结果，不重视信而有征的

史实，而要作出异乎寻常的论断呢？周氏在他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他

·１０２·附录：《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



说：高本汉把《切韵》音系看作一时一地的语音描写，“并没有什么有力的
证据，不容易得到普遍的信仰”，在他看来，是一憾事。他想消除这一憾
事，就用高本汉对待《切韵》的论点转过来对待玄应音。在肯定玄应音是
一时一地的语音描写之后，又转过来为高本汉的说法作证。他的意图，显
然为高本汉的说法张目。他所用的方法，并不是从具体分析中阐明玄应
反切的本质，而是从“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的《切韵》内部证据论循环互
证，因此，他把《切韵》音和玄应音说成同是长安音的描写，是没有什么科
学意义的。遗憾的是葛毅卿论《韵镜》音的地域性，犹采用周氏之说也就
更成问题。

现在再来检查高本汉《切韵》内部证据论的科学价值。

语言是社会现象，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在一时一地的语言中，用以区
别词义的音韵系统，有没有像《切韵》那样繁复的音系？这是一个最基本
的问题。因此高本汉把《切韵》的严密音系便认为《切韵》自身即足证明它
是一种具体语音的描写，提出内部证据之说，绳以汉语实际是经不起检查
的。但是在解放后的１９５７年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一文在说明《切
韵》性质时，首先指出第一点“《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
系统”，犹在宣扬《切韵》内部证据论，是同样经不起检查的。

再从汉语语音发展的史实来看，《切韵》之前的六朝韵语，任何一家的
用韵系统，也没有像《切韵》那样多的韵部。以《切韵》支、脂、之、微四部为
例，这四部的系统，条分缕析，井然不紊。可是在陶渊明的韵语中，脂、微
合一，之、支合一的倾向也很明显，就是之、咍的历史性也没有完全消
失①。我们再看看《切韵》以后唐人的用韵，在李白诗中支、脂、之、微四部
就合而为一②。一个作家的叶韵系统，大都表现他所生地域的方音特色。

用陶、李的语音系统对照《切韵》，就很难说明《切韵》音系是一时一地的方
音了。因此高本汉之说，放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也是经不起检查的。

高本汉对于《切韵》初则认为一时一地之音系，继则也就认为长安方
音，那么这种方音和当时其他方音的关系怎样呢？关于这一问题，他从日
译吴音中发现吴音与《切韵》大不相同。但是他又说“吴音和《切韵》的语

·２０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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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清和《陶渊明诗的韵系》，稿本。

鲍明炜《李白诗的韵系》，《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音类别往往是一样的”①。他把音值和音类对立，这种解释，显然矛盾。

高本汉涉及《切韵》和现代方言的关系时，又说：“从现代方言的音韵范畴

透露出：来自《切韵》语言。”②依照前说，中古《切韵》所代表的所谓长安方

音外还有其他方音。依照后说，《切韵》所代表的方言，又变为现代方言的

母语。在这一点上，无异乎否定《切韵》同时期的方言存在。他知道此说

有漏洞，随即又说：“那（《切韵》）是唐朝像一种通语几乎传遍于中国所有

的重要中心地点。”③唐代的通语能不能像高本汉所说的那样，从那时的

社会条件来看，怕没有这种可能。这是弥缝之言，也是一望而知的。正由

于观点不对头，接触到实际方面，就左支右绌无法自圆其说了。

可是李于平对于高本汉所无法自解的问题，还要为他申辩。他说：

“上文已经说过，《切韵》不是兼包各地方音的韵书……怎么能用《切韵》来

说明各方言的变迁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现代方言都

是从《切韵》系统演变下来的。可是我们可以假定《切韵》时期的方言，音

类上头的差别比音值上头的差别小。”④这段文字的内容是重复高本汉的

言论，而又为之引申。引申部分即是两个“假定”。从前一个“假定”来说，

《切韵》只和部分的现代方言有关，那么像闽方言，只好同意高本汉的办法

把它抛在《切韵》范围之外⑤。从后一个“假定”来说，对《切韵》时期方言

间的差别，则认为音类差别小于音值差别。这句话又在高本汉解释当时

吴音和《切韵》的关系上染上一些玄学色彩，过作高深，仍然掩盖不了音值

和音类对立的矛盾。

总之在高本汉论点支配下，强调《切韵》的内部证据，强调“《切韵》如

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坚持《切韵》为一时一地的音系，

或者认为长安音。可是我们从上面各方面的“外证”来检验，无一可通。

“外证”是客观存在。我们还是用“外证”来考虑“内证”，或是用“内证”来

改变“外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理解，汉语分化为方言，在远古时代，即已发生。六朝韵

·３０２·附录：《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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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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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简编》，北大油印译本。



书虽已失传，但是各家分声定韵不一致的情况还约略可见。汉以后各家

韵语用韵分歧，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陆法言等讨论当时方音的差别，

《切韵叙》中也说得十分清楚。“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

之为《切韵》五卷”，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

记录，更不是所谓“长安方音”，而是具有综合性的作品。它所包含的音系

可以看作中古时期南北方言音系的全面综合。这样理解《切韵》，《切韵》

音系对于古今方言音系都是汉语整体之内的一个部分。从各方言的发展

而言，在汉语整体之内，各自表现它的方音特点，同时也表现了各方言间

的共同音系。观点改变之后，为高本汉一派人所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都

不存在了。

《切韵》“内部证据”论者，总以为《切韵》本身所表现的语音系统，这样

严密，只有如实记录一个地域的语音，才有可能。其实记录一个和综合几

个，都可构成科学系统。我们从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

中看出陆法言等采取从分不从合的方法，把六朝旧韵都综合在《切韵》之

中，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六朝韵书都有韵部，每一韵部所包含的文

字当然也有反切。所有反切，当然能各自表达它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因

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在《切韵》中有许多韵部包含的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也是综合六
獉獉獉獉獉

朝韵书的征象
獉獉獉獉獉獉

。

为了科学地阐明汉语语音发展史，对于《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似

应重视，它的科学价值，似应重作估计。因此在《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

本汉的论点》之后，再就《切韵》内部证据论表示个人的看法，愿和音韵工

作者共同商讨。

·４０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


———与王显、邵荣芬两位同志讨论

　　关于《切韵》音系的基础，解放前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即综合音

系论和单一音系论。解放后，这两种意见进行了热烈地争鸣。去年《中国

语文》又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从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２日《光明日报》的有关报

导来看，好像又提出了第三种的说法。其实，据我所认识，对《切韵》音系

的学说，仍是两种论点的对立。

三十年前，发现项子京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唐兰仿写本）

留存的韵目小注，引起了《切韵》音系是综合六朝旧韵的论点。到了现在，

也有认为是古今南北语音的杂凑的。此两说，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虽然

有广狭的不同，但总的论点，可名之曰综合音系论。

和综合音系论相反的，即是单一音系论。西洋高本汉认为《切韵》音

系是中古时期长安音的描写。此说传入中国，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意，同时

也引起人们的怀疑。罗常培先生的《〈切韵〉鱼虞之音值及所据方音考》一

文指出，鱼虞分部是当时太湖周围的吴音。这正是长安音系论的否定。

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一文①，企图论证《切韵》音系不是长安音

而是洛阳音。在形式上是高本汉长安音论的否定，可是单一音系的论点和

高本汉并无二致。同样，《中国语文》１９６１年４月号中王显和邵荣芬两位同

志的文章也反对高本汉，指责他“硬说《切韵》音系是当时的长安音系”②。


①

②

原载《中国语文》１９６２年２月号。

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９卷２期。本文引语出于这篇文章的，只加引号，不
再逐一加注。

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
地位》，以上两文同见于《中国语文》１９６１年４月号。本文引语出于此两文者，只加引号，不再逐一
加注。



可是他们提出的所谓“第三种说法”，明明是以洛阳音论为基础再加上有

限度的综合说，因此可以说，这是洛阳音论的延续。

我认为要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到健康发展，争鸣者都应考察论点的

由来。易言之，建立的论点是不是从具体分析中抽引出来的，这是明辨是

非的第一步。现在本着这一标准，从王显和邵荣芬两位同志的文章中提

出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怎样对待王韵韵目小注

前面说过，由于项子京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以下简称项跋

本王韵）的发现就引起《切韵》音系是综合六朝旧韵的论点。地不爱宝，

敦煌本《王韵》和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以下简称宋跋本王

韵）相继和世人见面，对于《切韵》音系的认识便更为具体，更为明确。

这些资料以宋跋本王韵最为完善。留存的韵目小注，计平声韵十七条、

上声韵二十一条、去声韵十八条、入声韵九条，共六十五条。假若以条

数计，适占全部韵目三分之一。假若从每条内部所举出的韵目和韵目

的关系来看，涉及的面就相当广泛。为了阐明小注的特点，现在选择以

下两条作为代表。

二冬：阳与钟江同韵，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六脂：吕、夏侯与之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杜。

值得注意的是，陆法言《切韵·序》提出的六朝旧韵共有五种，即吕静《韵

集》、夏侯詠《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韵目小

注所举的作家正和《切韵·序》相符。在小注没有发现之前，《切韵·序》

所提出的五种韵书和《切韵》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现在可以知道《切韵》音

系所依据的资料是六朝旧韵。

六朝旧韵各有它的方音基础，因此韵部的分合是不一致的。怎样把

不一致的韵部编成一部《切韵》，那就要考虑所用的方法了。我们观察所

有的小注，“今依别”，显然是编写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仅就上例而言，

便可构成冬、钟、江三部和脂、之、微三部分列的形式。假若运用相反的
“今依同”的方法，便要舍去钟、江和冬分别的事实，只留存冬韵；便要舍去

之、微和脂分别的事实，只留存脂韵。由此可见，运用前一方法，可以全面

·６０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地综合六朝旧韵。《切韵》多韵部的面貌，便是运用这一方法的结果。运

用后一方法，六朝旧韵只得到部分保留，产生的韵书，当然不是多韵部的

面貌了。

小注的作者是谁，这引起大家的重视。当项跋本王韵初发现时，王国

维首先认为这是陆法言的原注。以小注的表达形式言，也不能不令人发

生这样的联想：提纲式的小注和《切韵·序》所说的陆法言在烛下握笔略

记的“纲纪”有关。陈寅恪先生也认为这是陆氏之原注。毫无疑问，王韵

韵目小注是研究《切韵》的第一手资料。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六朝旧韵是陆法言《切韵》所用的主

要资料，《切韵》音系并非当时某一地行用之方言。并指出陆氏原注有一

通例，即从分不从合的通例。这些看法正和大多数人一样。足见陈先生

对于王韵韵目小注的可靠性是肯定的。现在我们看看王、邵两位同志怎

样对待王韵韵目的小注。

王显同志对于王韵韵目小注的重要性并没有重视。他在批评单一音

系论时，便有限度地采用韵目小注作为反证。但在他申说洛阳音论点的

依据时，在“四从”之中，韵目小注却又只字未提。王显同志对于韵目小注

的基本态度就是这样。

邵荣芬同志的态度比王显同志鲜明。他说：“韵部分合的附注，其实

是很不完全的。”依照他的愿望，每一韵部都要有小注，才算完全。反之，

不完全的小注，就没有可靠性。

从韵目小注中看到综合六朝旧韵的“通例”，邵同志引用《颜氏家训》

“成仍宏登”一例为反证，改变韵目小注所反映的“通例”为“所注从分从合

有类似情形”。

邵荣芬同志在进一步分析之后，就归结成这样的判断：“根据上面这

些分析，我们可以断言，王仁昫书的附注并不能为《切韵》音系是拼凑音系

这一看法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然，邵同志对于韵目小注的可靠性是

根本否定的。这样，必然产生以下这些问题：韵目小注没有发现以前，《切

韵》和六朝旧韵的关系能否认识？《切韵》多韵部的原因能否知道？颜氏
“成仍宏登”一例，是韵目还是个别的字例，能否肯定？孤文单证对于通

例，要不要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观点予以处理？

大家对于韵目小注的可靠性都没有异议，可是王、邵两位同志提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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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支持洛阳音的论点，就必须要排斥王韵韵目小

注的可靠性。相反的，重视王韵韵目小注的可靠性，就必然要放弃洛阳音

的论点。资料和论点是否一致，关键就在这里。

考察洛阳音论的论据

王显同志说《切韵·序》“因论古今是非，南北通塞”两语，“就是我们

今天认识《切韵》性质的一把钥匙”。开门见山，洛阳音论的论据就是以这

种言论为基础的。

按王、邵两位同志所用的主要资料，约言之，一为《颜氏家训·音辞

篇》，一为陆法言《切韵·序》。

《音辞篇》：“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

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

陵与洛下耳。”对这一段话的理解，大家不是一致的。周祖谟先生认为：

“盖韵书之作，北人多以洛阳音为主，南人则以建康音为主……”①陈寅恪

先生把当时的金陵话看作东晋南渡士族所操用的洛阳旧音。邵荣芬和王

显两位同志把当时金陵语音说成是洛阳音的分支，“两者差别是不大的”，

或者说成“在音类和音值上都接近洛阳话”。同样一段文字，为什么发生

这样不同的理解？这就说明了离开具体情况理解语言，就有可能有不同

的设想。有人过多地思考《切韵·序》的“因论古今是非，南北通塞”两语，

便认为《切韵》音系包括先秦到六朝，从北方到南方闽粤的音系。抓住
“古”设想到先秦，抓住“南”设想到闽粤，这无疑是错误的。王显和邵荣芬

两位同志把一千四百年前的金陵音说成江淮音似的金陵音，这从当时的

历史条件来看，它的可能性有多少？具体的例证怎样？能不能提出江淮

音似的音系来？这些方面，他们两位都没有具体说明。

“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是南北方音差别的情况。假若从这一情况着

眼，颜之推为什么把金陵和洛下同时提出，这正是现实的反映。因此周祖

谟先生的解释基本上符合于当时实际。离开这一实际，描绘一千四百年

前的金陵音已成为洛阳音的分支，用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说法是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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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

《音辞篇》：“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解多鄙俗。

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

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

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

具论。”这一大段话总的内容即是颜之推在评论南北方音的长短。进一步

分析，可以理解当时南方“士庶”之间一操北音，一操吴语。北方就不是这

样，“士”和“庶”说的都是清一色的北方话。除此以外，能不能像王显同志

那样抽引出“颜之推认为河北方言比江南好”这一判断？能不能像邵荣芬

同志那样抽引出“颜之推推重洛阳话的原则”这一概念？陈寅恪先生在分

析这段文字时，认为“……颜黄门乃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语音为最上，以洛

阳士庶共同操用之语音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语音为最下也”，这

又和王、邵两位同志抽出的东西完全不同。由此可见，缺少客观性的推

测，很难全面说明问题。

《切韵·序》：“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

梁益则平声似去。”依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是论述当时方音的差别。在吴

楚燕赵秦陇梁益之外，没有指出中原的洛阳，能不能说，这个空当
獉獉
正表明

了“序文对河北区的各个方言，例如‘燕赵’、‘秦陇’、‘梁益’等地的语音都

有所批评，而中原或豫州的语音不在批评之列，也就从侧面表明了洛阳语

音是规范的语音，是《切韵》一书所描写的基础语音”呢？或者说“这里各

处都批评了，就是不提中原一带，可见也是把中原一带的语音作为正音看

待的”。这种推论有多少客观意义，也是值得商讨的。

洛阳音论者根据以上三部分的言论，构成这样的判断：颜之推是推重

洛阳音的，他又是决定《切韵》内容的人员之一，因此“洛阳语音是规范的

语音，是《切韵》一书所描写的基础语音”。颜之推特别推重洛阳音一说，

已在上文指出这是曲解。现在来看《切韵》音系和颜之推“独金陵与洛下”

一语，有没有必然联系？《切韵·序》“多所决定”的具体内容，是不是像

王、邵两位同志所设想的那样？洛阳音论的逻辑前提缺少真实性，因此洛

阳语音是《切韵》音系的基础这一判断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洛阳音论者因观点和资料的不一致，在展开论点的过程中，便发生许

多矛盾。他们既反对一派人认为《切韵》是如实地记录当时某个方言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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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可是拿出自己的论点时又说“《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的音

系”。他们既反对综合音系论，可是在王韵韵目小注的面前，又不得不承

认综合，而是说“部分地集中了一些方音的特点”。颜之推“独金陵与洛

下”一语，并没有主次的区别，可是王、邵两位同志说成洛阳语为主、金陵

语为次，并认为这两个标准“差别不是太大”。到了矛盾开展的最后阶段，

即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了。现在概括陈先生的

原意，作这般反问：（１）《切韵》既是洛阳音系，为什么唐代李涪说它“吴音

乖舛”呢？李涪又为什么要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呢？（２）东晋南朝的

士族都说洛阳雅音，夏侯詠与颜之推、萧该同是南朝的士族，为什么夏侯

詠《韵略》的分部和萧、颜所决定的《切韵》音系这样不同呢？（３）《切韵》既

是洛阳音系，所分韵部共一百九十余，一个方言的韵类竟有那么多吗？以

上三个问题，虽是经过陈先生自己的解释，或者如王、邵两位同志在这一

论点之上再加一些有限度的综合说，但是种种问题依然存在。总的说，洛

阳音论存在的主客观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切韵》的规范性问题

从洛阳音的论点出发，《切韵》本身的论证是太重要了。因此在王显
同志的文章中便提出“《切韵》的命名”问题。

《颜氏家训·音辞篇》的“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

为徒缘”，依照两句用词来看，反和切是同义动词。唐以前的反切，一般言

反不言切；唐以后的反切，一般言切不言反。这说明反和切是同义名词。

反切一名正是两个同义词联合的结果。至于“切”专指反切上字，乃系后

出，似与切字的原义无关。

陆法言《切韵·序》：“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从这

两句的用词来看，“切”和“韵”可以互换，显然是同义名词。从《切韵》的体

例来看，也是以韵为纲。因此“切韵”一名的实质
獉獉
和《切韵》前后其他韵书

如《韵略》、《韵集》、《韵英》相同。

“反切”之“切”和“切韵”之“切”，同是音韵学上的术语。把“切韵”之
“切”赋予正确、规范的新义，不论征引的资料对它的理解假定是唯一的，

也不论“共为一韵”唐写本作“共为不韵”假定是讲得通的，企图从外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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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改变“切韵”一名的本质属性，我想是困难的。

关于中古时期规范语问题，依据《颜氏家训·音辞篇》有关事例如

言：“至邺以来，唯见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

为切正。”读了这段文字之后，自会使人意味着当时“冠冕君子”吐字属

词是很讲究规范的。但是他们的规范能不能认为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

规范呢？

邵荣芬同志说：“颜氏心目中的标准语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活方言。”这

是对的，但不够鲜明。也就是说，被许可的标准不是那时的洛阳音。那

么，颜之推所掌握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标准呢？那时书面语的规范比口语

规范要重视得多。例如颜之推教督儿女“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

名……”，足见书面语中有一系列名动词语的音读和当时口语不同，这一

系列名动词语的读音必须依赖书记。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正确地指

出：“大抵吾国士人，其平日谈论所用之言语，与诵习经典讽咏诗什所操之

音声，似不能完全符合。易言之，即谈论唯用当时之音，而讽诵则常存古

昔之读。”由此可见，当时书面语规范和传统的音读有关。这种书面语规

范的残余，至今还能碰到。

在陈先生的文章中，所用资料，有的属于评论南北方言长短的，有的

属于南北方言相互影响的，有的属于口语规范的，有的属于书面语规范

的，把不同性质的资料用作一个问题的论据，因此，问题的各个方面，难免

界限不清。但是在矛盾的发展中，提出书面语和口语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辩证关系，又指明书面语规范的实质，真是瑕中之瑜。书面语规范和口语

规范在王、邵两位同志的文章中是混淆不分的，陈先生的正确见解却被邵

荣芬同志指责为“是一种臆测”。

当时书面语规范，既如上述。口语规范其情况又如何？这就要涉及

汉民族共同语的问题了。

斯大林同志说：“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

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①各个时期的语言特征是不

同的。以部族语而言，既因商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改

变了氏族、部落的分散状态。但是这种联系因受自然经济的限制，依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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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消除社会本身的分割性。这种既有统一倾向又有独立倾向的社会现

象，表现在语言上，即是具有统一性的共同语和差别性的方言的对立。

汉民族部族语的发生发展，有悠久的历史。黄河流域中部的洛阳历

来是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一地区的方言就成为共同

语。但是当时共同语统一的力量是微弱的，和方言分化的趋势来比，可以

说，方言分化远远地超过共同语的统一。假若过分强调洛阳标准音，甚至

像王显同志所说的在７世纪初期即出现具有规范性的《切韵》，是不是会

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呢？

从《切韵》命名的本身找不到它的规范性。从当时共同语发展的历史

条件说，也无从提供规范性韵书产生的可能。书面语规范自有它的历史

传统，更不能看作以洛阳语为基础的规范。《切韵》的规范性来自何处，就

应当认真考虑了。

最后我想谈谈怎样开展《切韵》音系的讨论问题。

解放以来，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讨论，这已是第二次了。１９５６年，

我曾写《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即

是用综合音系的论点来批评高本汉单一音系的论点。到了１９５７年，李于

平同志发表《陆法言的〈切韵〉》①一文，其中一部分即针对综合音系论加

以批评，同时提出“内部证据”作为单一音系论的根据。这是第一次争鸣。

１９５９年我又发表《〈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②一文，从历史语音检验

内部证据论的失据，并反对“《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

统”的单一音系论。去年４月，王、邵两位同志的文章对于单一音系论进

行批评，认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汉学家完全不顾……事实，硬说

《切韵》音系是当时的长安音”。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经过第一次争鸣，对

于《切韵》音系的认识是有进展的。

在邵荣芬同志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切韵》音

系是一个古今南北语音互相拼凑的音系的说法。主张这一说法的主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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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两个：一个理由是，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说明《切韵》参考诸

家韵书分韵的附注有一个通例，就是《切韵》只从诸家之分，不从诸家之

合，可见《切韵》是取诸家的韵部，拼凑而成；另一个理由是，从古音或现代

方言看，汉语决不可能有过像《切韵》那样声韵复杂的音韵系统，《切韵》声

韵类复杂是拼凑南北古今语音的结果。”他虽然没有明白指出这一说法的

来源，可是这和我的《〈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一文有关。

我认为单纯地依据《切韵·序》来理解《切韵》，有些语句很难捉摸。

王韵韵目小注发现以后，《切韵》多韵部的原因，乃是综合六朝旧韵所致。

因此我对于《切韵》一书，曾作这样的说明：“《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的

语音记录，更不是所谓‘长安方音’，而是具有综合性的作品。”由于六朝旧

韵的作者有“南朝之儒流”，有北方的专家，各家韵部分合不一致，正是《切

韵·序》“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两语的具体说明。因此又导引出《切韵》

“所包含的音系可以看作中古时期南北方言音系的全面综合”。

以上这些，大概相当于邵同志文中“第一理由”的内容。

在我检查“内部证据”论的科学价值时，曾这样说：“语言是社会现象，

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在一时一地的语言中，用以区别词义的音韵系统，有

没有像《切韵》那样繁复的音系？”又说：“再从汉语语音发展的史实来看，

《切韵》之前的六朝韵语，任何一家的用韵系统，也没有像《切韵》那样多的

韵部。”

单一音系论总以为记录一个地域的语音，才能成为体系。假若综合

几个地域的语音，就不易构成体系。我针对这一点又这样说：“我们从唐

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中看出陆法言等采取从分不从合的

方法，把六朝旧韵都综合在《切韵》之中，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六朝

韵书都有韵部，每一韵部所包含的文字当然也有反切。所有反切，当然能

各自表达它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在《切韵》中有

许多韵部包含的音系，也是综合六朝韵书的征象。”

以上这些，大概相当于邵同志文中“另一理由”的内容。把我的话和

邵同志的话对照之后，就发现有如下几点分歧：

（１）我们用综合一词是有根据的。陆法言等综合旧韵，有纲领，有方

法。六朝每种旧韵自有它的语音系统，把不同的音系集合成为全面性的

韵书，所以叫做综合
獉獉

。可是王、邵两位同志把它改成“拼凑
獉獉

”，或者说成“大
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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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凑
獉獉

”①。

（２）我们只说综合中古时期南北方言音系
獉獉獉獉獉獉

，他们却说成古今南北
獉獉獉獉

语音
獉獉

。

（３）我们从《切韵》所使用的从分不从合的方法，认为理解这一方法是

构成《切韵》多韵部的原因，而他们却把对方论点的基础移转在现代方言

之上。这一转移，就超出综合六朝旧韵的范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王显同志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如果认为《切韵》包括了从北到南的一切方

言音系的话，那就必须设想陆法言等具有现代的调查方言知识……。”在

邵荣芬同志的文章中说：“现代方言的音系一般说来固然简单的较多，但

复杂的也并不少。拿临川话来说，就有２６３个韵母，已经和《切韵》韵母的

数目相差不远了。潮州话有３０８个韵母，就更接近《切韵》，至于广州话的

韵母则有三百五六十个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切韵》。”《切韵》韵母和邵

同志所举的方言韵母，实质是否相同，这是首先要思考的。即以《切韵》中

重纽、重韵而言，所举的方言音系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至于古代韵母的

多和少，可以另作专题讨论。

我虽不同意王、邵两位同志的论点，可是王显同志文中的最后一句话

是非常之好的，他说：“《切韵》基本上反映了汉语语音发展到６世纪的面

貌。”假若从此出发，《切韵》音系与汉以前音系的关系，与《切韵》以后具体

方言音系的关系，便顺理成章可以说明。对语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由

此也可得到合乎事实的线索。

邵荣芬同志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也是非常之好的，他说：“即使《切韵》

只从前人之分，不从前人之合，这种分合也未必都表明《切韵》和前人韵书

或前人韵书相互之间在语音上的异同。”假若从此出发，就可另拟一套合

乎当时汉语实际的《切韵》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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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

顾亭林（公元１６１３年—１６８２年）生当明清两代转换的时期。他的一

生，强烈地反对清贵族统治，反对主观唯心论王阳明一派心学。他又提倡

实事求是的学风，后来成为清代朴学派的创始者。今年是他诞生的３５０
周年，所以写篇小文来纪念他。这篇文字的内容：（一）亭林生活的战斗

性；（二）亭林学风和主要作品；（三）亭林的语文学；（四）亭林之后语文学

的发展。最后为结束语。

一

顾氏初名绛，明亡之后，改名炎武。当时学术界称他为亭林先生。综

核顾氏一生，他出身于昆山“望族”。在明代为诸生，明亡以后，始终是个

遗民。

他十岁前后，明朝的统治基础已呈动摇。内有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市

民暴动，外则清贵族兴兵，称帝沈阳。就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逐渐尖锐

的情势下，顾氏的祖父指示他读孙、吴兵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

《史记》，并亲自教读《资治通鉴》①。“更诲之以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

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②这样的家庭教育，对于顾

氏以后的社会活动、治学方向和目的，有深刻的影响。

清贵族统治集团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分兵南下。江南各县，义兵纷

起。时顾氏正当三十多岁的青壮年，和同县归庄、嘉定吴其沆等，参加了


①
②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１９６３年第３—４期。
《三朝纪事阙文序》，载《亭林余集》。
《三朝纪事阙文序》，载《亭林余集》。



抗清的武装斗争。

清贵族的统治日趋稳定，顾氏的处境就日益险恶。为了逃避奸人

的陷害，乔装商人迂回曲折，跑到南京，住在钟山下，改名蒋山佣。也曾

在家乡被捕，几遭凶杀。也曾在历下，因文字狱牵连而坐牢半年。他虽

是处在这样的危难中，仍然胸怀壮志，栖栖遑遑，来往南北，到处考察山

川形势。南谒孝陵，北谒思陵，各有六次之多。最后，定居华阴。他认

为华阴是关内外交通的枢纽，住在这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

在地理形势上，“一旦有警，入山守险。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

建瓴之便”①。

在封建社会里，忠君和爱民族爱国家，类于这样的观念是混淆不清

的。顾氏不断谒陵，忠君乎，还是爱民族、爱国家？在黄侃《日知录校记》

没有刊行之前，确是不易论断。《校记叙》：“凡皆顾氏精义所存，既失其

真，而汝成《集释》及《刊误》，亦未敢言。”由是可见清朝文网森严，《日知

录》中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原文，都被人抽毁或删句换字，顾氏的精义也

就无从知道了。

《日知录》原稿“素夷狄行乎夷狄”条，“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

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

已。”据是知顾氏的精义，顾氏的壮志，富有民族斗争的意义。昔时作顾氏

传记的人，总以为顾氏幽隐莫发靡诉之衷，无非是“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

下”。诚然，顾氏有贤母。当清兵到常熟时，绝食自杀，并嘱“莫事二姓”。

这对于顾氏是有影响的。但是当明清易代之际，抱着民族思想的遗民，或

逃于禅，或隐山林，颇不乏人。因此“大揭其亲之志”一语，正表明封建时

代的局限性。

知和行，在顾氏整个思想体系中是两大纲领。他说：“自一身以至于

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

之事。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照此说

来，所称之学，不仅仅是博习群书，凡有关社会生活，都是学的对象。所称

行己，包括的方面也很广泛。由是他用儒家经典“博学于文”一语作为求

知的方向，用“行己有耻”一语，作为笃行的中心。

·６１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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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儒家思想，从汉代起，长期占领统治地位。各式

各样的思想家，特别是唐代以后，大都要以儒家的面貌出现。我们一看顾

氏的思想体系，地道的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但是从他所生的时代来看，也

表明了他的斗争性。

当时思想领域内，白沙、阳明的语录，堆几积案。言心言性，披靡一

世。顾氏谴责这一学派“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

讲危微精一”，尽是空虚之人。

按王阳明在心和物的关系上，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的观点。认为

客观世界的道理，都是心的外化。所以又说：“心即是理。”十分明显，他所

说的心相当于现代所称之意识。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正是“心学”的

基本精神。易言之，“心学”是主观唯心论的哲学。

顾氏对于心和物的理解，恰好和心学相反。他认为抽象的道理，存在

具体事物中。用他的话，叫作“非器则道无所寓”①。心有认识事物的能

力，用他的话，叫作“心者综宗此理，而别白是非”②。那么，顾氏所说之

心，相当于现代所称之思维。事物的道理是经过思维综合出来的。在这

一点上，顾氏的认识论接近唯物论的观点。由此可见，顾氏反对“心学”，

不仅仅是反对它的“空虚”而已，而且表现了对唯心论的斗争。

他所生时代的另一方面，“当时人情，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

吝”③。当时魁梧丈夫“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凡此种种腐恶现象的

社会根源，在那时是不可能知道的。顾氏只能就当时的知识，认为这种现

象来源无耻。由是提出“行己有耻”这一口号，和当时社会对抗。

顾氏自己的生活，非常严肃。他引用列子“取之造物，而无事于人”两

语，表示他的经济思想。到了北方，集合二十余人，在雁门之北，五台之

东，进行垦荒。居住华阴，“自买堡中水田四五十亩，为饔飧之计”。日常

生活，“不过君平百钱，皆取办囊橐，未尝求人”。“黄精松花，山中所产。

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终日服饵，便可不肉不茗。”

“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也是十分严肃的。清朝的“显贵”前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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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
《日知录》卷十三，“三反”条。



次要他出来担任史职。他都以死拒之，他说：“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显

贵”徐乾学是顾氏的外甥，屡次劝他南归，愿以郡中之园为寓舍。虽是亲

戚的好意，也婉言辞谢。

顾氏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心学”，反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展读所著书，

到处触及这些特点。令人感到他的一生，真是战斗的一生。

二

明亡以前，顾氏为了帖括之学和诗古文，花去二十年的日力。明亡以
后，他的生活变为动荡。单说北方，往来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历时也有

二十多年。

全谢山《亭林先生神道表》指明：“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

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坊肆中发书

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

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由此可见，顾氏的求学方式是流动的，马

背就是图书室，街坊、旅店，就是书斋。至他定居华阴，才“自买堡中书室

一所”。因此，我们可以说，顾氏在学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中有“马背”

工夫，也有书斋工夫。

顾氏写作的原则，用他的话，说作“用古筹今”。又说：“凡文之不关

于六经之旨，当今之务者，一切不为。”当然，所谓六经之旨，在于宣扬儒

家之道。所谓当今之务，无非是封建社会存在的问题。例如《郡县论》

九篇，基本精神，在于讨论封建统治的方法，即是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

权制的利害。我们知道，明朝的统治是采用高度中央集权制的。顾氏

生当明朝政权瓦解时期，作郡县论，这正是他针对现实，提出问题，进行

论著的表现。

顾氏治学的态度，实事求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并能运

用归纳法。这一点，影响不小，是清代朴学派形成的源头。

要写创造性的作品，也是顾氏学风的特点。他批评友人的诗文，直率

地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

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又批评当时人的著述，好像买旧钱改铸，而不是采

铜于山，再由自己加工成器。至于盗窃成果，更是不能容忍。依傍、钞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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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的风气，因此顾氏提出著作的要求：“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

可无，而后为之”①，这对于清代朴学派也有深刻的影响。

顾氏学风的显著特点，大致如此。现在进一步论述他的重要著作。

全谢山历举亭林先生所著书，共有六种，一为《天下郡国利病书》，一

为《肇域志》，和以下四种：《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下学指南》和《日

知录》。全氏认为都是精到之作。

但是，顾氏自己对于《音学五书》和《日知录》，在文集中不止一次地表

明这两书著作的重要意义。《与友人书》中曾这样说：“某自五十以后，笃

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

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

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音学五书》后

叙又表明：“余纂述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

易稿，而手写者三矣。”《日知录》虽曾有初刻的八卷本，但是六七年之后，

“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他经过一番回忆，

深深地感到：“天下之理无穷……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

以自限。”因此《日知录》定稿时期，对潘次耕有这样的表示：“《日知录》再

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由此可见，《音学五书》和《日知

录》都是顾氏毕生精力集注之作。

三

《日知录》的内容，顾氏既分为经术、治道、博闻三个部分。经术部分，

发挥儒家学说，而带有卫道的色彩。治道部分，主要是通过历史事实，表

达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这两部分为研究顾氏思想的基本资料。《音学五

书》是属于语文学的专著。《日知录》博闻部分也有涉及语文学的。本文

只就这一方面，作些评介。

语文学是以研究书面语为对象的学科。中国的语文学，由于汉字的

特殊性，对于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别研究，又形成文字学、音韵学、训诂

学等带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顾氏的语文学偏重于音韵部分。就音韵学

·９１２·附录：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① 《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



的领域言，又偏重于古韵部分。

《音论》、《唐韵正》、《诗本音》、《易音》、《古音表》是音学五书的五个组

成部分。从研究的程序言，《唐韵正》是具体分析古韵的起点。《古音表》

是概括分析后所得的古韵系统。取得这一系统之后，从而规定《诗》、《易》

的韵脚。《音论》是在研究古韵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问题的总论，所以顾

氏把这书列在第一。要了解顾氏古韵学的成就，《唐韵正》和《音论》是《音

学五书》的主要部分。

顾氏研究古韵的方法，首先搜集丰富的资料。以风字为例，凡汉魏以

前有关和风字押韵的例句，几乎都有。

在分析、归类之后，反映了古代风字有两种读音，一为方愔反［ｐｕｍ］，

一为方戎反［ｐｕ］。

在论证部分，据风字凡声，论证方愔反一音之实有。又引用韦昭、徐

邈音切论证汉魏以后此音之存在。更是引人惊异的，他联系活方言，表明

当时山西人“读风犹作方愔反”的历史性。又表明“今南人谓帆为蓬”的语

音转变。

古今音对比，也是顾氏研究古韵带有创造性的方法。他依据所引经

传，标明古音。采用《广韵》反切，标明今音。仍以风字为例，风字下今音

标方戎反，在考证部分，标“古音方愔反”。就在这两个反切对比中，反映

了古今音的演变。因此我们通过他列举的资料之后，对于风字读音的演

变，得到这样的认识：《诗经》时期，风读为方愔反［ｐｕｍ］，西汉王褒《洞箫

赋》才出现方戎反［ｐｕ］。东汉末期，刘熙《释名》风字条表明当时方言，两

种读音同时存在。魏晋以后，方戎反遂成为主导性的音读。为什么这样

变，为什么成为主导性的音读，在顾氏所生的时代，没有理解的可能。但

是他能揭露读音演变的现象，已是难能可贵了。

《唐韵正》入声部分，揭露了入声转化现象，对于现代研究语音史者，

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例如读为入声字［ｄｕｋ］，可是马融《长笛赋》“句读”

作“句投”。《晋书·乐志》作“句度”。《周礼》释文：读，徐邈音豆。唐代作

家多作“句度”。不论变作何字，都反映了入声韵尾的消失。以音节构造

言，表明了闭音节转化为开音节。他如“句读”作“句窦”，“节族”作“节

奏”，“鹿筋梁”今邵伯人说作“露筋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又表明了

入声音节在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在顾氏所举的例中，入声转化

·０２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为去声占最多数。则又提供人们探讨入声转化的规律性了。

我们玩索顾氏《唐韵正》入声部分之后，对于研究入声音节转化的历

史，应当更多地搜集同义异文的资料，而不应受韵书的束缚。言语异声，

文字异形，异文是语音转变的标志，这是活的资料。人们习惯于韵书的系

统，看到《中原音韵》“入声分派三声”的现象，而说入声转化始见于元代的

北方音，这一论断是不够全面的。

顾氏在研究古韵的过程中，自发地也提出一些语法现象。《日知录》

“语急”条列举《左传》例句如“若爱重伤，则如不伤。爱其二毛，则如服

也”，这样的如字都表示“不如”。又说“古人多以语急而省其文者”，例如
《孟子》“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岂字”。利用语音的变化，表明

词义的转变，本是古代汉语构词法之一。顾氏说作“语急”，虽有所本，但

这一观点，倒是饶有意义的。

阿字条列引阿字用例，阿字加在名字之前，如刘兴说作阿兴，吕蒙说

作阿蒙。或加在姓氏之前，如阿武、阿韦之类。或加在代词之前，如阿谁、

阿某之类。顾氏认为“阿者助语之辞”，“欲其整齐而强加之”。这一论点，

也是饶有意义的。最近吕叔湘先生指出在现代汉语里，“单音节的活动远

不及双音节自由”。并说：“熟人中间打招呼，常常听到的是老张、小王、欧

阳，不会听见张、王，更不会听见老欧阳。”①假若从古代语言看，这种现象

早已发生。大家知道，汉魏时，人名都用单字。阿字加在单名之前，也出

现在这一时期。因此顾氏欲其整齐之说，虽远远地不及吕先生所说的那

样具有科学意义，可是顾氏的敏感性令人感喟不已。

由于顾氏所生时代的局限性，在研究古韵中也存在着显著的错误。

引起顾氏研究古韵的动机是有由来的。他在答李子德一信中，指出

唐代以后，发生以今音改古语的坏风气，致许多韵语失去原貌，认为这是

一个重大问题。随即提出正本澄源的方向，“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

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换句话说：读古代书必须

了解古音。本着这一目的去研究古韵，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可是他终极

的意图，却在“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②，一步

·１２２·附录：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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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１９６３年第１期。

全谢山《亭林先生神道表》。



步正下去，只有古的才对。那又陷在复古的泥淖中了。江永评之，当矣！

顾氏在规定古韵语的韵脚方面，也不够正确，因此所定的古韵部当然

是粗疏的。他发现：“诗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声之字。其入与入为韵者

什之七八，与平上去为韵者什之三。”①他根据少数现象便把入声韵部和

阴声韵部相配，这在方法上就忽略了主次的选择。并且在认识上，所指出

的什之三的平上去，是《诗经》本身的平上去，还是后代音的平上去？入声

韵的本质是什么，假若看作韵母，入声韵和阴声韵的构造不同，怎么相配？

假若看作韵母的声调形式，可是阴声韵，指的是韵母，而不是声调。怎么

相配？因此把入声韵配合阴声韵，也是应当重新考虑的问题。

四

尽管顾氏在语文学中，有许多可议的问题。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内容
丰富，潜藏着相当大的启发性。好像有源之水，能够向前发展。

１８世纪唯物论者戴东原在学术思想上与顾氏脉络相通。

顾氏高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反对王阳明心学。

戴氏也在拥护经学的旗帜下，反对理学，更为尖锐。他说：“酷吏以法

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又说：“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于理，严于商韩

之法。”②

戴氏的认识论，比之顾氏，更有完整的体系。他说：“耳之于声也，天

下之声，耳若其符节也。目之于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节也。鼻之于

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节也。口之于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节也。

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③感官是认识外部世界的源泉，这是

戴氏思想的基础。由此导引出道和理的客观意义。他说：“一阴一阳，盖

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

见天地之顺。”④戴氏所称之道和条理，乃是自然界生生的道，自然界生生

的规则。这种道和理的观点，恰恰和理学家对立。

·２２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①
②
③
④

《音论》“人为闰声”条。
《与某书》，载《戴东原文集》卷八（孔刻本，下同）。
《读孟子论性》，载《戴东原文集》卷三。
《读易系辞说性》，载《戴东原文集》卷三。



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这是顾氏的治学方法。戴氏也如此。

他说：“所谓十分之见，心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义，巨细毕

究，本末兼察。”①戴氏治学方法，要比顾氏细密得多了。他不笃守旧说，

也反对武断。“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②，这是他治学的态度。

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读经方向。可是这一

方向，到了戴氏提得更为明确而完善。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

其辞也，所以成辞者未有能外乎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

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③又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诂训之学不

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

心志。”④戴氏充分说明语文学这一学科的性质和目的。他理解语言为表

达思想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要了解古代语言的思想内容，就

必须通过文字，研究文字。这些话的影响是深广的。

戴氏推进顾氏语文学，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戴氏《声韵考》对顾氏
《音论》，除拾遗补缺之外，有关古代韵语用韵不一致的现象，认为这是“五

方殊语”的反映。有关顾氏规定《诗》、《易》韵脚，说他：“未明音有定限，又

有流变，是以滞于一偏。”⑤这些见解，都是很精确的。

古韵分部，顾氏做了奠基工作。经过顾氏以后古韵学家一再分析，取

得较为精密的系统。戴氏在古韵方面，创九类二十五部之说，进而拟构韵

母。这是戴氏突出之点。不管拟音的正确性怎样，这一工作，仍然是现代

汉语史研究者的重大课题。

明末陈第利用谐声字说明古音，顾氏作《唐韵正》，吸取这一方法，作

为韵语用韵的佐证。到了戴氏，对谐声字便赋予重大意义。他说：“谐声

字半主义，半主声。《说文》九千余字，以义相统。今作谐声表，若尽取而

列之，使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则亦必传之绝作也。”⑥由是《说文

谐声谱》一类作品就先后出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书，尤能深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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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与姚姬传书》，载《戴东原文集》卷八。
《答郑丈用牧书》，载《戴东原文集》卷八。
《古经解钩沉叙》，载《戴东原文集》卷五。
《尔雅注疏笺补序》，载《戴东原文集》卷五。
《声韵考》卷三“古音”条。
《声类表》卷首。



解戴氏的原意，体现同音字通假的线索。

文字、训诂两方面，顾氏没有什么建树。可是经过戴东原的提振，便

走上新的道路。

文字六书说，唐宋以后，在字形上争一点一画之差异，陷于烦琐无稽

的困境，戴氏对此，一面批评，一面把六书分为体和用两大类。又把转注、

假借作为运用文字的两个方面。同义异字，能彼此注解的，属于转注。同

音异字，能彼此借用的，属于假借①。古代书面语，确是存在这两种现象。

揭示这两种现象，对于段氏《说文解字注》，固然起着指导性作用，对于高

邮王氏的训诂学，启发更多。王氏分析经传假借的实例，认识假借字的通

则为“声同声近”。并提出“以声求义”的方法，来消除假借字所发生的障

碍。当时虽没有语法的明确观念，可是王氏自发地运用句法观点，作为
“以声求义”的辅助。他发展了戴氏学说，所以在训诂学方面，取得很大的

成就。

顾氏语文学由于得到戴东原的推进，并因戴氏自身的条件，致直接、

间接受戴氏影响而兴起的学人，前后相望。他们研究的方面，有的偏重于

典章制度，有的偏重于天文地理算数等。从治学的精神言，人们称它为朴

学，或考证学。以繁荣的时代言，又称它为乾嘉学派。不论称它什么，这

一派学人，对于文字、声韵、训诂即语文学大都有深厚的基础。顾氏导之

于前，戴氏继之而大，语文学发展到乾嘉时期，可以说成为高潮。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因此，不可

能摆脱儒家学说的支配。但是地主阶层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又是不一

致的，因此对儒家学说在一些问题上，又持有不同的观点。顾亭林在高举
“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下，带有唯物论的见解。同时也指责明代学术思想

的贫乏。从明清两代学术史言，他确实起了很大的转折作用。

顾亭林是近代语文学的奠基者。在他的作品中，指出语文学的目的

性，提供带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尤其是潜藏着很丰富的启发作用，为语

文学创造了发展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对于推进近代学术史所起的作用，

也是不小的。

·４２２·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① 《答江慎修论小学书》，载《声韵考》卷四。



尽管如此，他所寻求的理是封建经典之理，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之理。

在他的学说中，很自然地含有许多封建糟粕。

近代语文学对封建经典虽能做到疏通滞义，纠正谬误，超过前人的水

平。但是文字方面，局限于《说文解字》。音韵方面，局限于考古。训诂方

面，局限于以声求义。其后又经过一段时期，各方面的局限性，逐渐减少。

特别是五四以后的音韵学，接受西洋汉学家的学说，有所发展。但是又沾

上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增加新的局限性。

语文学本是研究古代书面语的工具。“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

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东原这几句话，用现代语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

实，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你要正确理解古汉语的思想内容，首先要通

过文字关。道理很明显，语文学不仅还有用处，相反地，只感过去的成就，

远远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的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毛主席思想指导

下，开辟新的途径，使之成为更完善的现代型的语文学。假若是这样地纪

念顾亭林，那就更有意义了。

·５２２·附录：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诗传笺商兑


《诗》三百篇，诵其词，乃我国古代至美之文。绎其事，凡殷周二代政

教之污隆，文化之递嬗，无一非信而有征之史。孔子论《诗》曰“《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诗》之作，本乎情也。又曰“不学《诗》，无

以言”，以《诗》有文华也。孟子论《诗》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

后《春秋》作”，《春秋》为鲁史，何为与《诗》相提并论耶。《春秋》之所纪者，

为齐桓晋文之事，而王者之迹，则载之于《诗》，《诗》者，盖亦上世之史也。

《诗》既为我国古代文史之大典，则治斯学者，或望文生训，或不考情实，甚

或泥守一家，曲说回护，使真义益晦者，是皆无当于《诗》之本体也。

汉代之传《诗》者，凡四家。鲁有申培公，齐有辕固生，燕有韩婴，各以
《诗》名，世所称今文家也。三家诗皆为官学，浸亦衰微。《齐诗》亡于曹

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至隋，竟无传人。《毛氏诗》于汉为古文学，初

为河间献王所宗奉，继经刘歆之揄扬，其传渐广。中兴以后，郑众贾逵传
《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由是传世久远，至今不绝。二

千年来，治《诗》者率以《毛传》、《郑笺》为本也。

康成郑氏，东汉之大儒也。其治《诗》，初学《韩诗》于张恭祖，嗣又好

毛氏学。故其笺诗，兼取今古。《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

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则《笺》之异于《毛传》者，盖本诸三家
《诗》。自郑氏毁今古学之壁垒，开通学之途径，由是誉之者，谓其“括囊大

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传论》）。谤

之者，谓“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列，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皮锡瑞《经学历

史》）。他如李兆洛直斥之云：“今之所谓汉学者，独奉一康成氏焉耳。而

不知康成氏者，汉学之大贼也……汉学亡而所存者独一不守家法之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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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叙》）今古学之不相容，观刘歆之《移让太常博

士》，可知其积习之深且久矣。惟今古学合一之渐，郑氏之前，已启其端。

若尹敏之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治《毛诗》、《穀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儒林传》），张驯之能诵《春秋左氏传》，而以大小《夏侯尚书》教授
（同上）。孙期之习《京氏易》，复习《古文尚书》（同上），贾逵承传父学，而以

大小《夏侯尚书》名家（《贾逵传》）。卢植郑兴之徒，亦皆兼习今古学（俱见本

传）。则所谓不守家法者，不自郑氏始也。平心而论，今古学之持义，虽各

不同，然就《诗》之训诂言，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如《汝坟》“未见君子，惄

如朝饥”，《毛传》释惄为饥意，此逆下文“朝饥”二字立义也。《笺》训惄为

思，而谓“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则得乎诗人之旨矣。《释文》：

“惄，《韩诗》作愵。”《说文》“愵，忧貌，读与惄同”，思与忧义近，知《笺》之所

本者为《韩诗》也。此则毛不如韩。《君子偕老》之卒章，“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媛，《传》“美女为媛”，此说甚确，盖此二句，即承上文衣饰淡

艳，姿容绰约之女子而言，故谓如此之美人，诚邦国之名色也。而《韩

诗》作援（见《释文》），不知读援为媛，反训为助。《笺》本之谓：“媛者，邦

人所依倚以为援助也。”如用此说，则上下之文情不属矣。此则韩不如

毛。若此等例，不可更仆数，如求其有当于《诗》之本体，则今古兼取，若

康成之所为者，未可遽以不守家法咎之也。间尝绎《传》、《笺》，核以
《诗》旨，其有不获于心者，不在今古学之孰得孰失，与郑氏之乱其家法，

而毛郑之因文敷饰，既妨于文，复诬于事，通弊所在，盖有不可讳言者。

兹举三端以明之。

一曰昧于文字之通借。我国文字，以形为主体，一字之义，恒由形以

表见。惟其用也，则义系于音，而字形直同音符耳。又以中国语为单音

制，致形成多数之同音字。故一字之音，恒含多数之义。我国语文之特性

既如是，则一字于未入句前，为一种义，于既入句后，又为一种义。易词以

言，单独之字，一字只有一义。及其组成字句，则又视其句位而别有新义，

此一新义之本字，又当依同音字以实之。高邮王氏有言：“学者以声求义，

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

诘为病矣。”（段注《说文叙》）盖古书之难读，古义之难明，正以同音字之

多，而易生歧义，猝无由破其假字，而求得其本字耳。汉儒去古未远，所立

义训，有出自师承，足资后世之考辨者，固甚可贵。然其未能循声求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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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为之辞，致诘为病者，在《诗》之《传》、《笺》中，所在多有：

“周行”一词，全《诗》凡三见，一见于《卷耳》：“嗟我怀人，寘彼周

行。”一见于《鹿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一见于《大东》：“佻佻公

子，行彼周行。”《传》于《卷耳》释周行为“周之列位”，“周之列位”云

者，盖本襄十五年《左氏传》引此诗后，而有“能官人也”一语，此乃断

章取义，与诗之本旨无涉也。《笺》申言之，谓“周之列位，谓朝廷臣

也”。于《鹿鸣》，《传》释周为至，释行为道，“周行”犹言至道，《笺》则

仍持前义。《大东》之“周行”，无《传》，《笺》复以“周之列位”释之。按
“周行”与“周道”同义，《大东》首章：“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已无异为
“周行”作注矣。《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马氏《传笺通

释》谓“周之言，《广雅》：，大也”，然则“周行”与“周道”，犹言大道

耳，《卷耳》之“彼周行”，言置顷筐于大道也，《大东》之“行彼周行”，

所以状落魄之公子，仆仆于道途也。此二诗之“周行”，同为具象之

词，若《鹿鸣》之“示我周行”，则转为抽象之义，《传》释至道，庶几近

之，然循文以立义，非有见于周之所以训为大也。盖周之一音，于古

含有大义，故后世乃有字，若据周字，释为殷周之周，如《传》、《笺》

所云，则缴绕违戾，诗之本旨，岂其然哉？

“匪彼”二字，音相同也，故匪有彼义。《诗·鄘风·定之方中》：

“匪直也人，秉心塞渊。”《桧风·匪风》：“匪风发兮，匪车偈兮。”《小

雅·都人士》：“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小旻》：

“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以上诸匪字，《传》、《笺》皆训匪为非，

义不可通。读匪为彼，则不待烦言而解，王氏《诗述闻》既正之矣。

顾其所举，有未尽者。《邶风·北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正义》

承《传》、《笺》之意，而谓：“人于赤狐之群，莫能别其赤而非狐者，言皆

是狐。于黑乌之群，莫能别其黑而非乌者，言皆是乌。”此说迂回，于

诗无当也。陈奂《毛诗传疏》释之云：“无有赤者，非狐乎？无有黑者，

非乌乎？”非但诗义未明，如绳以语句组成之法，亦且无此句例。此诗

匪字，亦应读彼。“莫赤匪狐”，犹云无有赤于是狐者，“莫黑匪乌”，犹

云无有黑于是乌者（彼可作夫字解，夫可作是字解，说详《经传释词》）。《小

雅·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句法与此相同，亦应作如是解耳。

《杕杜》“匪车匪来”，此二匪字不同训，一训彼，一训不，犹云“彼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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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桑扈》“彼交匪敖”，《左传》（襄二十七年）引作“匪交匪敖”。

彼字之应读为匪，明甚。则知同义者，不妨异字，而异义者，亦何害其

为同字。要之字义之变，随其句中所次之位置定也。《雨无正》“匪舌
是出，维躬是瘁”，匪亦应读为彼。盖谓彼舌如出傥论，则身受祸殃

矣，即承上一句申说“不能言”之故也。《四月》“匪鹑匪鸢，匪鳣匪

鲔”，与《何草不黄》之“匪兕匪虎”，匪皆应读为彼，而《传》、《笺》及《正
义》并作非解，失之。

《小雅·采芑》：“簟茀鱼服，钩膺革。”《笺》：“茀之言蔽也，车之

蔽饰象席文也。鱼服，矢服也。”按《笺》释簟茀，义本《毛传》。《齐
风·载驱》：“簟茀朱鞹。”《传》云：“簟，方文席也，车之蔽曰茀。”“簟

茀”又见《大雅·韩奕》：“簟茀错衡。”《笺》：“簟茀，漆簟，以为车蔽，今
之藩也。”按“簟茀”之释为车蔽，古今无异说也。惟核以《诗》中相同

之句例，《载驱》与《韩奕》，可用《传》、《笺》之解，而《采芑》之“簟茀”，

则别有义。何以言之？凡诗中一句含有两名物，而自成对文者，此两
名物，必有联类之关系。如《硕人》之“螓首蛾眉”，首与眉相联类也。

《竹竿》之“桧楫松舟”，楫与舟联类也。《出其东门》之“缟衣綦巾”，衣

与巾联类也。《扬之水》之“素衣朱襮”，衣与襮联类也。《羔裘》之“羔
裘豹袪”，裘与袪联类也。《小戎》之“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

及“虎镂膺”（严粲谓弓以后为臂，则以前为膺，故弓室之前，亦为膺耳，见
《诗缉》），每句之名物，皆联类也。若此等句，在大小《雅》中，尤为常
见，即以《韩奕》言，如“淑旂绥章，玄衮赤舄，革金厄”，具名物亦无

不相关。更就《采芑》观之，“钩膺革”，膺与革皆马之饰物也。“约

错衡”，与衡皆为兵车中一部之名。“簟茀鱼服”，服之本字为葡，

殷契作 诸形，即所以象矢服也。用“鱼兽”之皮制之者，称为鱼

服。与鱼服相配之簟茀，而释为车蔽，何不相类耶。此与诗之句例，

显有违异。盖簟茀之名，亦必为弓矢之物矣。《毛公鼎》、《番生敦》俱
有“簟弼鱼葡”一语。《说文》“弼，辅也”，段《注》以辅为定弓体之榜，

亦称檠与闭诸名，然则簟弼者犹言行闭欤。《小戎》“竹闭绲縢”，

《传》释闭为绁。《正义》：“《既夕记》‘有’，郑《注》云，，弓檠也。

弛则缚之于弓里，备损伤也，以竹为之。……言闭绁者，《说文》绁，系

也。谓置弓里，以绳绁之，因名为绁。”则闭之名，又称绁。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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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为之，称为竹闭。如以象骨为之，则称为象弭，《采薇》“象弭鱼服”

是也。弭闭茀，古皆同声，弗弼二字，于古尤为同义。《说文》：弗，

矫也。殷契作 诸形，即所以象而以绳绁之。弼从二弓，其义

为辅，辅与矫皆就之效用立义也。据是则弗为之原始字矣。弗

之一文，其义本为弓檠，惟异物而与弗同音者，亦可借弗为之，则又视

其如何运用，以定其义。故于《采芑》应读茀为弗，弗与服皆就弓矢言

也。《载驱》与《韩奕》之“簟茀”，与“朱鞹”、“错衡”相比，鞹与衡皆为

车之名物，则簟茀固宜训为车蔽也，以一字之未辨，致妨全诗之句例，

傥所谓毫厘千里者耶！

文字之孳乳，因于时代，而日趋繁备，顾其用也，有用初文以表明

后起字之义者，有用后起字，而应以初文读之者。如就其所用之字以

释之，未有不以辞害旨也。《麟之趾》“麟之定”，《传》云：“定，题也。”

读定为。《采》“有齐季女”，《传》云：“齐，敬也。”读齐为斋。《玉

篇》引《诗》，作“有季女”，则读为。“有”以状季女之美好。“有

斋”以状季女之庄敬。二义并于诗旨无妨也。《载驰》“许人尤之”，

《传》：“尤，过也。”读尤为（《经典释文》：尤本亦作）。《芄兰》“能不我

甲”，《传》：“甲，狎也。”读甲为狎。《河广》“曾不容刀”，《笺》云：“船曰

刀。”读刀为舠（《释文》：字书作舠）。《还》“并驱从两肩兮”，《传》：“兽三

岁曰肩。”读肩为。在文字未备之时，用初文以明后起之义，于古器

刻文中，尤为习见。《诗》三百篇，若此等例，虽不逾百，然《传》、《笺》

亦有未能尽得其义者。如《小雅·渐渐之石》：“渐渐之石，维其卒

矣。”《传》：“卒，竟也。”按“维其卒矣”，与上章“维其高矣”同义。卒应

读为崒。而《传》就卒字之歧义解之，望文生训，失之远矣。《笺》云：

“卒者，崔嵬也。”《说文》：“崒，崒危，高也。”盖单言曰崒，复言曰崔嵬

也。《秦风·驷》：“奉时辰牡，辰牡孔硕。”马瑞辰《诗传笺通释》云：

“《说文》：麎，牝麋也，辰牡犹言牝。彼以为牡，与牝对言（《鄘风·

定之方中》：“牝三千。”）。此以麎为牝，与牡对言。”辰应读为麎，当矣。

而《传》就以立义，谓“辰，时也”。《笺》申之云：“奉是时牡者，谓虞人

也。”皆失《诗》旨。《小雅·宾之初筵》“酌彼康爵”，以承上句“室人入

又”。卒章：“三爵不识，矧敢多又。”此两“又”字，《传》训“入又”之
“又”为次，谓“主人亦入于次”，《笺》俱训为复，谓“室人入又”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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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复酌为加爵”。谓“矧敢多又”者，“况能知其多复饮乎”。是皆与
《诗》旨不协。设读又为侑，则无待费解，而其义豁然自明。其用后起

字而应读从初文之义者，为例较少。若《天保》之“何福不除”，除读为

余。余予通借，犹云“何福不予”也（《传》：除，开也。《笺》：何福而不开，皆

开出以予之。说近迂回）。《车攻》“决拾既佽”，佽读为次，犹云引弦之

驱，纵弦之，既次比也（《传》：佽，利也。《笺》：佽，手指相次比也）。《曹

风·候人》“何戈与祋”，祋读为殳（《卫风·伯兮》：伯兮执殳。《传》：殳，长

丈二而无刃）。《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荍应读收，

如犹将也（例证详《经传释词》）。言观此巫女（即南方之原氏）事神将毕，

而赠我握椒也。《传》以芘芣释荍，《笺》云：我视女之颜色，美如芘芣

之华。亦非《诗》旨。

要之我国文字，以语言为单音，每使同音字之歧义，易淆正义。歧义

愈多，正义愈晦，先秦载籍之所以令人难喻者在此。然则歧义何由废？正

义何由明？其道无他。一曰循声以求字。古代文书，既多“依声托事”之

字，则字之运用，以音为枢。如不明古今音迁变之端委，则古代字音，孰同

孰异，无从辨别，故稽考故训，必自知音始也。一曰审词位以见义。盖我

国语文，与演音文字藉形式变化以表明词旨者，迥然异趣。故一字之义，

恒视其列入句后之位置，与其上下字之关系，以显其词性。词性既定，即

不容歧义厕杂其间。《诗》之《传》、《笺》，于斯二者，俱有所忽。尤以不察

一字入句后必然之义，而漫以歧义解之，此所应商订者一端也。

一曰昧于诗之句例。我国语文组合之法式，古今无大异也。司马迁

采用虞夏商周之文，如《尧典》之“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史记》易为：“信

饬百官，众功皆兴。”“有能俾乂”，易为：“有能使治。”《汤誓》之“夏罪其如

台”，易作：“有罪其奈何。”“时日曷丧，予及吾皆亡”，易作：“是日何时丧，

予与女皆亡。”《牧誓》之“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

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史记》易

作：“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

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观古今语之异

同，不在语法之悬殊，而在词汇之有异。故通解古今语，以不得词义，致语

意不明者多。以语法之特异，如《左氏传》“室于怒而市于色”之句例，致古

今语意隔越者，则不多见。据是则解释古语，具有不获于今语之法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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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病者，求诸《诗》之《传》、《笺》，亦不能为讳。

《诗》中状物之词，其为单字音，往往用助语词“有”字以足之。其构成

句之法式有三，如：

有?其实《桃夭》　　有杕之杜《杕杜》　　有觉其楹《斯干》

有莺其羽《桑扈》　　有颁其首《鱼藻》　　有莘其尾《鱼藻》

有匪君子《淇奥》　　有玱葱珩《采芑》　　有?簋飧《大东》

有捄棘匕《大东》　　有?雉鸣《匏有苦叶》

此一式也。如：

彤管有炜《静女》　　新台有泚《新台》　　四牡有骄《硕人》

蒙伐有苑《小戎》　　酾酒有?《伐木》　　庭燎有辉《庭燎》

此又一式也。如：

有洸有溃《谷风》　　有严有翼《六月》　　有伦有脊《正月》

平列两状词以为一语者，此又一式也。凡诗中语句，与以上三式相同者，

助语词“有”字下之一字，必为状词。于状词之前，或状词之后，又必有名

词以主之。《节南山》“有实其猗”，“实”为状词，则“猗”为名词无疑，故猗

应读为阿。阿，曲隅也。有实其阿，言南山之阿，实然广大也（见《诗·述

闻》）。《传》训实为满，训猗为长。《笺》复申之云“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

木平满，其帝倚之畎谷，使之齐均也”，皆失之。《东门之》“有践家室”，

《传》训践为浅，按《伐柯》“笾豆有践”，《传》“践，行列貌”（《伐木》《传》：践，陈

列貌），则有践家室者，犹言此室家屋宇整齐也。《笺》因《传》而云：“浅室

家”，则不词矣。《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有栈即有践，亦所以

状车之整列也。而《传》训栈车为役车，亦失《诗》旨。《正月》“有皇上帝”，

犹云：“皇矣上帝。”皇为状词，而《传》训为君，《笺》谓“有君上帝”，则不词

矣。“有菀其特”与“有杕之杜”、“有菀者柳”，句法正同，特非“茂特”之义

明甚（《笺》：有菀然茂特之苗）。《车攻》“会同有绎”，“有绎”所以状会同者服

章之盛也（说见《诗·述闻》），而《传》训绎为陈。《瞻彼洛矣》“鞞琫有珌”，与

上章“有奭”句同，“有奭”所以状其色，则“有珌”所以状鞞琫之有光芒

也（珌，《释文》作。《说文》，烨，火貌）。而《传》释珌为“下饰”，皆与句例不

协。《邶·谷风》“有洸有溃”，《传》：“洸洸，武也。溃溃，怒也。”此二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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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皆状词也。《六月》“有严有翼”，所以状敬事也。《正月》“有伦有脊”，

所以状言之忠谠也。《宾之初筵》“有壬有林”，所以状“百礼”之富备也。

《传》《笺》于此等句，俱以名词释之（严、翼，《传》：“严，威也。翼，敬也。”伦、脊，
《传》：“伦，道，脊，理也。”壬、林，《传》：“壬，大，林，君也。”《笺》：“壬任也，谓卿大夫

也……又有国君。”按《传》之例，凡训为状词者，皆用貌字表之。如“彤管有炜”，炜，赤

貌。“新台有泚”，泚，鲜明貌。“玼兮玼兮”，玼，鲜盛貌，皆是。以此例彼，则严、翼、

伦、脊等字，皆作名词解也。《笺》因《传》释壬为任，而以卿大夫实之，尤觉节外生枝

矣），亦与诗之句例不协也。

诗中之联绵字，审其结合之形式，约有数端。其出于语音之自然者，

如“窈窕”、“参差”之类是也。其以词义之相近而结合者，如“寤寐”、“琴

瑟”之类是也。其以相反之义结合成词者，如“夙夜”、“陟降”之类是也。

此种复合词，于未结合时，则一字一义。于既合之后，则成一涵盖之义。

即云字义之相反者，亦往往用其偏义，以明一意。如“夙夜在公”，“岂不夙

夜”，此专明夙字之义也（此据马瑞辰说）。如“文王陟降”，“陟降厥家”，此专

明降字之义也（此据本师王静安说）。联绵字散见于三百篇中，几无篇无之。

然有变化为句之形式，而仍当视之为联绵字者，亦所在多有。故疏释此等

句，应本联绵字之特性，说明其涵盖之义则已足。若字为之训，则凿枘矣。

顾《传》、《笺》于此，有得有失。如“以敖以游”（《邶·柏舟》）《传》云“可以敖

游”，“琐兮尾兮”（《旄丘》）《传》云“琐尾，少好之貌”，“其虚其邪”（《北风》）
《笺》云“威仪虚徐”，“挑兮达兮”（《郑·子衿》）《传》云“挑达，往来相见貌”。

凡联合其词而通释之者，皆无悖于《诗》之句例也。知乎此，则其字字分

释，致枝梧为病，显违《诗》旨者，盖亦十之五六也。兹刺举数例以明之：

《菁菁者莪》：“汎汎杨舟，载沉载浮。”《传》：“杨木为舟，载沉亦

沉，载浮亦浮。”《笺》：“舟者沉物亦载，浮物亦载。”按：沉浮为联绵字，

所以状飘浮之杨舟，与“汎彼柏舟，亦汛其流”用意相同，两载字为助

语词，犹“载驰载驱”、“载飞载扬”、“载清载浊”之比。而《传》、《笺》读

载为载重字，并强解沉浮之意，所谓钩析乱而已。

《伐木》：“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按：“神之听之”句，犹“颠之倒

之”、“要之襋之”、“絷之维之”、“泳之游之”之比也。颠倒、要襋、絷

维、泳游为联绵字，则神听二字，其义当必相近。《尔雅》：“神，慎也。”

《广雅》：“听，从也。”慎顺古通（《礼记·礼器》“顺之至也”。《释文》，顺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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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神听犹言从顺，能从顺故能和平，语意上下相贯。而《传》云“神

若之”，致上无所承，下无所受，失之远矣。

《楚茨》：“孔惠孔时，维其尽之。”按：惠时亦为联绵字，时善古通

（《趙弁》“尔殽既时”，《传》：时，善也），惠亦有善义，惠时云者，犹《天保》

“单厚”之意（《尔雅》：亶，厚也。邢疏引《诗》作“亶厚”）。“俾尔亶厚，以莫

不庶”与“孔惠孔时，维其尽之”，意正相同。俱谓神明降福之优渥也。

而《笺》云“甚顺于礼，甚得于时”，失之。同篇“既齐既稷，既匡既敕”，

匡敕连文，则齐稷亦为连文。《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优渥，

沾足，皆连文。句例相同也。《传》训稷为疾。《笺》训齐为“减取”，

“稷之言即也”。非诗义。马瑞辰谓齐稷义近，《尔雅》：“齐，疾也。”此

说当矣。齐稷，匡敕，皆所以状祭祀之肃敬也。

《绵》之诗“爰始爰谋”，《笺》释之云：“此地将可居，故于是始与豳

人之从己者谋。”以相同之句例之，《笺》说非也。《邶·击鼓》“爰居爰

处”（又见《小雅·斯干》），居处连文，《四牡》之“不遑启处”，《采薇》、《出

车》之“不遑启居”，启处，启居，犹居处也。本篇“曰止曰时”，《诗·述

闻》：“《尔雅》：爰，曰也。‘曰止曰时’，犹言‘爰居爰处’。”（时与止同

义，《笺》曰：时，是也。非）据是则始与谋亦连文义近。马瑞辰谓“爰始爰

谋”，犹言“是究是图”，得其义矣。

《邶·雄雉》“不忮不求”，与“不狩不猎”、“不稼不穑”句例正同。

狩猎，稼穑，连文义近，忮求之为连文无疑。按《斯干》“如跋斯翼”，

《玉篇》引作“如企斯翼”。企，《说文》云：“举踵也。”《河广》“跂予望

之”，跂即举踵之意。忮亦企字之借。“不忮不求”，犹言无所希冀也。

得此一义，用以解诗，则诗意明。用以释《论语》孔子引此诗以赞子

路，其意亦昭然自见。《雄雉》诗旨，《朱子集传》以为妇人思其君子久

役于外而作，此说甚是。首、次二章，兴感君子之远役，以极言劳念之

情。三章言岁月悠久，道途辽远，君子来归之不易。卒章则伤感世之

君子，重利轻离。如无所企求于外，敦夫妇之谊，岂非善之善者耶。

用情专笃，前后一贯，此无异一篇闺怨之诗也。《论语》孔子称子路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盖以子路之于富贵，无动于中

也。此与孔子之视富贵如浮云者，情怀相似，故引诗“不忮不求，何用

不臧”以许之。忮求之为企求，义更昭著。而《注疏》引马融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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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贪求，何用为不善”。《诗传》亦就

忮字释之，谓“忮，害也”。是皆支离之说也。（按《后汉书·儒林传》云：
“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余深疑

《诗》传之作，出自马融。盖毛苌传《诗》，就学派言也。马氏作传，而曰《毛诗

传》，是乃本毛氏学以为解诂，非谓传文之出于毛氏也。而后儒忽之，谓作传者

即毛氏，此与《诗序》之作，本出卫宏，而指为毛氏者何异。《论语注疏》引马融释

《诗》之语，此非马氏袭用传文，适足为马氏作传之一证。故引语先列马说，后引

传文，即本此意。）

戴东原论细读古籍之要旨云“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

心”（《古经解钩沉叙》）。盖文字与语言，互为表里，于文有所未达，宣之于

口，亦未有能使人喻其意者。《诗》《传》、《笺》往往不察句例，随文傅会，致

古人之心，无由照见，此所应商订者，又一端也。

一曰援附史实，妄说《诗》旨。读《诗》而欲明其本事，此人情之所同然

也。观先秦载籍，引《诗》喻志，大都断章取义，衡以《诗》之本义，未必全

合。《论语》子夏问《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明“礼后”之意。而诗之

本义，所以状硕人之美也。《孟子》引《公刘》之诗，以明公刘之好货。引
《绵》之诗，以明太王之好色。而诗之本义，前者敷陈公刘之富强，后者叙

述太王之迁岐。他如《左氏传》、《荀子》书所引，亦皆取诗之旁义以言耳。

汉承先秦诸子百家遗说之后，会为通学。儒说虽藉政治之力，巍然独尊，

而阴阳家言，实牢笼一世，转而以六艺为依托之体矣。三家《诗》中之《齐

诗》，若翼奉以五际六情之理，释《小雅》之《吉日》及《十月之交》篇（见《汉

书·翼奉传》），此与《诗》义，固风马牛不相及也。韩鲁《诗》说，或传或不

传，虽云“善推诗人之意”，与“为训故以教”，然观其一二，傥亦所谓以意逆

志者耶？自有《毛诗序》行世，于是《诗》三百篇之作意，皆若言之有故，后

儒且以为子夏与毛公合作。转相尊信，奉为鸿宝。此实考明诗旨之大障

也。《后汉书·儒林传》：“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

雅之旨。”则作序者，为东汉初年之卫宏。汉儒论学，好为向壁虚造之说，

乃为一代之风气。以今日之所知，读许叔重之《说文解字》，其间缘饰附

会之谬语，不一而足。卫宏之《诗序》，亦向壁虚造之作耳。朱熹谓：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以为村野

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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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诗序》之果不足信。”（见《朱子语类》）故其《诗集传》，即废序不用，摆脱
《诗序》之衔勒，而欲有所疾驰。此种求真之精神，何可废耶？顾其术不

密，其见地亦有所囿。盖欲阐明《诗》旨，必先熟察《诗》之社会。三百篇

中，其性质之近似者，又当比合观之，适足为此时社会某一面之写实也。

兹本所见，揭数事言之。

我国古代之有武士，观孔门弟子之子路而知之。子路“好勇力，志伉

直，冠雄鸡，佩猳豚”，殉卫君之难，“结缨而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武

士之神态，固奕奕如生也。《诗》中歌咏武士之体貌、才技、责守，至详且

悉。爰择其要，表而出之。

武
士
之
特
点

篇
　
名

体　貌 风　姿 才　技 责　守 精　神
诗人之
赞　语

兔　罝 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公侯好仇
公侯腹心

驺　虞
壹发五豝
壹发五

于嗟乎驺虞

简　兮
硕人俣俣
有力如虎
赫如渥赭

执辔如组 公庭万舞

叔于田
岂无服马
不如叔也

叔于田
叔于狩

洵美且仁
洵美且好
洵美且武

大　叔

于　田

乘乘马

　
　
两服上衰
两骖雁行

执辔如组
两骖如舞
襢裼暴虎
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
抑罄控忌
抑纵送忌

叔于田

献于公所

清　人 驷介旁旁 左旋右抽 中军作好

羔　裘 孔武有力 羔裘豹饰 舍命不渝 邦之彦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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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卢　令

卢令令
卢重环
卢重
（按卢为 田
犬，诗 人 状
田犬 俊 美，
即所以反映

虞人之风姿

也，故 次 于
此）

其人美且仁
其人美且鬈
其人美且偲

猗　嗟
颀而长兮
美目扬兮

射则臧兮
终日射侯
不出正兮
舞则选兮
射则贯兮
四矢反兮

以御乱兮

驷　
公曰左之
舍拔则获

公之媚子
从公于狩

　　是时武士，皆体力矫勇，英姿飒爽。其才技则善射御，擅乐舞。若《清
人》之“左旋右抽，中军作好”，负指麾之责，盖又为武士中之将帅欤。古者
有事之时，公侯所豢养之武士（当时贵族，俱有武士，非专就《诗》言耳），用以御
侮。故称之曰“公侯干城”也。无事之时，则藉狩猎以讲武。《七月》：“二
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献豜于公。”此即以狩猎为讲武之证。至
若《车攻》所记，行狩之阵容，已无异行军之阵容矣。武士之职责，为是时
国家安危所系，故诗人歌咏之，如用诗叙之说，《兔罝》为“后妃之化”，《驺
虞》为“鹊巢之应”，《简兮》“刺不用贤”，《叔于田》二篇，俱谓刺庄公，而以
叔为《左氏传》所称之“京城太叔”，清人为郑文公时之高克。若此之类，而
《郑笺》又从而傅会之。非仅诗旨无由明，古代社会武士之精神，亦为之汩
没无余矣。

周之世，一新兴之农业社会也。周之始祖为后稷，播种百谷，以树兴
邦之基。至公刘备修祖业，因农耕之利，振其干戚，拓土至豳，古公亶父复
自豳迁岐。盖周人所至之地，荒莱以辟，经界以整。读《大雅》之《生民》、
《公刘》、《绵》诸诗，其自西徂东进展之迹，及其所以富强之故，固斑斑可考
也。《诗》三百篇，既以农业社会为素底，据是以求诗中之义蕴，则可得而

·７３２·附录：诗传笺商兑



言之矣。《豳风·七月》为农业社会人民生活之素描，《小雅》之《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诸篇，皆叙述岁丰民乐，祭祖事神，以祈福祐之

盛况。若《斯干》之诗，则有所谓宗法之意味在焉。盖是时之社会组织，以

宗族为基础。宗法云者，即宗族组织下之制度也。其制立嫡为群宗之主

系，此之为大宗。诸弟之世系，所谓小宗者，随世隶系焉。此世世继承之

统系，纯以男子为主干，上承祖先，下率群宗，敬宗收族之责，亦胥以男子

任之。因此制度，希宗支之蕃衍，而有多子之思。又因此制度以男子为主

体，而男女之地位，遂复不同。《斯干》之所谓“似续如祖”，所谓“乃生男

子……室家君王”者，此就宗子继统说也。梦熊罴以象征生男，梦虺蛇以

象征生女，生男则寝之床，生女则寝之地，男子可为君王，女子维主中馈，

是皆因家族制度所反映之意识也。由是言之，则《无羊》之“众维鱼矣，实

维丰年。旐维矣，室家溱溱”，其义亦可知矣。众读为，牧人梦蝗之

化鱼，为丰年之兆。马瑞辰作如此解，诚独具巨眼。顾于“旐维矣”句，

未得其义。按《说文》，龟蛇四游为旐，错革鸟为。《周礼·司常》郑注言

有画熊虎者。则旐之为，犹言龟蛇之变为熊虎也。牧人梦龟蛇之变

为熊虎，与《斯干》之梦熊同义，俱为生男之祥。故云“室家溱溱”也。多子

之思，既为男系家族制所共有之心理，则《周南》之《螽斯》、《麟趾》亦为反

映此种心理之诗。《芣苡》一篇，有以“其实宜子孙”（陶注《本草》引《韩诗》

说），则此采芣苡者之心理，亦灼然自见矣。

自宋儒掊击《诗叙》之伪妄，启示心悟之途径，由是解说《诗》意者，竞

尚“直寻”（若崔东壁《读风偶识》、魏默深《诗古微》、方玉润《诗经原始》，皆以此法为

主体），直寻之法诚善矣，然不明声韵通解之理，不解语文组合之法，不察
《诗》之社会背景，仍不免时多影射之辞。至若毛郑之说《诗》，强《诗》就

己，尤不足取。此所应商订者，又一端也。

学术之事，本因时推进。右所举三端，非于毛郑好为讥评也。盖今人

所资取者厚，其足为思想之锢蔽者亦渐见摧毁，而钻研之途术，亦蒙受近

世朴学家之所赐，及现代科学之影响，而日进于缜密。振旧刷新，傥亦今

之学人所有事耶？

１９４２年５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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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１９９８年，即南京大学纪念我父亲黄淬伯教授诞辰１００周年的那年，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遗著《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书。２００５年

春，南京大学中文系鲍明炜教授将父亲早年所著《诗经覈诂》全部遗稿交

我设法整理出版，事前，鲍先生已请南京大学中文系滕志贤教授对全稿进

行了评估，滕先生于２０００年９月写了书面简介。其后，由于物色不到合

适人选对全稿进行整理，又搁置多年。２００６年４月，经鲍明炜先生引荐，

请南通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周远富整理全稿，周先生慨然承诺。

２００５年１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十分惊喜地发现了原以为在“文

革”中遗失了的父亲全部手书日记八本。父亲日记从１９３４年开始，不连

续地记至１９４９年，内容包括读书心得、时事评论、书信来往、交友、家事、

剪报、诗词、印章等，这虽是私人日记，由于跨越不同时代，也是一份十分

珍贵的文学历史遗产。

至此，父亲的所有著述都陆续归到了我这里。我倍感兴奋，感到这份

遗产如果再不整理出版，使之回归社会，很快就要湮没了，从而产生了出

版《黄淬伯文集》的计划。《黄淬伯文集》包括已出版的《慧琳一切经音义

反切考》、《唐代关中方言音系》，遗著《诗经覈诂》和《黄淬伯日记》。其中

周远富教授整理的《诗经覈诂》，陆远先生、赵鹏先生和金艳女士整理的
《黄淬伯日记》，现已先后完成。四本著作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需要提一下《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一书的再版，这本著作于１９３１
年６月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２００８年我从友人处得知台北中

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１９９３年２月再版此书。其后，中华书局与台北中

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协商，后者同意中华书局出版黄淬伯著《慧琳一切经

音义反切考》一书的大陆版。作为继承人我也欣然支持。由此该书得以

顺利面世。



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我父亲的文集面世，实非易事。在此，请允许

我对中华书局、徐俊总编辑及有关的责任编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所有参加本书整理工作的各位学者，以及南京大学中文系鲍明炜教授
（已故），南通严晓星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黄东迈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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